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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心理创伤与和解的历史性尝试 ：

「记忆南京 2011 年」的报告和课题

日中の戦後世代を対象にした

新たな東アジア型歴史・平和教育プログラム開発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による平和構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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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语（翻译）开头语（翻译）

本书是根据 2011 年 10 月 5 日至 8 日在南京举办的 4 天研讨会「历史心理创

伤的世代之间连锁和尝试修复和解的可能性：记忆南京 20011」的记录和考察而

整理出来的，2009 年 10 月实施的「记忆南京 2009」记录已公开在网页上了。

（http://www.ritsumeihuman.com/hsrc/resource/19/open_research19.html）

研讨会实施时使用三国语言。遗憾得很，因受时间限制，有的部分来不及执

笔文稿或翻译工作。在口译笔译时，也会因有语感的细微变化或因不同场合会发

生微妙的误解。参加者的感想中叙述的研讨会内容，由于作者不同会产生若干的

差异。即使是同一件事情，由于接受人不同，领会的内容也不同，而且通过口译

或笔译则更加容易变得复杂甚至扭曲。包括这些事情和过程，我们可以说这都是

小历史的构筑。总之，为了实施本次研讨会以及编辑本著，负责口头翻译的各位

老师同学，他们边参加研讨会边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而做出非凡贡献。没有这样

超越国境的共同合作的话，就不会成立和实现这次计划。虽然还存在着各种各样

的课题，但是我们实在期待这样的过程能够跟和平联成起来。

这次不但得到「科学研究费基础（B）：以日中战后世代为对象开发新的东

亚型历史和平教育方案」的基金扶助，而且也得到立命馆大学应用人间科学研究

科、南京师范历史学部、立命馆大学 R-GIRO 「法律和心理的协同合作」、文部

科学省私立大学战略性研究基础形成支援事业「把大学作为模拟社会空间为持续

自立支援的对人援助模范构筑」、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基础（B）：反挫世

代的和平构筑和性别」的支援。

承蒙张连红教授、阿曼多·沃尔卡斯教授、艾迪·尤先生和笠井綾女士，以

及中国一人一故事剧团好友和日本一人一故事剧团 AZ 的罗翠翠教授、村川治彦

教授、金丸祐一教授、小田博志教授，还有负责口译或笔译、录音整理等大力协

助的各位、参加者各位、以及后方援助的所有各位，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虽然

我们开始的起步比较小，请各位从今以后也给予大力协助，让我们一起一步一步

地能朝着和平的未来前进。

2011 年 11 月 30 日　村本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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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记忆南京：从负面遗产到共有财富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

下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南京大屠杀。对于我来说,今天的报告是一个挑战。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因为我在 2009 年 HWH 研讨班上做过一次报告 , 我担心

内容重复。第二个是我要面对心理学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等不同学科的同学们，

所以要找到一个既适合会议主题又能让不同学科的同学都感兴趣的切点，是很困

难的。

从昨晚接到村本老师和阿芒德老师的委托到现在 , 我一直在思考怎样做今天

的报告。我现在要讲的题目是「记忆南京，从负面遗产到共有财富」。我想讲三

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 , 中国人是

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的？我总结了一下 ,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 关于南京大屠杀记忆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大屠杀发生以后到抗战结束的八年。当南京大屠杀发生以后，

很快就有许多新闻媒体的报道在未被日本占领的大后方被广泛的宣传，一些逃出

南京的士兵和难民接受记者采访或撰写回忆，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当时比较

有影响的一本书是田伯烈主编的《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在部队里面进行广

泛的宣传。抗战八年期间，在国民的记忆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主题是日军

的残忍暴行，不断强化宣传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 其主要目的是要激励中国军民反

抗日军侵略，努力作战，收复国土。

但 1945 年抗战胜利后 , 蒋介石号召国民以德报怨，尽管也进行了较为广泛

的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但实际上，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国防部军事

法庭上所进行的审判，都并不彻底，被审判和处理的南京大屠杀战犯，实际上都

是非常少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共政策采用的也是一种比较宽大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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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对待日本战犯。实际上从 1949 到 1982 期间，中国对日政策宣传的重点是中

日人民友好。政府认为在南京制造大屠杀是少数法西斯斯军国主义分子，而不是

广大日本人民。也就是说，把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少数军阀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区分

开。尽管当时政府提倡中日友好的时候，特别是在 1972 年中日建交的时候，南

京许多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曾抗议反对。当时各级政府基本上都通过各种

方法，压制民众的抗议。政府倡导的是中日人民要世代友好的观点。

也就是说从 1945 年到 1982 年这段时间，中国政府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待日军侵略暴行都是主张宽恕，着眼于中日两国民众的和平

与未来。

但是 , 从 1982 年日本发生教科书事件之后到 2010 年，中国国民对南京大屠

杀的记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日本的右翼，在修改教科书过程中，否认南京

大屠杀的事实，这些活动在媒体上大量报道后，中国国民特别是南京的老百姓心

理上受到极大刺激。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幸存者要求对日索赔，1985 年在民众

的强烈呼吁之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同胞纪念馆建立了。现实生活中很多年轻

人开始仇恨日本人，一些反日的过激行动也不断发生。

近二十年来，在网络上网民对日本的评价可以充分反映老百姓对于南京大屠

杀记忆的巨大变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杀已经成为二战期间日本在

中国所有暴行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成为日本侵略中国和屠杀中国民众暴行中最

为核心的一个标志。

这是第一个部分内容，我大概简要的介绍了中国民众对南京大屠杀认识的变

化。第一个阶段是抗战期间，第二个阶段是抗战胜利以后到 1982 年，第三个阶

段是从 1982 年到现在。

2．历史学研究过程中的变迁

第二部分我想介绍历史学研究中的南京大屠杀。1980 年代之前，中国关于

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是非常少的，或者说在 1982 年之前，中国没有人对南京大屠

杀这一人类暴行进行历史学意义上的研究。回顾近三十年中国历史学者对于南京

大屠杀的认识和研究，也可以把它划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 1980 年代一直到 2000 年，在这个阶段，历史学研究南京大

屠杀，其主要的思维方式为了反驳日本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的歪曲，用大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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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来证明南京大屠杀是铁证。从研究的表现形式上来看，对抗性比较强。从内容

上来看，其研究的重点放在证明日军的残酷暴行、证明南京大屠杀被屠杀的人数

即 30 万这一数字上。在研究表达的方式上，情感性比较强，论述成份比较多，

而史料运用比较薄弱。其成果较多地体现了「以论代史」的特点。以论代史是指 ,

用论点来代替史料 , 首先确定论点 , 并且以论点为基础来搜集资料。这是当时研

究成果的一个特征。

还有一个特征是，研究者站在受害者立场进行研究比较明显。当时的研究成

果和论文等 , 假如把作者的名字去掉，翻译成英文的话，大家会毫不犹豫判断出

这是中国人写的。也就是说论文作者的身份认识比较明显。

2000 年之后，我个人观察中国历史学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发生了非常大的

变化。第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开始重视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这是进行

学术研究的前提。我们南师大、南京大学和南京几所科研院所，在南京大学张宪

文老师的带领下一起做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的工作。到今

年 6 月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已经出版到 72 卷，将近 5000 万字。这些资料的来源，

不仅有中国的，还收集了许多日本的文献，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等

散布在全球各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今天在现场做翻译的罗萃萃老师也参加

了很多翻译、整理日文资料的工作。由于大量史料的公布出版，学者研究成果也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个变化是，研究者更多是从史料来出发，开始更加客观地、公正地看待史

料中的各种意见。在史料中发现的一些从日本的视角的一些史料，我们也不回避，

也收集过来，在写文章的时候也充分尊重这些不同的视角。由于拥有各方的视角，

使我们学者的研究更加的客观和理性了。

另一个变化是 , 论文研究的主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乎没有一个学者

在讨论是 30 万、20 几万还是更多这样的数字问题。学者们也不再去关注日本右

翼、否定派学者在讲什么，他们已经超出了对抗性研究这样一个范畴。很多学者

研究已经克服了作为中国人这样一个身份意识来撰写南京大屠杀的文章。许多论

文已经看不出来这是中国人写的了。更多的学者已经从更高的一个视角，从人类

这样一个视角，来反省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他们的思维已经淡化了受害者是

谁和加害者是谁这样一个原始的讨论。这几年学术界研究的这一趋向，我认为是

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当历史学者的研究视角能够超越受害者和加害者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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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社会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历史创伤治疗。我相信当日本的学者和中国的

学者都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那和解就可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学的研

究是历史创伤治疗和中日和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努

力。中国历史学界这 10 年多的变化，也得益于许多日本学者的共同努力，像笠

原十九司、金丸等教授，他们经常和中国学者进行交流，从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

中国学界认识的变化。

我特别有信心，历史学最终能够超脱时空、身份、民族，从人类社会发展的

共同视角。来研究南京日军暴行。

3．从心理学的视角如何治疗历史的创伤

第三个部分我想从心理学的视角谈谈如何治疗历史创伤。我个人觉得心理学

对于心灵创伤的治疗是迫切需要的。这是我通过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感受

到的。我调查访谈过数百位幸存者，有很多幸存者经历过南京大屠杀后，他们心

理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创伤，但是我是学历史专业，面对他们精神创伤，我没有办

法帮助他们走出创伤，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治疗，使得他们在心理上得到一种平衡。

后来我接触到很多日本学者和普通民众，我感觉到不仅是在南京大屠杀幸存

者、日本的老兵有心理创伤阴影，一些普通的民众身上也都有体现。

1999 年，我第一次去日本东京参加一个会议，我见到当时在会议上帮忙的

义工，我真诚邀请他们到以后到南京来访问，但是他们的回答大都是相同的，他

们心理上不敢来南京。我想像日本义工这样心里的感觉很多日本人心里都有吧。

我记得在 2009 年研讨班上，我听到一位日本同学的感想，她称也有害怕来南京

的感觉，但是来了之后参加这一研讨班后，她感到心里很平和了。

参加过战争的很多日本老兵，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他们到了晚年

以后，经常会做恶梦，他们要忏悔过去罪恶。还有一种类型是，在靖国神社里面

我们能看到一些穿着日本军服的老兵，在靖国神社里面回忆自己辉煌的过去。我

相信这两种极端的表现都是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在我们南京师范大学，我曾经接

待过至少 3 位日本老兵，在我们学校访问和演讲。

有一位老兵叫本多立太郎，到我们学校做的谢罪和忏悔演讲已经是他的第

1000 多场了，东史郎也在我们学校做过精彩的忏悔演讲，还有一位大家很熟悉

的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他也到我们学校和我们对话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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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记忆。他作为日本的作家，我曾经读过他写的关于广岛原爆的作品，我想

他对日本加害中国的战争反省，也一定是非常深刻的。

我还曾经见过一个日本老人，他退休以后到中国，在南京办了一个企业，他

希望把他的不锈钢的技术，免费传授给中国人。他有一个有趣的经历，他曾经被

一名中国年青人骗了 100 万日元，但是他心里面感到这是他前辈子做了对中国不

好的事，应该用一种方法还给中国人。

大家如果注意了昨天的报纸，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位叫久保惠

三郎的演员，听说一位幸存者刚刚去世后，他来到纪念馆这位幸存者的铜像面前，

向她道歉。

像这样的案例很多很多，我不再具体举例了。听了这么多，看了这么多，我

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想到，南京大屠杀是发生在 74 年之前，但是战争的阴影仍然

横亘在当时经历者以及完全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中日两国国民的心里。我想在

座的各位都会跟我有一样的思考，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种战争阴影心理创伤时，我

们应该做些什么？

最后想给大家留一个问题，以战争创伤治疗为目的工作坊，我们参加的人数

非常少，但我们面临一个非常庞大的需要心理治疗的群体。今后我们应该如何去

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工作坊，我们要做的就是类似刚才看到的 Play Back。当我们面对面望着

对方的眼睛,不要去在意对方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只要记住我们都是人类，

真诚地凝视着对方，用心与心进行交流。这四天 ,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合作 , 完成

每一次 Play Back，共同分享我们的感悟，这一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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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记忆南京 2011】活动过程（翻译）

笠井绫MA，MFTI 表达性艺术疗法

加利福尼亚综合学研究所  东西方心理学博士课程

2011 年 10 月 5 日到 8 日，在阿曼德·沃卡斯先生的协助下，在南京师范大

学举办了运用历史创伤治疗（HWH）手法的对话性工作坊活动。在本文中，我

想将这次活动的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笔者是以艾迪领衔的翻译工作组中的一员，

偶尔也加入到实践中来。每一个练习给参加者留下的印象和带来的影响，我将在

接下来的时间里通过参加者的感想和之前对参加者的访谈来进行分析。我想在本

文中结合我自身的感想来进行汇报。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HWH)

历史创伤治疗

历史创伤治疗，是研究戏剧疗法的阿曼德·沃卡斯先生的研究成果。是以让

加害者和被害者的子孙共同走出大屠杀这段历史留下来阴影为目的的。历史创伤

治疗是大量运用戏剧以及表达性艺术疗法的一种和解方式。在各种有纠纷关系的

群体之间的对话中可以得到应用。HWH是以“群体创伤”，“创伤的世代相传”，“文

化或国家的身份认同”等，这些给自尊心带来的影响的概念为基础的。（沃卡斯，

2010）这个方式，包含了和解的留个步骤（1。打破沉默 2。互相确认对方的人性

3。意识到加害的可能性 4。悲伤的共有 5。共同的作业，仪式，创作，表演 6。

朝着服务，创作去改变）这些步骤也不是一直按顺序进行的。首先，在少人数的

小组之间进行对话工作。为了让对话的效果在集体中得到推广、共有，举办仪式

或者表演。在这次的尝试中，作为集体共有的一种方法，在日中演剧团的协助下，

沃卡斯先生频繁地运用了“一人一故事剧场”这种公演方式。“一人一故事剧场”

是把谈话者讲述的故事，以及观众的声音，通过即兴的互动演剧表演出来，也作

为戏剧疗法的一种手段。它是共感和理解的媒介。

参加者

这四天活动主要的参加者有，南京方面：历史学、心理学、日语专业的中国

本科生、研究生、毕业生 10 名、教师 1 名。其中广州方面：6 名。香港方面：2 名。

中国人中的社会人士分别来自教育、对人援助、金融、艺术等行业。日本方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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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人留学生 2 名，在日韩国人 1 名，日本人中有大学生、研究生、社会人士、

老师、研究者共计 18 人。日本方面与会人员的专业分别来自心理学、对人援助

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艺术等等。另外，还有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

老师及工作人员，也根据他们繁忙的日程，抽空参加了部分活动。主要以 20 多

岁的学生为主，总计 40 人左右。在参加这次活动的大学的协助下，基本上是以

HWH 中两个有纠纷的集团的人数以达到均衡为标准来招募参加人员的。其中 20

几名不是长期住在南京的参加者，都住在南师大宾馆，此次工作坊也是在宾馆的

会场中举办的。

10 月 5日  活动第一天

第一天早晨，没有去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日本参加者去参观了南京大屠杀

纪念馆。因为 09 年的活动中，参观纪念馆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这次活动中，

参观纪念馆并不是作为活动内容的一项，而且参加者自行参观。这一点我们事前

就通知了各位参加者。因此，日本来的参加者几乎全员都去参观了纪念馆。

上午：导入

寒暄 / 欢迎及报告之后，张连红先生做了关于南京历史的讲演。并且在讲演

的过程中也穿插介绍了“一人一故事剧场”。表演者们表示张先生的讲话（参照

副本）及听了张先生讲话后参加人员的感受通过即兴演出呈现了出来。这一过程

中，特别是中方的参加者谈到了上一次活动的感受，以及现在的思考。把想与其

他参加者积极交谈的心情，新的疑问，想要控诉些什么的心情等表达了出来。我

感觉“对话”似乎已经开始了。

下午：HWH工作坊

暖身练习

大家围成一个圆，

姓名和活动：通过名字和动态表达，将自己现在的心情和感觉以自己喜欢的

任何动态形式表达出来。一个人完成后，其他所有人模仿他的动作。目的是为了

让大家缓和自己的身体和声音，并且自我介绍。

想象接力：把想象中的物体，交给下一个人。例如火柴和从鱼缸中拿出来的

金鱼。让大家自然地习惯表演和游戏。火柴灭了，离开水的金鱼必须快点传递等

等，为了表达出这些，大家都很配合。时不时也有人用火柴点烟，或者不小心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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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鱼掉到了地上，这些都引来了大家的笑声。

声音之球：如果有一个人扔出了有声音之球，被扔的那个人必须首先一边重

复刚才的声音，一边接住那个球。接住球之后要发出新的声音并且扔给其他人。

声音之球从一个增加到2个，3个。发出声音，眼神对接等等，都促进着积极的交流。

站成一列，

从这边到那边：单独表演：通过即兴的表演、行为、声音，每个人按自己喜

欢的方式从房间的一边走到另一边。（自发性的自由的表达，渐渐习惯被他人围

观）组队演出：两个人一组，在互相没有沟通的前提下，即兴地表演一个场景，

并从房间的角落到走到另一个角落。（和他人合作的游戏，即兴性）

围成两个圆，

30 秒短剧：

两人一组的角色扮演。在 30 秒内演出被赋予的角色。

边检人员 / 想入境的有些可疑的旅客

校长 / 犯了错误被点到的学生

在减肥的人 / 很有诱惑的甜点

呈现出一张白纸的电脑屏幕 / 面对作业不知如何是好的学生

喷火的龙 / 骑士

两个在公园相遇的害羞的 4 岁小孩

通过对这些的表演，把纠纷、权力关系、生硬等等和对话的主题有关的东西，

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和幽默表达出来。因为是所有人一起演的，所以大家也不会太

害羞。就如同回到了童年沉浸在游戏之中。语言不通的人配成一组的情况也很多，

大家通过表情、动作、声音，很好地进行了沟通。

Line repitation（台词环节）：两人一组，只能用确定好的一句台词，改变

说话方式，持续表演 30 秒，观察在此之中的情感和感观上的变化。

好想要啊 vs 不行

请原谅我 vs 绝不原谅你

对不起 vs 你好过分        等等

这些与被害者和加害者的关系主题很近。没有故事和来龙去脉，仅仅是通过

这些语言，也会有很多情感呈现出来。通过观察进行这个练习的小组的样子，可

以知道前期的导入是否充分，大家现在的情感达到什么程度，是否做好了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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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这些分组练习，搭档是在不断更换的。在更换搭档之前，先确认上一位搭

档的姓名，并且互相握手。这项工作结束后，我们做出了“请在屋里转一下，和

刚才没有跟你配对的人互相确认姓名并握手”这一指示。

Socio circle（社会的圆）：围成一个圆，一个人说出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

符的一个主题。觉得与这个主题相符的其他人，向前迈出一步，围成一个小圆，

互相看对方的眼睛，以示确认。确认相互之间拥有共同的体验。虽然自己也有相

同的体验但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人，可以选择不动。

父母曾是军人的人

祖父母曾是军人的人

从父母或者祖父母那里听到过战争经历的人

与曾是敌对国的人交往，并且结婚的人

与曾是敌对国的人成为好朋友的人

受到过歧视的人

在这项工作之后，我们分成若干小组，互相交流这些联系后的感受。HWH

通常是在 25 人左右的小组中进行，这次因为是 40 人左右的尝试，所以分组讨论

的形式被很多地运用了进来。在日文和中文都懂的 7，8 名参加者的帮助下，小

组讨论得以实现。

记忆中的物品

这个环节更加接近主题。在这次活动之前，我们通知了各位参加者带来一个

把自己和这次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物品。在思考带什么来的时候，其实也是自己和

这一主题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导入。我们以小组的形式进行了分享带来的东西和与

带来的东西有关的背后的故事。在此之后，每个人用一句简短的话，在大家面前

介绍自己的物品，并将自己带来的物品供在用彩色丝巾装点的祭坛上。这些物品

将一直放在那里展示到最后一天。大家带来介绍的物品有战争年代祖父母的照片、

纪念战争的邮票，让自己了解到战争的历史教科书、漫画、书、相册、报纸，还

有关于曾是士兵的高中前辈的文章、教科书和事件有关的老师的照片等等。通过

这一环节，我们知道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并且也意识到了我

们这一代人在继承着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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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6日  活动第二天

刚开始的一小时，我们对昨天的活动进行了回顾。昨晚做的梦、今天早晨的

感觉和情感都得到了共享。把这些让一人一故事剧场的成员们通过即兴表演演绎

出来，尝试了集体的共感。在此我想介绍下几个分享的事情。

日本女士：我梦到了战争时候在菲律宾当卡车司机的祖父。我梦在我自己生

活的地方，坐在祖父开的开车上。祖父不太认路，驾驶技术也不好。我恨不得从

副驾驶站起来握住方向盘自己开。

其实这是笔者自己的梦。做完这个梦之后，我无法从中走出来，也不知道这

个梦是什么意思。但是看完一人一故事的表演，我很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个梦的意

思。我继承了战争历史中的祖父的卡车，自己驾驶着的卡车，似乎朝着和祖父他

们曾经想创造的不同的未来开去。

中国女士：我感到很平静，很冷静。我的体内被塞满了很多东西，好像是成

熟的圆圆的石榴。这位女士这回已经是第三次参加这个工作坊了。看完一人一故

事剧场的表演，她说“虽说爆炸了，但是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似乎变得更加平

静了。”

沃卡斯先生这样解释到，这样的练习，【不只是为了看清历史，也是为了让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我们会如何去吸收这些，自己的体内将如何维持这些感觉，

情感，印象。】一人一故事，是通过印象来促进共情，能够帮助分享参加者能够

更加鲜明地了解自己的感觉、情感和意思，也能把这些传递给他人。

这之后，夏淑琴老奶奶来到了会场，讲述了她关于战争的证言。（证言内容

参照副本）。听了她的讲话，好几名参加者坐到了夏奶奶面前的椅子上，向她讲

述了自己的心情。日本方面的参加者表达了谢罪的心情，表达了绝不会忘记夏奶

奶说过的话，以及要把这些告诉自己身边人的决心。中国方面的参加者向夏奶奶

表达了由衷的敬意等等。大家把自己所想的都告诉了夏奶奶。夏奶奶一边赞同大

家，一边接受着来自大家的暖意。夏奶奶在交谈过程中说道“你们不坏，坏的是

军国主义的政府。”也表达了希望我们年轻一代更近交流的愿望。这些不仅仅让

在场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深深感动和感谢，也提高了我们增进交流的热情。

下午：HWH工作坊

身份认同环节

我叫 ***。我是 *** 人。



206

沃卡斯先生作了说明：“自己国家的历史，对于给自己认识自己带来了怎样

的影响。我们这就来看看”站在大家面前，说出自己的名字和国籍，聚焦在自己

的内心，自己有怎样的感觉、情感和印象。重复说几遍都行，或者用别的语言说

也可以。这次，是一位来自广州的女士和一位日本女士，还有一位香港出生的男

士主动挑战了这一环节。他们每一位都感受到了说出自己国籍时候的矛盾感，而

且在说出自己国籍的时候，涌现出了很多背后的故事以及复杂的感情。在此之后，

我们分成小组，做了同样的练习，并进行了分享。

椅子环节

象征着日本的椅子和象征着中国的椅子相对而置。谁都可以坐上去代表集体

的声音，进行辩护这样一个环节。沃卡斯作为协助者说道：“也许这样做会觉得

有些可怕，至今为止的活动中，我们构筑起来纽带、羁绊，如果不把聚积在心里

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表达出来就无法达到真正的和解。”在这个环节中，我们不问

国籍，谁都可以坐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椅子上来。在此之中，日本人坐到中国的椅

子上代表中国的声音；中国人坐到日本的椅子上代表日本的声音，着实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刚开始是一个人一个人坐到椅子上，中日两国对立的声音被表达

了出来，历史教科书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后半段中日本人不断地谢罪，对于这些，

中国方面也不断地接受着来自日本的谢罪。日本人方面产生了“究竟要背负着这

些谢罪和罪恶感到什么时候？”的这种疑问，以及对于这个疑问的愤怒和无力感。

而从中国一方也传来了希望把日本人视为“鬼子”的这种印象能早日从历史上抹

去的愿望的声音，以及想要接受个人的道歉，并且原谅日本人的声音。还有从日

本一方传来了希望更多地倾听来自中国的愤怒，和希望政府之间能够共同编写教

科书的愿望的声音。

这个练习之后，我们扑扑身上的灰尘，放下扮演的代表“国家”的角色，围

成一个圆，每人用一个词来分享刚才的感受，作为这一环节的结尾。2009 年的

尝试中，没有达到适合的时机让我们进行这种率直的意见交换，沃卡斯说“2009

年时，我们好不容易构筑起来的纽带如果因这一环节断了，大家的关系又断绝了，

是很可怕的事情。”于是这次，即使是冒着这种风险，我们似乎已为率直地进行

对话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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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7日  活动第三天

上午：从参加者的点名开始进行。因为前一天的环节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我们首先倾听了大家在前一天的活动中还没有完全表达出来的心声。一位中

国男生说，“政府还没有公开的道歉，至今我们还觉得被日本人看不起。”对于

他的这番话，也有人和我们分享到“日本人长年都在想去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由

于有右翼反对势力的存在。到底要怎样的道歉这件事才能结束呢，我的心里又复

杂又悲伤。”之后，另外一位日本男士讲述了他在美国的体验。沃卡斯总结说通

过一人一故事剧场提供了一个将个人体验和大家分享的场所。然后，三个人分别

通过一人一故事剧场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参照宗像佳代的报告书）

下午：由于上午大家一直坐着分享的故事以及看一人一故事剧场的表演，可

能有些坐不住了，所以下午的活动以肢体运动开始。首先作为导入，我们还是进

行了【姓名和活动】这一练习。之后两人一组，所有人进行了以下的练习。

相互的雕刻：两人一组，其中 A 摆了一个姿势，然后 B 要加入到 A 的姿势中摆

出相对应的姿势。然后 A 再根据 B 的姿势摆出相应的姿势，这样重复进行。

礼物：A 把一个想象出大小和重量的物品送给 B。B 即兴地说出那个物品是什么，

然后感谢 A。“哇，好漂亮的 ** 啊，谢谢啦。那我也送你一样东西！接住哦！”B

对 A 这样说，然后将一个重量和大小不同的想象出的物品送给 A。A 接下这个

只是大概知道重量和大小的物品，对 B 说“哇。好赞的 ** 啊！那么我也······”

这样重复进行。

表演一个场景：

登山：两个人一组，将正在攀登一个很难爬的山的场景持续表演 1 分钟。

遇难：飞机坠落在亚马逊河畔，在热带雨林中两人幸存下来，互相都很惊魂

未定的场面演一分钟。

神话故事：两个人一组，即兴地创作神话故事。A 先说“从前有个地方。。。”

自由讲一段时间后，听到“交换”的口令后，B 接着 A 停下来的地方说“然后、、、”

以这种形式重复进行。

表演神话故事：这次是讲故事的人边讲便加入肢体动作进去，和刚才一样创作神

话故事。

寓言：故事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开始治疗之旅。然后在这个故事中，幸存者，发怒

的中国人群体，有智慧的贤者，扬子江等先后出场。也是以两个人交换着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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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进行的。

我认为这些也是把在这次工作坊中我们体会到的“纠纷”和“历史”这些深

刻的主题，在身心都放松的环境中，通过做游戏的心情以及想象力来再度表达的

一种练习。

自我认识环节

信息之图（自我认识的解体和构筑）

我们的自我认识以及相互的认知，是通过家庭、学校、朋友、社区、媒体、

网络、政府、书籍等平常接受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来行成的。我们是从哪里接受

到了怎样的信息，这些信息又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我们通过实际的地图来

描绘来解释，并且认识这些。在这认识的过程中，从负面信息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和各种各样的信息去对话、去选择、取舍这些信息，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通过

将个人描绘的这张图在大组中再现，将那个人的图中出现的角色演出来的方式，

促进相互的理解和共鸣。这次是一位中国朋友将她的信息图展现给了大家。日本

出生的母亲战争年代在日本被叫做“チャンコロ”（对中国人的蔑称）受到日本

人的歧视，不得已回到了中国，可是在中国也同样遭到了歧视。作为女儿的这位

女士明明是中国人，却被叫做“日本鬼子”遭到中国人的歧视。即使这样，也想

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长年从事在教育岗位上。她描绘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的信息

之图。她和这个信息之图里面的几个角色进行了对话。参加者们扮演了这个信息

之图里面的角色，亲身体验，我想他们应该有了共鸣。在这个环节之后，大家谈

了自己的感受作为第三天工作坊的结尾。

第三天的晚上，这次工作坊的参加者，中国的一人一故事剧场和日本的一人

一故事剧场的成员们举行了一场共同演出。（参照宗像佳代的报告书）

10 月 8日  第四天活动

上午：追悼仪式

和 2009 年一样，在扬子江畔的燕子矶纪念碑前，我们共同举行了追悼仪式。

和上次一样，日本人和中国人 2 人一组进行追悼的形式，得到了参加者们的赞同。

首先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两人一组共同向纪念碑献花，献上追悼的祈祷，互相给对

方作证。之后，中国人一组，日本人一组，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的一组，再

次追悼。大家都全心全意地，带着追悼和谢罪的心情，严肃地为战争的牺牲者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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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在那之后，大家再燕子矶公园内进行了短暂的散步来缓和心情。虽然离上车

时间很近了，可是大家都很开心地在扬子江边的高台上互相合影留念的场景，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午：

谢罪环节：Please stay/I have to go（请留下 / 我必须走了）通过重复两句台词来进

行导入之后，“你很过分！ / 对不起”通过这两句台词的重复，来即兴地演出任

意场景。这里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场景，大家在幽默诙谐之中进行着表演。并且

和自己的伙伴分享这一过程中的感受。然后沃卡斯先生向大家解说了谢罪的七个

步骤（破坏、承认、责任、谢罪、原谅、修复、起誓）并将这七个步骤两人一组

通过雕像的形式一一演绎出来。

椅子环节：沃卡斯先生最后有一次设置了代表中国和日本的椅子的环节。坐在椅

子上，表达出两国的公开的对立的声音，然后绕到椅子后面，表达出受伤的孩子

的声音。中国方面的声音是，我们的伤痛没有被理解，我们没有得到谢罪。日本

方面的声音是，不想被别人利用，不想被别人看到我弱小的一面，还怕，不知所

措。这些代表着集体的困惑和受伤的心情，又被聚焦。在理解这些声音确实存在

的基础上，中国和日本相互之间今后应该怎样去做，得到了表达和确认。最后，

参加者相互握手、拥抱。（这一环节的意图和详细情况记录在沃卡斯的报告书中）

希望之树：最后，大家围成一个大圆坐下，安迪作为协助者，把纸发给了大家。

在上面大家写下了希望和祈祷，并且一一念出后，像信笺一样挂在了事先在舞台

上准备好的书上。

本文作为一个线索，将其中出现的台词和感情，以及通过怎样的流程，进行

了怎样的练习，简短粗略的进行了汇报。过几个月，我想去采访这次的参加者，

了解这次工作坊对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向张先生、村本女士、沃卡斯先

生，以及这次活动所有相关人员，献上我最诚挚的感谢。由于篇幅的限制，很抱

歉我不能把大家的名字一一写进去。能够参加这次的聚会，我真的很高兴，也很

光荣。

Volkas, A. (2010).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Japanese and Chinese cultures facing the 

legacy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K. Muramoto (Ed.), Generational trans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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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 of war trauma and efforts for reconciliation: International seminar – Re-

membering Nanjing 2009  (pp. 131-156). Kyoto, Japan: Ritsumeikan University 

Human Service Research Cent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ritsumeihuman.com/hsrc/resource/19/open_research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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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记忆南京 2011 活動帶領者的省思（翻译）

Armand Volkas

MFA，MA，MFT，RDT/BCT

加州整合學院 副教授

生命藝術諮商中心 所長

生命藝術故事劇團 團長

歷史創傷療癒學院 院長

2011 年 10 月，四十個中國與日本的研究生聚集在南京師範大學會議室中，

探討南京大屠殺中祖先們遺留給後代的影響。活動當中，一名日本男子哭倒在一

個看來瘦小又虛弱的 83 歲半盲婦女面前，而這名婦女正是一位南京大屠殺的僥

倖生存者。這個深深鞠躬的姿勢代表著日本文化中一份深深的尊重與歉意，這名

男子正在為他的祖先於這次事件中的行為乞求原諒。1937 年，日本士兵闖進她

南京的家裡，就在她的面前殺死了她的祖父母與父母，還姦殺了她十三歲與十五

歲的姊妹，當她企圖阻止這些士兵們的行為時，他們用刺刀桶了她三刀直到她不

省人事。當時這名生存者只有七歲，當她從死亡的邊緣甦醒，家中僅剩她與她四

歲的妹妹在驚嚇中哭泣。她的童年就在那一刻結束，她擔起了照顧妹妹的重擔。

這名日本男子用他充滿著難過的聲音和眼淚對著她說：“你的记忆中這些遭

受過的痛苦將永遠不會被忘記。”這位婦女帶著理解與痛苦的心扶起這名男子，

告訴他：“這是那些日本軍國主義者們的所作所為。當時你並不在那裡，這不是

你的錯。”這名男子懷著這份對於祖先的羞恥，謙遜地與其他的參與者共同見證

了這名倖存者的故事。

這個令人感動的道歉與原諒的儀式是此次活動當中來自日本與中國的參與者

相遇最重要的核心部分。這些參與者主要是由世界二戰的第二代與第三代的子孫

們組成，大家相約在南京一起面對這次戰爭中兩個國家留下的歷史傷口，共同探

索著心中這塊不曾被碰觸過的地方。

藉由道歉，這名男子用最直接的方式打破了一個面對南京大屠殺最大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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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南京是一個很具爭議的話題，人民對是否應該承擔起戰爭兇手這個罪名

有著不同的看法，擔起這個罪名形同冠上莫大的恥辱，極為重視面子的日本文化

價值觀念讓日本人民不願意直接面對這個事件。而這名男子腳下所踩著的，正是

當初這些惡行發生的地方，如此道歉的行為需要多麼大的勇氣，他必須認知到一

旦他們這樣的道歉行為在日本被公開，他們很有可能成為右翼的目標。

既然如此，為什麼日本成員要大老遠飛到中國為這些並非他們自己的所作所

為道歉呢？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呢？這個“紀念南京”的活動目的僅僅是一個讓

參與者去面對處理這個歷史傷口的過程嗎？又或者它可以是一個集體性的社會變

遷呢？

我們這些活動的策劃者與治療師們，是否正在日本與中國的社會中創造一個

治療性的介入呢？當我們帶著日本學生代表團體在 2007，2009 與 2011 年來到南

京時，我們是否正在推動我們的信念，建立一個日本與中國社會在世界二戰後被

療癒所應該要做的典範嗎？當事件裡的暴行已經漸漸消失在歷史的回憶之中，這

些個人性道歉與集體性道歉對於日本人民來說是否還具有任何的意義嗎？

倘若我們認為這些問題有價值與意義，那在记忆南京這個活動裡我們的下一

步該怎麼做，才能對於中日之間的關係有真正的影響？我們又該如何避免這些革

新的調停活動會消失在文化衝突與誤解中呢？

這些是我在 2011 年 10 月來到南京時問我自己的問題。我於 2009 年推動帶

領记忆南京活動之後，（Volkas，2010) 再一次我將我戲劇，表達性藝術治療師

與劇場的技術帶進這個活動。我針對處理文化衝突與創傷的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理論 ( 以下簡稱 HWH) 是一個用來面對處理歷史創傷的模式。(Volkas，

2003，2007，2009，2010)。HWH 整合了即興創作，心理劇，社會劇，表達性藝

術治療，戲劇治療，故事劇場和治療性的過程，同時伴隨著對於南京大屠殺，戰

後的後代子孫於心理，情緒和靈性的探索。

這些來自中國與日本的參與者意會到這名婦女是最後一個見證歷史上悲痛一

頁的倖存者，他們輪流對她表露了尊敬。有一回大家分享了她的故事對他們帶來

的影響，有一位將近三十歲的中國男子對這名婦女說：親愛的“奶奶”，我感受

到你深深的原諒，你受了這麼多的苦卻仍然擁有一顆慷慨的心。當我聽到你的故

事時，一股很深的憎恨不斷的湧上我的心頭而無法化解。從你的例子裡，我會試

著將我的心變的像你一樣寬大。謝謝你，奶奶，你讓我們見證了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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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名中國人與日本人相遇，那無數喪生的生命在他們之間畫下了一個很難

跨越的鴻溝。中國歷史的傷口是如此的深，那些過去無法被遺忘。這場日本軍國

主義者發動的戰爭取走了將近兩千萬的生命，這個偌大的創傷仍舊影響著這個文

化。在這個同時，日本與中國正嘗試共同建立經濟上的新聯盟，但這個歷史的傷

痕依舊影響著這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然而，當日本人民來到中國道歉，這不僅

僅是個人的影響也是政治上的影響。

如此一個個人和集體的道歉究竟有什麼樣的架構和意義？而它又是否具有療

癒歷史傷口的能力？如果有的話，戲劇和表達性藝術是否可以被當做一個道具用

來建造一個在日本與中國之間成功的道歉？

道歉不僅僅只是一句“對不起”，而是一個真實的演出。道歉中必須要有悲

傷，懊悔，羞愧和謙卑。它必須要有情感，脆弱，真誠去被接受和顯露出深層而

痛苦的歉意。這樣的情感是當人們在犯了過錯並且願意承擔責任時會經驗的罪惡

感。它無法讓已經發生的事實有所改變，但是道歉仍然可以是羞恥心與力量的互

換。我相信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道歉是具有療癒的效用。

沿著二十五個臺階往上，一塊龐大的黑色大理石紀念碑佇立於岩石上俯瞰著

長江，一名中國學生用日文為在場的日本學生誦念著石板上的碑銘，那是一個發

生在 1937 年的故事。74 年前，數萬名平民百姓就在這個地方被入侵的日本士兵

用機關槍掃射屠殺，據說當時他們的血染紅了整條河流，集體綑綁的屍體有男人，

女人和孩子，他們被丟棄在河裡順著江流飄浮到南京市內震驚了原本就已瀕臨崩

潰的市民。

日本學生與中國學生兩兩成隊，一起寂靜地走向石碑，他們將鮮花置放在石

碑的前方，並且默默地向那些喪生於此的人民哀悼，之後學生們圍繞著石碑並注

視著它好一段時間，然後一起鞠躬後大家才又走下石階。接著，成員們依照自己

的國籍不同，分別共同圍繞著紀念碑，在沉靜中默默地各自認同源自於加害者與

受害者的痛。在追念南京活動的最後一天，來自日本與中國的成員都深深地融入

集體性的悲痛。中國成員們自發性地使用來自孩提時期學習到的口號來表達他們

對於身為受害者的創傷，在哭泣的聲音當中更可以聽見憤怒的震顫。他們誓言身

為一個國家，不會再懦弱無能。日本成員們也表達了他們身為歷史創傷加害者的

背上沈重的擔子，他們低下身子鞠躬表達集體性的懊悔，部分的成員在沈重的哭

泣中流露出身為加害方的痛苦，他們的哀悼照亮了靜寂的幽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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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儀式已經舉辦了三次。第一次在 2007，就已經成為當年活動的其中一

個高峰。這個儀式在每一年都有著類似的形式伴隨些微的變化。儀式與非直接的

語言溝通都是日本與中國固有的文化，而在長江畔的這個儀式無形中裝載了雙方

的悲痛。實際上，這個儀式儼然成為日本成員表達他們對祖先暴行的承認與懊悔

的一種行為。每一次這個儀式可說都是以極具美感的方式進行，蘊含著戲劇與表

達性藝術治療的元素，其中更是隱含著療癒與轉化的可能性。在這個儀式的供桌

上，承受不了的情感在這裡都得以被完整的裝載著。

就在帶領與見證了感人而又美麗的儀式與整個追念南京的活動後，我卻依然

感到不完整。當我在 2009 離開南京時，我感覺到活動裡在個人情感這個層次上

應該還有更多的外殼可以被褪去。依照我在利用 HWH 處理多文化衝突的工作

經驗中，我觀察到在藝術治療的過程裡，兩個相對立的團體可以迅速地達到基本

的親密熟悉度。成員們往往都會很驚訝地發現“敵人”原來也有共通性並且喜歡

彼此，也因此達到調停和諧的目的。然而，這樣的親密度往往是在深層的情感探

索與類似創傷，羞辱或是憤怒等深層情感的表露後達到。所以在這次的四天活動

的最後階段裡，照理來說應該是帶領一些接近尾聲的活動，我卻決定要冒險去再

次揭開這個歷史的傷疤。我邀請成員們再進一步深層地看見自己還未完全表露出

來的情緒。我知道在雙方的成員底下可能還有一些歉意與調解還沒有被全然地被

看見。是否可能雙方團體能夠不畏懼地再次檢閱自己並且挑戰彼此已經好不容易

建立起來的親密熟悉呢？

在長江畔邊的儀式之後，大家聚在南京師範大學的會議室裡。我告訴大家：

我們相聚的時候只剩下短短幾個小時。藉由剛剛這個感人的儀式裡，我們將這幾

天浮出的悲痛都存放在裡面。在我們即將要道別之前，我邀請大家來共同理解道

歉的藝術，因為那是我們在這個活動裡最核心的部份。在接下來的時間，希望大

家可以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察覺自己的情緒，看看自己在這個“道歉”的心

路歷程中是在哪一個階段，而這樣的察覺又該如何應用在中日關係裡。

在我針對“個人性與集體性道歉”的研究當中，大致上可以分為八個基本階段：

1. 破裂，違背，或攻擊性的舉止

2. 在言語或非言語上對於道歉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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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認並認知到傷害已經在雙方之間造成傷害

4. 對於自己在這個事件中的角色負起責任

5. 在道歉的表現中表達了遺憾，哀傷，懊悔，羞愧與謙卑

6. 若造常傷害的事件是可以被原諒和接受的 - 給予原諒（拒絕原諒也是一種可

能性）

7. 情緒或實質上的補償是在道歉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雖然有時候無法實現。

8. 直接或間接的承諾，這樣的事件不會再發生

在此次的活動當中，用中文與日文將以上的八個步驟標題寫在板子上：

1. 違背

2. 道歉的需要

3. 承認

4. 承擔責任

5. 道歉

6. 原諒

7. 補償

8. 承諾

日本與中國的參與者兩兩成對，共同合作用具體的方式去探索道歉的動力，

並創作一個演出。每一對都用他們自己的身體為八個階段分別做出一個人體雕像，

並且呈現在團體面前。

當我分別念這八個步驟的標題時，每一組都用慢動作將整個道歉的過程依照

標題表演出那個階段的靜止影像。整個過程利用視覺上的影響讓每組的成員內化

整合何謂道歉。每個景象對參與者來說都彷彿是一個透視圖。

根據精神科醫師 Aaron Lazare (Lazare，2004)，由於屈辱是一種在沒有被公平

對待而被降低地位卻又無力抵抗的情況下所反映出來的一種情緒，所以道歉必須

至少要滿足一些被冒犯方的心理需求才可能成功以及被轉化。其中最重要的需求

就是自我尊重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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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關係當中，中國人必須要重新得到他們的自尊以面對在戰爭中巨大的

恥辱。他們必須要重拾失去的面子。經過這個四天的活動，中國的參與者表達了

他們對於自己高尚大國卻虛弱到被小小的日本接管的恥辱與羞愧。而日本右翼對

於這段歷史的否認也造成了他們沒有被看見的痛苦，引起了在中國社會當中對於

日本的憤怒，而這股憤怒埋藏在平靜之下仍然可以被感覺到，卻一直沒有被中國

的參與者在活動中表現出來，直到接下來社會劇的演出。

我在團體的前面擺放了兩張面對面的椅子，並跟大家簡介接下來的社會劇剛

如何進行：這張椅子代表的是一張中國人的面具，受了創傷並且憤怒著，一旦坐

在這張椅子上的人就要呈現出那個姿態，誓言要在二戰中保護中國。而一旦你站

或坐或跪在椅子的後面，你所代表的則是面具下那份受傷而脆弱的心情。如果你

可以為中國發聲，你會怎麼怎麼述說這份脆弱的心？你的感受是什麼？你又會從

日本人身上需要什麼？

而另外一張椅子代表的則是一張日本人的面具，受了傷並且憤怒著，它代表

著日本社會保護自己的聲音，一旦坐在這張椅子上的人要呈現的是生氣，防禦和

否認，拒絕承擔你的軍隊在二戰時於南京所做的任何行為。但是一旦你站或坐或

跪在椅子的後方，你所代表的是面具底下那份受傷而脆弱的心情，你會怎麼敘說

這份脆弱的心呢？你的感受是什麼呢？從中國人的身上你需要什麼呢？身為在二

戰中被委派這份暴行的日本軍人的後代自孫，你的情緒又是如何呢？

在我解釋如何進行這個社會劇之後，參與者開始輪流扮演他們國家的角色，

他們不僅僅為自己出聲，也為自己的國家出聲：

中國男人（坐在椅子上）：父親的罪過，報應會降臨在孩子的身上。日本！你必

須要接受你祖先們曾經犯下的錯誤，這就是你的命運和責任！

中國女人（坐在椅子上）：只有少數的日本牧師有勇氣向我們道歉！連德國人都

願意向他們的受難者們道歉，而竟然只有十分之一的日本政客願意道歉。他們是

如此的懦弱而無法理解中國的痛！

日本男人（在椅子後面）：我不願意在中國人的面前展現我的弱點，這是多麼的

丟臉。我需要這份盔甲保護我自己，我不想要接受我竟是如此的脆弱這個事實！

日本男人（坐在椅子上）：停止你的哀號，中國！你這個偽善者！看看你在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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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曾經殘害了多少的生命，你沒有立場對我們批判！

日本男人（坐在椅子上）：我們需要你，中國！現在我們在經濟上依靠著你，我

害怕再過一百年之後，我們會成為你的殖民地。你成長的太快了，你的憤怒在駕

馭著你！你現在太強了！

中國女人（坐在椅子上）：經濟就是一場戰爭！日本，你在哭些什麼？

Armand：我現在要把這兩張分別代表著兩個國家的椅子挪開，我希望你們現在

拿下這張面具直接對著彼此說話。為個人出聲，也為國家出聲。告訴對方你的心

在說些什麼。你感受到什麼？你又需要對方什麼？中國人！你想要你日本朋友對

你的道歉嗎？

二十個日本人與二十個中國人站在彼此的面前。

日本女人：我希望我們停止我們之間的戰爭！我希望日本可以停止傷害中國，承

認這個歷史上的事實就是這樣的悲痛。

中國女人：我們被瞧不起。我們是如此的丟臉。我們不僅僅被日本欺壓，也被其

他國家欺凌。這對我們來說是一股重擔。你難道希望我們看著這個被蒙羞的歷史，

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傷嗎？我不願意帶我的朋友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因為我不願

意他們像我一樣感到悲痛。我知道你們的天皇不再擁有實權，只是日本權位的象

徵，但是我相信你們的天皇能夠停止這段歷史的傷害。我希望他能夠來到中國，

來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來向受難者們道歉，這個舉動將可以療癒這兩個國家在歷

史上的創傷。

中國男人：我們不會默默的吞下我們的犧牲。我們希望你們看見事實，我也希望

其他的日本人也能夠看見。一旦他們看見了事實，我們之間的關係才能夠改變。

我們需要你們看見事實！

日本男人：這是一份很難接受的事實，但是我們願意看見它。

（好幾個日本人都闡述這樣的心情）

中國女人：我們希望你們能夠主動作些什麼

Armand：你希望他們能夠採取舉動？

中國女人：是的！

中國女人：我們不需要你們卑躬屈膝地道歉。我們需要的是你們能夠看見事實。

中國女人：我希望我們兩顆受傷的心可以互相融入彼此。

中國男人：我們希望日本政府可以代表人民為這個歷史的創傷作些什麼。當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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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軍隊來到我們的土地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插上日本的國旗，這裡並不是法國

或是德國，這裡是日本。你們的驕傲自大對我們來說是很沈重的傷害與羞辱。

日本女人：當你談到日本政府的時候，我感到很無力，我對國家的政治方針沒有

任何的權力。我可以看見你正在用你的心跟我們溝通，可以聽見你們壓抑的憤怒，

這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情感上的釋放，因為我們知道憤怒一直都存在著。我由衷的

感謝你們告訴我們這個事實。

日本男人：你們一直在說這是日本右翼不願意承擔這個責任。事實上，戰後有很

多的老師與學者都不願意承認這個事實，但是我們聽見你們，中國人。我們願意

面對並且承擔，請給我們你們的支持與鼓勵！

Armand：所以你們現在的意思是說你們希望中國的參與者能夠看見並請感謝你

們所做的改變？

幾個日本參與者：是的！

Armand：中國的參與者，你們願意與你們在場的日本朋友分享他們來到南京的

舉止對你們的改變嗎？

中國女人：我們的歷史是很沈重的，我希望在這個過程裡我們可以從你們的背上

減輕一點負擔。日本的人民，謝謝你們來到南京！你們的舉動對我們來說意義非

凡。請你們不要放棄！

中國女人：我知道你們必須要承擔來自日本右翼的許多壓力，我也知道在日本還

有其他人跟你們一樣對我們的這段歷史有所覺悟。我想要對你們，也對這些人至

上深深的敬意。

中國女人：我願意與你們共同創造一個美好的世界

Armand：這個過程很痛苦，但是也很必要。我們現在應該要做些什麼呢？

成員們在沈重的沉默中思考這個問題

中國女人：我想要與我這些日本的朋友們握手，因為我們都想要締造這個世界的

和平

中國男人：我想要跟他們一起朝向這個相同的目標

Armand：你們想要握手嗎？

中國女人：我想要擁抱我的日本朋友

Armand：想這麼作的人，你們現在可以與對方握手或者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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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接著一個，日本成員與中國成員彼此握手，大部分的成員也擁抱了彼此，

擦掉眼淚，並從剛剛的社會劇裡被分成兩個彼此對立族群的壓力中釋放來自日本

與中國的成員經歷了這個痛苦而又感人的過程，成員們學習到他們可以承受像這

樣與對方直接面對這個歷史的傷口，不但沒有傷害到原本建立起來的友誼，甚至

更加深遠也更堅定。在經歷過 HWH 這個社會劇的過程，成員們得以繞過雙方對

於“愛面子”的文化價值裡的禁忌。一個人該如何道歉卻仍然保有面子而不會讓

自己的家人，社會與國家蒙羞？這將會是在中日關係裡繼續要面臨的挑戰。然而，

在活動裡利用兩張椅子去代表中國與日本的面具的目的，是在讓雙方的成員都能

夠從集體文化的角度發聲，允許他們去更自由地發表想法與感受，當成員們從個

人的角度表露他們的感受時，不一定能夠像這樣直接而激發地表達他們的聲音。

＊＊＊＊＊＊＊＊＊＊＊＊

在這個簡短的文章中，我無法詳盡地描述這意義非凡的四天過程裡許多重要

的部份，我會將這些點滴收藏在我的心中，而它們將會更充實我將來面對類似這

樣彼此之間有衝突的團體。

我 想 要 感 謝 Dr. Kuniko Muramoto 對 紀 念 南 京 活 動 的 策 劃 和 Dr. Zhang 

Lianhong 第三次招待在南京師範大學的聚會。我也要感謝 Dr.Hara Murakawa 在

活動初始時候的帶領，基於他在近二十年前就針對調停中日關係的非凡見解，才

能造就在我們在南京的相遇。同時感謝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同事，在 WHW 裡

最常合作的帶領者，Aya Kasai，感謝你持續對於療癒亞洲歷史創傷的貢獻，和你

在日文 / 英文的翻譯，倘若沒有你的支持，我無法實踐我在日本與中國的工作。

還要感謝接下來的這位戲劇治療師和一人一故事劇場家，Eddie Yu，擔任此次活

動中文 / 英文的翻譯。並且在活動的第三天與 Kayo Munakata 共同帶領一人一故

事劇場的精美演出。來自日本的 Playback Theatre AZ 與來自中國的同聲同戲劇團

共同合作卓越地將日文與中文融入即興創作中，象徵著中日關係的合作與調和。

這些演員們能夠迅速同理彼此文化之間的能力，深化了 HWH 的過程，更是對

於“追念南京 2011”的活動成功貢獻良多。謝謝你們！同時感謝 Luo Cuicui 日文

/ 中文的翻譯，你將活動的過程細緻優雅地串連在一起。最後至上最高的感謝給

所有願意相信我們來參與活動的成員們，成為彼此國家在療癒歷史創傷這條路上

的先鋒。

- A.V., Nov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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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续·修复心理创伤与和解的历史性尝试：「记忆南京2011年」

的报告和课题（翻译）

村本邦子

立命馆大学

1. 引言

作为一个临床心理学家，从事对虐待、性暴力、DV 等妇女和儿童的暴力与

心理创伤研究工作，已经迎来 20 年多个岁月。预防活动也一直在并行工作着，

在我的工作延长线上，都是以民间性心理创伤，历史性心理创伤为主题的研究。

我对战争问题一直很关心，主要是由我个人意识中产生的，毫无疑问这些问题一

直影响着我的工作。

参阅过去的一些详细论文（村本，2004，2008，2009，2010），通过村川治

彦先生的于2007年7月、阿曼多·沃尔卡斯（Armand Volkas）先生和HWH（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愈合历史的伤口）相遇，然后又参加于 2007 年 11 月在南

京举行的「南京大屠杀７0 周年国际研讨会」。当时和南京师范大学张连洪老

师、学生们的相识。让我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主题，中日两国又试办了研讨会。于

2009 年 10 月「记忆南京 2009 年」和 2011 年 11 月「记忆南京 2011 年」举行了这

两次研讨会。本论文是 2011 年的总结报告。

本次研讨会得到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科学研究费基础（B）：以日中战后世

代为对象开发新的东亚型历史和平教育方案」的科研赞助而得以实现。作为带领

人的沃尔卡斯先生、翻译兼帮助是艾迪·尤先生和笠井綾女士，同时并得到中国

一人一故事剧团好友和日本一人一故事剧团 AZ 的支持，大家一起制定了更有发

展性的方案。此外还有村川晴彦先生（身体教育学），金丸雄一（中日关系史），

小田浩先生（文化人类学）都来此参与，真是一个跨多学科领域的研讨会。该研

讨会由日本政府补贴而实施，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详细数

据分析留给今后的工作，本论文的目的是记忆一下本次研讨会，把大致的概要和

目前的考察做一下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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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我们彼此纽带的连接和「进一步迈向和解」的进行

在 HWH 上，①打破禁忌和沉默；②相互不把对方看作是一个组织，而是

一个个独立的有故事的人；③让他们觉察自己在潜意识中可能变成加害者；④体

验什么是深深的痛苦；⑤表演、仪式、追悼等统一·表达和共同工作；⑥变换成

对社会的服务和创造性活动；这“和解的六个步骤”里。根据沃尔卡斯先生（2009

年）的 HWH 持续这个研讨会，譬如即使更换参加者，也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

使用 HWH 这个方法是第二次，如果包括 2007 年的国际会议的话，那么有的参

加成员已经是第三次了。包括我在内的中方日方的主办核心成员，都感到参加者

对日中这个具有连续性配合的研讨会的信赖已经超越了国境，人与人的相识加强

了友好纽带的衔接。

2009 年的研讨会中很鲜明地体现出这些，参加此研讨会的本身就是具有“打

破禁忌和沉默”。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只要决定参加此研讨会，这就是迈出

最初的第一步，这个阶梯就是彼此往来的一个过程。此外中国人和日本人彼此走

向阶梯的方式不同。但是只要能参加此研讨会，自然就会感觉到「彼此不是一个

团体，而是一个个独立的拥有故事和面孔的人」，并以此感觉来促进这个过程。

作为中国人参加这样的研讨会，需要接受正要正视过去日本人的存在的这个事实，

和总括不了日本这个民族群体的认识相关；而作为日本人带着一种内疚或恐惧来

访中国，受到的却是热情的款待，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虽然是很应该的，能面

对彼此并一起感觉不同的故事，这才能更上一层阶梯。此次来参加研讨会的人，

中国方面包括居住在香港和海外生活等具有多种多样背景的人，日本方面也包括

在日生活的外国人，参加者他们都亲身体会到中国对日本，这个二项对立的方法

捕捉不到的事实。

然而对于「自己内心中的加害者性」，似乎要求有个新的进展阶段。围绕着

南京大虐杀中国对日本的这个构造中，容易形成受害者对加害者的构造。在最初

的阶段里，这种受害者和加害者性很容易固定下来。日本方面，特别是男性与加

害者很容易认同，只有对此表达抵抗。日本女性把「自己内部的加害性」，放入

自己的内心里，直到感觉到「右翼的声音」时才开始。在 2011 年的此次研讨会中，

与中国男性共同分享时留下了这样两个小故事。一个是：留学美国的朋友志愿报

名去参加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故事，「在战场上如果不开枪，就会被射死。谁

在这种场合下都会做同样的事」，他很有讥讽性地去给予肯定。另一个是：「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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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了！谁都会根据情况做出这样的坏事，不只是日本人，如果是我也可能会那么

做」类似这样安慰的语言。这两个故事中都是人到了一种极端状态，谁都会有可

能成为一个残酷的加害者，这些言词已经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在这里双方共同往

哪个方向进行，这就成了个很大的课题。我个人的意见不是「所以没有办法」，

而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应该去做把自己逼向极限状态的事情」。

「深深的痛苦经历」，南京大虐杀这个事实，对于感情程度的理解深度是不

可缺少的。但参加者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小故事，特别是在倾听幸存者叙述时，

这种感觉会加深，那种具有象征性的追悼式似乎已达到顶峰。

「深深的痛苦」，是对受害者所经历的悲哀，也是对这样残酷加害性的悲哀，

看到了人类中有着类此残酷性罪恶时的悲哀等，是从好的角度中感觉到的悲哀。

根据纽带的加深和采用艺术表达的引导，加害者方面和受害者方面的子孙，此次

比上次要更相互接近了一步，打开了心扉。超越礼仪和谦逊，完成了向共同分享

述说真心话这个难题的挑战工作。表面上可以听见在中国人以及日本人声音的背

后，各自隐藏着受了伤的孩子的声音。这是采用沃尔卡斯先生的「中国椅子、日

本椅子」这个舞台设定，治疗专家的语言促进了表达。能用肉体感受到加害者方

面和受害者方面子孙们的哀悼和痛苦。这两把椅子实现了这种可能性，让日本人

坐在中国人的椅子上，让中国人坐在日本人的椅子上，用换位思考来促进自己自

身位置的相对化。

「表演、仪式、追悼等方式的整合、表达和共同工作」，使程序的最后整合

部分有所促进，「向社会服务和创造活动的变换」这个阶段，表达出对未来决心。

口译和笔译等积极地配合是这个项目的开始。今后通过岁月的流逝，期待着从参

加者中能论述出向和平活动承诺的报告论文。

3. 用艺术来帮助表达

HWH 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采用了戏剧 / 表达疗法的艺术方法。沃尔卡斯

先生说：“戏剧疗法有着娱乐的因素，娱乐作为在跨国文化斗争和解中具有许多

功能。在战争这个很深重的主题里，带入娱乐之心，成为继承集体心理创伤的解

毒剂的同时，帮助引出了参加者「儿童时」的自我状态，「恢复了孩子们接受家

长爱护的权利」有一部分被开放，对孩子们挽回了失去的纯真有很大帮助。还有

从心理创伤的印象、记忆、继承下来的集团心理创伤信息中孕育出艺术和社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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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克服心理创伤最强有力的方法 ( 沃尔卡斯，2010)。

关于戏剧 / 表达疗法的有效性，在上次研讨会就有很多参加者谈到。通过超

越戏剧和艺术，用身体和作品的形式来表达，用共同拥有去促进升华。通过我自

身的体验，把历史的心理创伤不是作为抽象的普通论，而是作为极个人的东西被

理解了，通过动作发散能量，也许能够从历史的心理创伤中避开了二次受伤。

特别此次通过连续两次「中国椅子、日本椅子」的互换，把这两把椅子放在

相对的位置上，由于把椅子表面（社会上的面孔表面上的声音）和背面（容易受

伤的孩子的声音）分开使用，而相互明确了各自的立场差异，双方都能够同时表

达出多种多样的声音。如此这样的舞台设定，传播的不是个人的声音，而成为多

音的安全的表达声音的装置。

此次研讨会采用了故事剧场。关于故事剧场的介绍请参照村本（2009），以

指挥者（主持角色）引导的形式，其中参加者里 1 个人作为叙述人，把自己的亲

身体验介绍大家，这样就成为参加者全体人员共有的一种结构。得到中国的一人

一故事剧团好友和日本的一人一故事剧团 AZ 的协力，剧团团员参加了为期 4 天

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中完成了通过使用一人一故事剧场这个方法，完成了 40 人

为一个大组的研讨会会。由于带有充分娱乐性的后援参加者的存在，使参加者的

表达幅度得到了扩大。

第 3 天的夜晚，一人一故事剧场公开了演出。HWH 的最后的阶段是「向社

会服务和创造活动的改变」，由于少数研究者的参加，使得他们成为沟通感情的

带头人，并且以仪式和表演这种形式来进行的公共活动，其影响效果波及到整个

社会。重新体会到了艺术成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很多参加者彼此不

相知，但是在沃尔卡斯先生的指挥下顺利完成了中日剧团团员的初次共演。结束

了第一天的研讨会之后，不能忘记他们每晚都此热情重复彩排的景象。在专业协

助者的帮助下这种超越国界的活动，实在让我觉得此次研讨会活动比预想的感动

要大得多。

4. 遥远的战争和当今的战争

在第三天晚上进行的「记忆南京 2011 年；日中一人一故事剧场共同演出」，

从中挑选 4 个故事来分享。结果是三个世代的故事，都没有把南京大屠杀作为故

事情节。这个 HWH 研讨会的整个流程，到此为止都设定是一个世代一个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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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经过三天的活动，此次研讨会到这里终于演出了以三代为主角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表达出来的是超越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关系，相爱的一对恋人，以留

学和经济交流的形式，使他们成为了永远分不开的亲密关系。虽然在那个狭窄的

彷徨、沮丧、犹豫中，这两个年轻人决定携手共同走向明天。「时代不同了」「世

代的更新」使我们受到了莫大的感动，让我再一次去深思如果在今后把南京作为

我们的记忆继承下去。

研讨会的第一天，比起「亲耳听过战争故事的人」群体来说，「没听过的人」

的年轻人比我预想的要多。往往认为没有听过故事的日本年轻人很多，但这次发

现在中国年轻人当中也有许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次参加研讨会的大多

是南京周边出生长大的或是作为大学生在南京生活的人，这次包括从远方来的有

着完全不同背景的，也有「对南京大屠杀不太了解的」中国人。在追悼仪式上偶

遇一个中国年轻人，在我的询问下他回答说「对战争不太知道」，他明年想去日

本学习。我们交谈了一会之后，接着是「中国人小组来进行追悼仪式」，那个年

轻人随着声音做出了某种反射性反应，他立刻加入了中国人的行列。

2007、2009、2011 年，南京研讨会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我们有机会亲耳听

到幸存者的故事，眼看着那些奇迹般活下来的人，这个体验比想像的还要强烈。

能亲身体验这种存在，在大屠杀博物馆和书本上代替不了这种强大力量的体验。

此外，作为日本战争幸存者叙述战争是自己的一个使命，那种宽大能够很和善地

引导参加者们鼓起勇气去面对黑暗。但是在阴暗的背后，应该有不计其数的幸存

者永远不想去面对日本人。可悲的是幸存者的人数在年年减少，我们的研讨会就

是在他们的支持下而得以举行的，为了和平如果能够再持续五年、十年、二十年，

那么那个时候研讨会会发生如何的变化呢？

如上所述，参加者听朋友说参加了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时都感到有些触目惊

心。当然望远世界，好多地方都存在着冲突和战争。这意味着许多青年都被动员

到战场（实际上许多幼小的孩子们也被动员到战场上），但好像还是有一种在遥

远的地方发生的感觉。至少从来没听说过，日本留学生自愿参加美国发起的战争，

这也许仅仅是我们缺乏想象力。通过举办三次研讨会的交流，对我来说，我很喜

爱来参会的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但是当听到「在战场上如果不开枪，就会被射死」

这样的言谈，或是当想像到自己的儿子在战场上拿着枪，仍然感到很震惊！

到今为止，「也许不只是南京」这样的意见受到批评，也许是有道理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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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人的一生中能够面对的事物是有限的，虽然南京是唯一绝对的存在，但它将

超越很多意义。不要把南京的记忆相对化，请把它放到一个很大的连接整体里去，

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5. 性别与战争

这次研讨会使我强烈感受到一个性别问题。通过「中国椅子、日本椅子」这

个活动，再一次听到了中国和日本的「男人」（比实际的男人更加「男性化」，

或者应该称为「属于男性分类的人」）的声音。例如，作为中国方面的「你们是

不已经准备好了随时进攻和侵占我们的国家？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国

家必须富强起来」。「我们永远忘不了过去痛苦的历史，我们近代不只是受到日

本，也受到别的国家的侵犯。类似这样痛苦的历史要我们反复面对，反复受到伤

害？」，「觉得这是一种侮辱。虽然最近中国和日本经济地位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但即使这样还是不够的」。然后在追悼仪式上，中国小组都举拳头发起誓来，无

论怎么解释这是一种生活习惯，但还是令人感觉震惊的场面。

事实上，于 2011 年 8 月在苏州举行的「第三届表达性心理治疗   国际学术研

讨会」，我和笠井綾女士还有 200 名参加者举办了 HWH 的工作坊。当时在那个

群组里，一个中国男性呼吁「大家想过没有，为何三十万中国人连反抗都不想就

被杀掉？！」另外一位中国男性又发起号令「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必须得强大起

来！」，于是很多中国人都聚集在一起围成了一个圈。其他群组的人，虽然不懂

语言，但是被他们的声音中包含着的沮丧、怨恨、痛苦和悲那种感情的力量所压

倒。本学会会长山中康裕先生在学会的闭幕式上时讲话：「同中国相比日本是一

个没有资源的小国，和中国的国土面积、人口、经济日本是无法相比的。但是你

们已经足够很强大了。还有必要比现在更强大吗？今后请多和善些」。在那个学

会上，中国的男性是如何去倾听这位日本智慧丰富男性长辈的讲话的呢？我们不

得而知，这个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日本方面的声音非常相似。从椅子的外面「在干什么？这些都是以前发生的

事情，怎么去道歉？和我们毫无关系。我们虽然战争失败，输给了美国，但没输

给中国。我们取得了经济的成功，你们不也富强起来了吗？」。从椅子背面「不

想被人看见的拼命用盔甲去隐藏弱点，任何事情都不想接受。当然更不想接受现

实。不希望自己的脆弱被人发现，被人利用，被人歧视。自己真正的弱点不想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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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看见」。「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中国。即使是日本制造的产品，很多都是

在中国生产的。食品如果不从中国进口名我们甚至都无法生存下去。中国一定知

道这些事实，所以才给我们施加压力的。再过 100 年，日本可能会成为中国殖民

地，好可怕」。

这把椅子正面声音变成了这样：「你们在经济上是战胜不了日本的，所以你

们流泪。，你们在用如此肮脏的手段来讽刺我们日本。现在的经济才是所谓的战

场呢！你们在用我们的技术，使用着我们的所有的技术使你们的经济发展起来。

正因为你们害怕，所以你们在说谎！」「别不知好歹，一边在说自己是受害者，

一边在接连不断地制造航空母舰。好像是在失火现场用谎言来应付似的。南海不

是要占为己有吗？南沙群岛不也是吗？你们在扩大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也要制

造核武器」。

日中双方都用这种强硬的态度，其实背后都隐藏着很多容易受伤的姿态。我

自己对中国和日本的构造持有不同的见解，男性女性的构造上也有这种实感。这

时想起研讨会上的故事剧场里「和蔼可亲的祖父的回忆」，「男人」为了保护子孙、

妻子、父母，为了保护自己宝贵的东西，击败、驳倒对手、抓住他的致命伤是最

有效的手段。「南京大虐杀」用英文短语表示是「The Rape of Nanking」，为什

么用这样的词汇来表示呢？它意味着战争中的强奸和「慰安妇」的问题。女性寻

求男性的保护，渴求的越强烈，男人就越不能从这个强烈的剧本中摆脱出来。战

争是男人去做的，可在背后教唆的是女人。我不知不觉地走向日本的椅子，「没

必要变得那么强，不用那么保护我们，你们没必要勉强自己去努力。首先，对犯

下的罪行让我们好好地去道歉，然后让我们一起思考如何去解决将来的问题」，

我心里有一种冲动真想跑到他们跟前去诉说这些。

2007 年国际会议是在老年人的号召下举办的。在追悼会上自己的祖先对中

国人犯下的罪行感到很遗憾，向受害者谢罪。在我心里的一个角落中看到日本男

性流泪道歉的身影，就好像体验到了作为女人心灵上的安慰。

作为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听到了好多被强奸被虐待的妇女和儿童的经历，多

次体会到女性如此受到伤害。在 2009 年的研讨会上，除了我们自己带去的日本

学生以外，没有看到日本人的身影。带领这样的日本人小组，虽说没有办法，说

心里话感到又很遗憾又孤寂。在做完用雕塑中国人女性被强奸的练习之后，我们

相互拥抱着哭了起来。越过日中之墙，感到同是女性才有的相连接的那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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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在东京举行「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是跨越国界妇女的连接，审判由

于日本军「从军慰安妇」制度。在这里也存在和有分类的男人」战斗的一些男人。

军队的程序，利用性差别和种族差别等所有歧视权利，促使士兵暴力的高涨，非

人化的行为。实际上这次研讨会只是由男人或女人来举行是不成立的。正因为如

此我有希望这次研讨会多由几位男性来参加。

6. 无助和行动

此研讨会的关键词之一是「无助感」，特别是日本方面表达出对政府和右翼

的无力感，对此中国方面也感到很焦虑。「想做些什么，但能做的事情又很少，

感到沮丧而流泪」；「如果行就好，但是还是觉得不行」；「我真想作为日本人

的代表向中国道歉，但是连这个都做不到」；「作为日本人真是很懊恼。提起日

本政府，真是感到无能为力。怎么努力都感到无力」等。面对日本方面的失落感，

中国方面：「即使你们来道歉，日本这个国家也没有任何改变。因为你们不想改

变自己的国家。如果想向我们道歉，首先改变自己的国家吧」；「日本真是改变

不了吗？想一想在这里的长辈们叙说的残酷现实吧。中国有句古老谚语就是「父

之罪，子去偿」，你们祖先所犯下的罪行，你们必须得接受。这是你们的命运。

你们的祖先在中国做了什么 ? 做了多么残酷的事情？作为人永远不能做的那么残

酷的事，你们是否知道这个事实？」。这样的词语就好像在发泄着什么。

之后，日本方面「在日本国内右翼舆论虽然很明显，很多都还是教育者或是

研究员。但是他们当中也有因为讨厌中国而中途放弃的。我们之间如果有可以妥

协的地方就请妥协吧，恳求你们援助我们」流露出这样的话语。「请相信中国方

面，有的也想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们不是要逃避历史。中国人对于日本人放

弃道歉这个形式感到很憋气，在此，祈望日中双方一定要放下这个重担，千万不

要放弃」的鼓励的言辞。我们的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目前双方需要什么」，在

沃尔卡斯先生带领下逐渐地「同步走向同一个地方」。在中国方面的建议下，大

家互相握手热烈的拥抱，参加者们沉浸在短暂的亲密感和衔接的纽带中，迎来了

研讨会的闭幕。

此次的研讨会使得我们在无力中感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并看到了参加者们

决心从自我的行动开始。虽然是 HWH 的最后的阶段「社会服务和向创造活动

的转换」，也许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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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一性

最后我想提一下同一性这个词。在 HWH 中包含着关于同一性的活动，在

别人面前说一说「我是○○○，哪国人」，试着看看你感觉到了什么？如果让日

本人中国人尝试说一下出生地或者出身国，可能会有人感到很尴尬。在接受了对

方的出身国之后，如果再进一步询问对方的出身地的话，最终会感觉到什么呢？

所谓的同一性就是让我们去思考是什么？作为引言，下面让我介绍一下沃尔卡斯

先生的例子：

「我是阿曼多·沃尔卡斯，是一个犹太人。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们有何印

象？我即使在自己的国家也感觉自己就好像是一个目标，但是在这个国家里我感

觉自己就好像是一张白纸。

我是阿曼多·沃尔卡斯，是一个美国人。这让我感觉更为复杂。我认为美国

在世界各地采取的行动，让人感到很耻辱。

我是阿曼多·沃尔卡斯，是一个法国人，出生在法国，有法国人的公民权。

我感觉到美国电视节目像洪水一样泛滥，让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法国人」。

对于在美国生活有不同背景的人来说，「我是○○人」是比较熟悉的句子，

他们可以把这样的句子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同一性而毫无抵抗地去接受。相反在现

实中即使包括不同背景的人，他们仿佛就没有那种意识，比如说对生活在自己国

家的日本人来说，他们不很习惯「我是日本人」这样的表达方式，听到时首先是

一种困惑的感觉。对「日本人的同一性」这种表达方式恐怕右翼之间他们行得通。

在此，我想介绍自己的感受。在 2007 年初次到南京时，我曾经犹豫过把我

自身和自己的国家放在什么位置为好。日本文化中我喜欢的部分很多，同时对日

本政府和日本也持有反抗和批评的态度，我就好像一直在保持一定距离而眺望着。

如果我接受不了日本这个国家和日本人的同一性的话，那么我就不可能诚恳地对

中国人说「很抱歉」。但我的变化是当我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到在一堆裸

体女人旁边的容光焕发日本年轻士兵的照片时，这如果是「我的父亲，我的祖父

或曾祖父，他们回到被野火烧尽的日本，他们在战后重建家园，然后我们出生在

那里成长在那里」，当我意识到这些时，那块土壤生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长大

成人。我毫无疑问地在那一瞬间接受了作为日本人的这个事实，那时作为加害者

的羞耻、悲痛、愤怒就好像在胸部里开通了一条路，让我觉得作为日本人一定要

向中国人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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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加 2009 年的研讨会，第一次有了日本人同一性的参加者，他们作为

日本人肩负起了自己的责任。「过去战争中犯下的罪行，不只是过去，还有痛苦

在战争伤痕中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对于那样的痛苦，我们要勇敢面对和

正视」，我觉得「肩负责任」并不可怕，「要踏实地好好地生活在今天的这个世

界里」。

这里围绕着徐京植（2000）「作为日本人的责任」的论争进行整理和介绍一

下。徐先生说：把「靖国派」等有右派国民观的人放到右侧，（这是「本质主义

的国民观」），把国家国民论（非）的国民观放到左侧，（这是「构成主义的国

民观」）设定一个横向轴。只有这个横向轴是整理不了杂乱的责任论的，在此「作

为日本人的责任」是承认接受，还是否认或者拒绝放到竖轴上（见附图）。

承认、接受「作为日本人的责任」

不承认、不接受「作为日本人的责任」
（徐 , 2000,p.249）

A

B

C

D

构成主义的国民观 本质主意义的国民观

D 是代表「靖国派」的右派，是极右派势力。作为「自由主义史观」的小组

和小林义则的群体位置，C 一方面是从实用主义的观点为限定承认道歉和补偿的

同时有必要肯定民族主义的「国际标准·民族主义」，加藤典洋等能赋予这个位

置。B是从构成主义的立场开始的国民国家批判论，把国家相对化地被陷入在(到)

没有责任论，以上野千鹤子他们为代表。而作为我们的目标是 A。

沃尔卡斯(2009)把HWH的目标之一指定为「拆卸同一性文化·同一性国家」。

因为不少日本人，「没认识到文化同一性·国家同一性」在拆卸之前，首先要把

它构成起来。以国家单位变动国际政治，除了亡命者和难民，任何人只要属于自

己国家的话谁都逃脱不了责任。并且，没能经过「文化同一性·国家同一性」的

认识和拆卸的训练，如果无意识地停留下来的话，有任何诱因而呈现出强烈的民

族主义这样的情况也不会惊奇的。此次研讨会通过两把椅子对同一性进行认识，

得以每个人都倾听着，发生反复解体和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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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有机会听了精神分析家埃尔曼先生的「记忆起童年时战争德国人」的

讲演，他说：「在日本能用德语，即是歌德，康德，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普朗

克用过的语言来做讲演。对我来说感到特别的光荣。德语是 20 世纪最大的政治

罪犯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使用的语言，一定给听者某些窘困的感觉」。以这

样的开场白来开始自己的讲演，日本人当中也会有吗？埃尔曼先生是出生在波兰

的德国人，作为德国人受过德军的迫害。他用「我不是德国人也不是德国国民」，

而是一个「会说德语的人」来总括和规定自己的同一性，对这样的表达方式实感

兴趣。

8. 结束语

本稿不是十分充分的，回顾此次研讨会，面向今后会显现出各种各样的课题。

至今还没能解决的最大问题是要定义一下我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此次研讨会的

标题是，「记忆南京 2011 年由战争引起的心理创伤，探索世代之间的连锁和修

复和解的可能性」。这仅仅是暂定的课题标题。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和平教育或者

心理疗法？我们的工作目标是超越历史，教育，心理，艺术等范畴的工作，还没

有正式最后命名。

2009 年，提出了翻译和谁来做带领人的这个问题。有关翻译适宜地使用了

同声翻译，这样改善了好多。有关带领人的这个工作，让沃尔卡斯先生担任的同

时又得到剧团团员的合作。为了尽可能让中日协动进行，我们又做了好多工作。

以第三者立场沃尔卡斯先生的存在具有很深的意义，为了以这个方式的活动得到

今后的继续扩大，培养新的带领人是不可缺少的。

2012 年 4 月有关人员将汇集于京都，我们将一起整理课题。为了能找到今

后的方向性，我们将探讨再次召开国际研讨论会。正如此研讨会在同心协力的情

况下得以实现，我们同样也期盼着今后的研究与和平活动是超越国境的，在相互

衔接中得到更好的实现。

文献：

徐京植 (2000) 『作为日本人的责任』再次考虑―被彻底考虑的意图的懈

怠

『加害的精神结构和战争责任』绿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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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本邦子 (2004) 「战争与创伤―传述同历史的形成」『妇女的生活周期  第

14 号』

村本邦子 (2008) 「通过家庭传述―战争与心理创伤」『妇女的生活周期  第

18 号』

村本邦子 (2009) 「用身心来考虑历史”HWH: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通

过用历史愈合伤口）―」『妇女的生活周期  第 19 号』

村本邦子 (2010) 「根据战争的加害心理创伤世代之间连锁和尝试修复和解」

『根据战争的加害心理创伤世代之间连锁和尝试修复和解

的可能性―国际研讨会「记忆南京 2009」的记录』

http://www.ritsumeihuman.com/hsrc/resource/19/open_research19.html

沃尔卡斯 A.（2009） 从我的会话中

沃尔卡斯 A.（2010） 「南京的悲剧共同面对南京历史的中日文化」『根据战争

的加害创伤世代之间连锁和尝试修复和解的可能性―国际

研讨会「记忆南京 2009」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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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为南京「和解」―架起历史深渊之桥（翻译）

小田博志

北海道大学副教授

衷心地感谢村本邦子女士给我这个参加于 2011 年 10 月，在南京举行的研讨

会的机会。也向胸怀宽广地来迎接我们日本一行的张连红教授和为我们提供这个

相遇机会的沃尔卡斯先生表示由衷的致谢。在此把我个人参加此研讨会的经由，

对研讨会的感想和以及 4 天的南京之行的所感总结出来，愿本文能为促进日中和

平做些贡献，为此实感幸运。

绕道而行的中国之旅

平山顶事件油然浮现于脑海中

也许此行能让我踏上曾经肩负着日中战争的这块土地，成为正视日本关东军

在中国的野蛮行为的开端（同许多日本人一样）。

在 2009 年的第一学期，我请了半年的研究假，去了柏林并居住在那里。我

的主要研究题目是有关德国历史战争和解和民众的阶层运动。具体是把活动的中

心设置在柏林的基督教系的一个团体组织「和平行动·补偿的象征·为和平而奉

献（Aktion Sühnezeichen Friedensdienste）」作为调查的对象。这个团体是 1958

年在罗达·库拉西这个人的号召下设立的。当时因没能禁止纳粹党的非法行为，

所以德国国民一直在这种罪过的意识里承受着煎熬，他们便为遭到破害的人而建

起「补偿的象征」。这个团体是以奉献活动为目的。现今每年约 180 人为长期志

愿者，他们被派遣到 10 多个国家，并且每年夏天在各地都举办着夏令营活动。

我参加了为期两周的在捷克得勒记强制收容所遗址举行的夏令营。其中共同

野外调查是在捷克得勒记近郊的里德此这个村庄进行的。确切地说那个村庄是战

争的遗迹。捷克从 1939 年起被德国纳粹党所占领，当时的那个副总督海东力西

于 1942 年在布拉格被暗杀，他因与执行犯有关被判成冤罪在里德此村被杀害，

此事件是在希特勒的指使下执行的。居民大部分（约 500 个）都被虐杀，一些建

筑物也都摧毁。整个村落也全消失。如今此处既是痛诉德国纳粹党野蛮行为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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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也是追悼居民牺牲的地方。人们在这里建起了纪念馆。当时和夏令营的成员一

同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我，不由得想起了「在中国也有同样真实的事件发生过」，

那个地方就是平顶山。

平顶山是一个村庄的名字。我在 2010 年 3 月去过那里。从东北辽宁省的省

会沈阳向东大约坐 1 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就到了抚顺。那里因拥有巨大的露天煤

矿而闻名。因此日本关东军极力想占领这块土地。于 1931 年 9 月 18 在沈阳近郊

发动了柳条湖事件。第二年，又建立了所谓的「满州国」这个傀儡国家。抚顺煤

矿对日本来说是很重要的煤炭供给源。柳条湖事件的第二年，当地敌视关东军的

势力袭击了抚顺煤矿。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发生此事是非常痛心疾首的。在寻

找犯人的过程中，关东军怀疑这与离煤矿最近的村落平山顶的抵抗势力有关。

1932 年 9 月 16 日关东军把平山顶山的居民都集中到一个地方，为了警戒关东军

实行大屠杀。更残忍的是把还活着的人用枪和剑胡乱刺杀。据说第二天，把堆积

成山的尸体倒上重油烧掉。用炸药摧毁虐杀现场的悬崖，然后把尸体埋起来。据

说牺牲总数为 3000 个人 ( 平山顶山事件诉讼辩护群团 2008)。奇迹般地幸存下来

的几个原住民，战后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判决虽然承认了集团大屠

杀的这个事实却拒绝所索赔。平顶山大屠杀事件可以称为是「亚洲的里德此」。

因比里德此居民虐杀事件早发生了10年，所以倒不如说里德此是「欧洲的平顶山」

比较恰当。

平顶山事件牺牲者的遗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发掘。1972 年建起了「平

山顶殉难同胞遗骨馆」，把当时发掘出来的遗骨，原封不动地展示在那里。现在

作为历史写照平顶山事件的博物馆附设「平頂山惨案遺址紀念館」。在我访问那

里时，还设置了日语翻译。

本文作为南京事件的研究报告，用如此长的篇幅来描述平顶山事件，这是因

在南京事件之前，日本已有侵略中国的历史。为了更好地正视南京大屠杀事件而

写的。因平顶山事件是在日中战争开始 5 年前发生的。战后约 1000 个关东兵被

收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们自身也认识到所犯的罪行。在东北哈尔滨罪恶滔天

的细菌，毒瓦斯兵器的开发，人体实验等臭名昭著的 731 部队遗迹，至今现存，

那里现今作为博物馆也可供大家参观。

就这样经由欧洲绕道而行，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中国人惨遭日本军加害的遗迹。

我对于历史没有任何认识，就直接踏上中国土地的很多日本年轻学生，实感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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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恐怕像我这样的日本人也并不少。这也许是构造性的问题吧。或许日中两国

相隔的墙壁太高或许记忆的长河太深。所以为此我想我必须在这块土地上架起一

座桥梁。我所经历过的就是意味着这些，一定亲自去那里和跟当地人相互交流，

我期望参加这次的南京研讨会。

在南京的 4天

第一天上午，张教授同时进行了关于南京案件的讲习和故事剧场。那时给我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的是听到了一个学生的所感：「对自己的祖母和关东兵有种非

常矛盾的心里」据说战争时关东军给过这个学生祖母的糖果。但是祖母的父亲(这

名学生的曾祖父 ) 又被别的关东兵给残杀。对日本兵的并不是单一的仇恨感情。

类似这样的所见所闻不去现场是体会不到的。

第二天的上午访问了幸存者夏淑琴。夏女士她 8 岁时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

父母和祖父母以及 3 个的兄弟都被日本兵给杀害，母亲和姐姐被日本兵强奸。她

自己又被枪和剑等刺得遍体鳞伤，最后和年幼的妹妹一起在家忍受了 14 天之后

被救援。夏女士痛诉着：“哭啊哭啊直到哭得眼睛都看不见为止。”“「伤口很大，

至今有时还感觉到疼痛。”对此有个日本著述家出版了一本叫「谎言」的书。夏

女士对此气愤至极，向南京以及东京法院提出名誉损坏诉讼。东京地方法院对夏

女士的诉讼给予承认，并因被告的上诉被最高法院拒绝，所以夏女士得以胜诉。

来南京之前，有关夏女士以及她个人的一些事情我真是一无所知，感到无比羞悔。

她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民众」分开对待，她说：“你们是无辜的。”( 对参加

这个研讨会的人 ) 那时我们感到十分欣慰。夏女士是如何改变自己的想法的呢？

也许在通过在日本诉讼判决时，感受到很多日本的声援者的温暖了吧？也许这才

是修复彼此关系的一把好钥匙，我想去详细地向她询问一下。

能够在这此开研讨会，协助人沃尔卡斯先生的存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正因

为他在，大家才放下心，开诚布公地把话说出来。正如和平学者约翰·伽如道古

先生所言  彼此和解一定需要「中介人」。沃尔卡斯先生正是最好的人选。

第三天，感觉看到了故事剧场的真正价值。有许多来参加的日本人，都变成

了被控诉战争的对象，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压抑感。其他的日本学生想起自己慈祥

的祖父，作为志愿军去参加战争，不由得和祖父之间产生一种困惑和动摇的感情，

这种感情气氛比故事剧场增大了许多，从战场上活下来的人把真实的记录告诉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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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感到一种成就感，此时才认识到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才能真正促进和解才

是。沃尔卡斯先生用「相互人性化」的来表达。就是面对面，把所有能诉说出来

的都倾诉出来，这是切实可行的。这个研讨会也体现了这些，事剧场也能促进人

性化，能起到一个非常独特的作用。

最后一天，大家在扬子江沿岸的燕子矶公园的「遇难同胞纪念石碑」前举行

了追悼仪式。这里是被日军追逼的中国人想远渡对岸，却牺牲的地方。现在这里

成了旅游景点，有很多中国人来此旅游。当日本人和中国人合成一组向纪念碑献

花时，有些入园人站在那里向我们寻问在做着什么呢？其中有个在学习日语，想

去日本九州留学的青年。因为我们的献花仪式使他们排成了相当长的队。虽然是

非正式的，但是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交流。

到了研讨会尾声时，让每个人都边带着回忆各自表达一下感想。我说：“我

们是座桥梁”，应多互相理解，就是多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换位思考。这 4 天，通

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尝试做了好多事。就好像已超越历史的深渊，架起了中日往来

的一座桥梁一样。

所虑之事 1∶「东亚」的独特性？

这个研讨会，是用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作为「把日中

战后世代作为研究对象，开发新东亚型历史·和平教育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召开的。其中目标之一是对沃尔卡斯先生「HWH（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

tory）」的理念，也许是考虑到东亚独特的条件，去修正、应用的。

所谓「东亚型」是什么，判断这个问题的本身不是简单的事情。「欧美崇尚

个人主义，东亚崇尚集体主义」这种类型论，其实毫无根据的，很死板的化刻板

印象（思维固定模式化）的。尝试所谓「个人主义 vs 集体主义」的背后个人主

义更现代的、先进的、然而集体主义仍然是社会的一个特征，后者像是为前者进

步而服务，暗藏着一张进步图。把这张图放在「近代西方」社会进步的最前端，

「西方」好似是自我意识中的一种幻想。应该有选择地去接受。「西方人」也有

集体主义的行动，「东洋人」也会出现个人行动主义行动。这个差异不是原则上

的问题，而是为了在情况里起到连贯作用的复杂的表达方式而已。

其他也有「这样的东亚特征在欧洲又会怎样」？「这样的日本文化与中国文

化有何不同」？各种框架已经普遍深入到每个人的思想意识里，令人感到困惑的



238

是，不只是对一般人而言，比如在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这些领域里也

蔓延着像刻板印象一样的学说。这样的思维模式与现实生活截然不同，在没有反

思的前提下，在当今的现实实行中行不通，恐怕也会有脱离现实的可能。

原本「东亚」是否有自己的独立单位？与其他有所不同，就连是否具有独特

性在此不很明确。「亚洲」就是原本「欧洲」所说的不是很方便的领域划分地区。

研讨会期间，一名中国参加者说「日本不承认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日本具有着

“耻辱的文化”所以也不谢罪」。所说的「日本耻辱文化」的这个观点也是典型

的千篇一律刻板印象。那个所言人，恐怕是读过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和刀』

的中文译版吧。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没有来过日本，只是战争时在美国国内

强制收容所里，他采访过日裔美国人，他通过日译英的一些书籍，把「日本文化」

等用固定的方式记述下来。那些最终不过是架空的建筑物。实际上对于「日本文

化」「日本人」的侧面记述也有很多不贴切的内容。当今的文化人类学家，指出

那些记述与日本文化有所不同，「日本文化」实质上是否存在，持有批判的意见。

总之，问题是「东亚实质上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日本兵的残酷暴行的背

景下，是否与日本文化有关」？「对此中国文化又是个什么样的文化」？我们并

不是要论述这些「要超越那些刻板印象，作为‘人’我们如何再重新相逢」，或

者「为此需要的又是什么」？这些才是重要的。

但是我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要具体分析来考虑一下已构成「东亚」历史

上的，地政学的要素的不同。最大的问题是，和欧洲不同的是东亚地区至今仍然

残留着冷战结构。社会不断地分割着，就是朝鲜半岛分割成北朝鲜和韩国的这个

事实。

现实东亚的形成不仅是在地理上的构成，除此以外还有美国和俄罗斯，特别

是美国于 1951 年急着与缔结圣弗兰西斯科和平条约，那时把日本战后的赔偿责

任在政治上弄得很暧昧。在东西冷战中日本把自己套进自营阵。至今美国仍因中

国和北朝鲜「安全保障上的威胁」等借口而相持不下。在日本和韩国不断地设置

军事基地。可以说这种分割已成为东亚战后和解的一个障碍。还要注意的是修复

友好关系和解的当事人限定于日中之间的话，会潜在还包括美国的宏观结构。

冷战构造不是绝对的墙壁。在欧洲，尽管有同样冷战后政治结构上的困难，

西德 ( 当时 ) 的年轻人往来于波兰，譬如作为史迹整备奥斯威辛集中营，然后在

那里建设了住宿、学习、交流设施「奥斯威辛青少年国际交流中心」。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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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虽然是微不足道的，我相信就是这一个个微小的活动因子才会形成一个无穷

的力量。

所虑之事 2∶同一性？

「同一性」是本次研讨会的关键词之一。当时只设定用一个国家的「国民」

的同一性这个词，分成 4 人一组进行讨论。有人说「我是中国人」还有人说「我

是日本人」，我说：“我是人，是 20 万年前出生在非的人”时，好多人都感到

很惊奇。为何同一性这种思想意识必须以一个国家的国民为单位呢？原本「同一

性」就像「食品的有限期」( 上野 2005) 一样过去的概念，必须一定有使用这种

概念的必然性吗？

我直率地阐明：我必须接受「构筑主义」的这种看法 ( 上野 2001)。我是「日

本人」我是「中国人」我是「男人」我是「女人」这个所谓的范畴，然后连接起

来被一种性质所固定。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种构筑主义我认为应当把它看作是

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地形成的一种概念。

这个地球上原本不存在国界。那是人随便划出来的。然后再把国境线内的人

圈起来，最后统一下内部的多样性，用来强调与外界的差异。因此国家这个结构

组织也就随之成立了。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的同一性（或许是「日本人」，或许

是「中国人」），不过就是作为一种概念而制定出来的。

我认为从构筑主义的立场，不是为了玩赏思考本身，而是为和平的需要而制

定的。以国家这个单位把人分成类，统合起来的这种想法也就是民族主义。通过

教育和媒体的宣传，国家的国民的「同一性」被渗透到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里，就

好像相信一个非常明了的哲理一样深信而不疑。这在民族主义历史起到了暴力性

的作用。相当于成为各国民众的总战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其次就是更惨不

忍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用心理创伤和罪恶的单位来维护国民，如此会可能把民族主义在叫做研讨会

这个微观的场面上会再生产。总而言之千万别陷入「民族主义」的这个圈套里」？

我感觉到好像这次研讨会是围绕着「( 中国 ) 国民和 ( 日本 ) 国民的和解」这个

故事构成办的。但是，用民族主义来驱使人们发动战争从根底上克服是，以国民

这个单位去分类，可以从思考或者「同一性」的这个框架本身中解脱出来吗？把

很明了的民主主义「同一性」作为前提，为了从此解脱出来，我们做的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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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的和平工作。

为了从「同一性」和刻板印象解脱出来，需要考虑一下如何被那些形式所镶

套上的？

此次研讨会，每个参加者自身谈论「同一性」这个问题，然后又把日中的这

两把椅子相互而立来互谈，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刻板印象的这个框架。可

是如果别的研讨会上，是没有机会让大家进一步去反思去挖掘刻板印象。为此我

反而觉到最后「日本人」「中国人」这个两元式的区别。正如上文那个学生所诉

的：“对日本兵和祖母那种困惑和动摇的感情一样”。人是生活在现实中，两元

化这个问题是难以阐述清楚的。解决两元化这个问题，汲取微小的力量去做多元

化的工作，又会如何呢？

这是个「继承心理创伤的世代」范围的问题。（这种心理创伤被继承到何时

呢？）原本在考虑「和解」的这个问题上，早已想定基本上的问题「谁与谁的和

解」。并且「谁来参加这个研讨会」，这些都作为相关的参加条件。如果即是「日

本人」也是「加害者」，那这些年轻人一定还要继承着祖辈和父辈们的「罪过」

吗？提起中国人，有多少人成为「中国人」「受害者」的子孙呢？在民族主义方

面上，国民有时被象征成「家族」这样的趋向。如果用「我们是加害者的子孙，

他们/她们是受害者的子孙」的观点看问题，是否能放入民族主义这个范围内呢？

某个民族完全都是「受害者」或者「加害者」是绝对不可能的。历史上发生

的事情，不应固定为某个特定的民族。一定要抓住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吗？曾

经是受害者的民族时也有可能为另外的一个时代的加害者。也需要人类从历史的

视点抵御这些问题。张教授第一天所陈述的就是要「从人类的视点来扑捉南京事

件」我也持有同样观点。并且在国际讨论会上「南京事件的记忆」（1999 年，

华盛顿大学）的加拿大布鲁克博士提出，「把过去人种·民族间的对立构造的虐

杀历史记录下来究竟有多大意义呢？日中战争中发生的事件，也应当做人类的问

题来考虑」我也有同样的想法（笠原 2002：293）。

我自身「作为一个日本人」想了解南京大虐杀的历史。因此不想从「日本人」

的这个单纯划分区域里逃脱出来。我是个生在日本，长在日本的「日本人」这是

千真万确的。同时我也知道肩负着一些政治责任。但是我的存在还原不了「日本

人」里，这也是确切的事实。

在研讨会上经常对「感情」作为一个焦点。从构筑主义的立场看，感情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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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上·政治上塑造而成。在这里回忆一下为何具有这种感情，内省工作是必

须的。需要具有形成反思感情的过程的这些才智。曾拥有犹太系的父母，在纳粹

党政权下从德国向巴勒斯坦逃跑的社会心理学家坦波路与纳粹党党员的子孙和

大屠杀生存者的子孙一起共同工作。在他们当中参加者，据说为了尝试他们的

命名，并非一定要使用「和解 reconciliatoin」这个词。用「回顾和相信 To Reflect 

and Trust」这个名称（Bar-On 2008：198-207）。在这个组织里，避开根据（「德

国人」「犹太人」）这些「集体同一性」的讨论，相互叙说个人的故事，就是在

接受对方。在此再反思一下要从集体同一性这个刻板印象（思维固定模式化）中

解脱出来，参加者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属性，而用「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

所虑之事 3∶伴随着面孔和姓名的记忆

亲临那块土地才体会到远远超过书面上记载的那些内容要生动得多。我由南

京返回日本后，身边的笠原十九衙门先生所编写的著作为主阅览了一番。于是比

以前更能顺畅地更具有实感地理解了好几个方面。

其中有本书是『南京事件和日本人』（笠原 2002）所叙述的是牺牲者的「面

孔和姓名能浮现出」这个地方的论述很重要。就是让我把遇到幸存者·夏淑琴女

士，谈起南京事件时，夏女士具体的面孔和姓名能浮现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在这里引用一下笠原先生的文章。

「至今日本人回顾南京大虐杀时是缺乏记忆牺牲者的「面孔和姓名」(p. 

249)

「我们所谓不知道受害者的名字和面孔，相反就是我们不想记忆起牺牲者曾

受到的悲伤和痛苦。」(p. 250)

「在日本把南京大虐杀数量问题过少地论述，重要的是，不是数量的问题而

是每个牺牲者都在南京过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时，有一天因日军的侵略和野蛮

行为失去了生命。据说在南京中国人的亲戚被杀害，女性被强奸，一想到每个人

承受着的痛苦，让我们必须想起牺牲者每个人的面孔和名字。」(p. 250)

我感到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指出。不仅是南京事件，历史上任何各大暴力事件，

回顾历史时常常是用抽象的概念和数字来解释的例子很多。「大屠杀 600 万人犹

太人成为了牺牲者」这个说法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所以类似这种暴力，如果只是

这些，这场屠杀只不过是「他人之事」。相反「如果自己遭遇上」，「如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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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人成为了牺牲者」这时会具体地深思考虑，牺牲者的痛苦会有同样感受。

在参加 2011 年 10 月末在广岛召开的日本和平学会的研究集会时，在酒店餐

厅看到「中国新闻」（2011 年 10 月 29 日 15 页）有这样的报道。在中国随军的

某原日本兵，自费出版了自己的战争加害体验（「面对自我历史 滨田的鹿田先

生自费出版」）。作者在这本书写道，在中国袭击村庄时，「父亲为了庇护患病

女儿，可又在她父亲眼前把那个孩子给杀害，把俘虏的人当做人体实验等毫无隐

藏地记录下来」。以前举行这样讲演时，本人要叙述曾犯下的残酷暴行，对自己

的儿女婚姻是否有影响，他们也有过很痛苦的时期。可是，那时「想起同样袒护

自己女儿的中国人的父亲，感到很愕然失措」据说从那以后，发誓证言活动作为

他的毕生事业。

这个人正是「自己和那个中国的父亲和立场调换」。这个小故事，意味着战

争和军队组织如何把他人当做「敌人」非人化，然后通过士兵在再那里做些非人

化行为。并且再把人从归于人性化可需要多大的力量啊！

总之，是否能感觉到「他人的疼痛」是抑制暴力和维护和平的根本上的重要

条件。但是根据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划分，人际关系被所分割，又会筑起「痛

觉的墙壁」。于是墙壁的外侧的人感觉不到疼痛而失去知觉。

要摧毁这面墙，正如笠原先生所言，用伴随着牺牲者具体的面孔和姓名的方

式来记录下来，应该用「记忆的人性化」去做。在南京的研讨会场上听到夏女士

的谈话，我更确信了应该这样做。然后再加入「感情移入 empathy」的工作里。

试着想像「如果夏女士是自己的祖母」。我想也能需要。体会到上述的原日本兵

所经历的同样过程。这个经过，阅读一下和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原日本兵的记录也

有同样的感受。自己（日本兵）想像到在战场上杀害的人，和自己一样都是同样

的人的时候，这也是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

本次研讨会的会场南京师范大学的地区，以前曾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

宣教师米妮沃特琳 (1886-1941) 曾任那里的教员。记录着南京女性受到日军性暴

力（沃特琳 1999）。沃特琳在书中写道：“南京所发生的，希望日本女性也应

有所知作为女性是不能容忍的”。他期待着在日本国内也应该引起反响。这是通

过男女社会性差别向他人的感情移入。把人性化做为一种记忆，为他人感情投入，

也许会有多种多样的渠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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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虑之事 4∶跨越其他现场来领会

要克服历史的分割，世界各地都在进行和解同和平工作。经验和智慧的积蓄

是庞大的。在那里不学是行不通的。我们的「同事」和「先辈」存在世界各地。

在这个研讨会上主要是用了艺术和心理疗法的方法。欧洲的「行动·补偿的象征·和

平奉献」，通过机能化的工作（建筑和对老龄人的关怀等）实现了和解。我在「擦

窗户」和「用耳朵来倾听」( 小田 2012) 的论文里介绍了一个真实的例子。这个

布拉格的事例是纳粹党支持者的孙子，访问犹太系的大屠杀生存者年迈人的家庭

时，就是用擦窗户这个具有实用性的工作发挥了巨大意义的。同上所述，去从事

补偿的象征的志愿者们，在邻接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痕迹那里，建设起国际交

流中心。这里作为学习、住宿的地方，现成为「和平的基础设施」被许多人可使

用。像这样多种渠道上去和解。对于解决南京问题，尝试开拓日中关系，我们会

有好多好多路径去思考。

希望∶不仅都是心理创伤还要有和平的记忆

想着和平，不知不觉话题转换成了战争。我们的讨论往往都会向如此倾向发

展的。为了再不发动战争，把战争悲惨性作为个焦点，留在记忆中是有必要的。

但是如果维持和平，没必要再向悲惨战争迂回，和平它本身就是我们的焦点，一

定要铭记在我们的内心的世界。然后朝着那个方向前进。但是，可以怀疑「和平

的存在」。不可能像绘画中描写的那样完整无缺，那样的和平是不存在的。但是，

让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即使在最激烈战争中时也存在着和平。就像黑暗中的阳光

一样，应该从阳光中寻找焦点，汲取知识，然后变得更强大，这才是接近和平，

光明的方法。

政治学者玛丽 卡如分析冷战后发生的南斯拉夫内战和卢旺达的种族灭绝等，

就是所谓的「新的战争」的『新战争论』。非常深远有趣地指出在「所有的「新

的战争」里，可以发现由于排外主义对抗战争的人民和地区。譬如称呼自己为胡

图族，在自己的地区大量虐杀里保护图西族和胡图族的人们，特别是在萨拉热窝

和波士尼亚等图兹拉这样的城市，人们都是没有特定民族集体所属的，和一些置

身于和平解决的索马里兰的长辈们，他们都是为了要彻底保护市民性的多文化主

义的价值观」（卡尔多—2003：14-15）。在凄惨的旧南斯拉夫，卢旺达，索马

里等的武力纠纷进行中，也确实有不加入战争维护和平的人，但是他们是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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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如何做才与他们一样。为了给未来带来更大希望，从那里我们应该得到

更多有的学习的。类似这样的记忆，都是为了促进和平的丰富资源。把历史中积

极的侧面作为焦点，我希望正是在这个研讨会上可汲取的宝贵经验。

在南京事件中，有「良心的日本人官兵」，也正是在现场遇到的约翰·玛吉

美国宣教师们记录了这些（笠原 2005：338-344）。为此可以想起日本兵吧？他

们最终还是少数派，这也是很例外的存在。如果有多数派，南京事件本身也会阻

止不会发生。虽说有良心的日本人兵存在，其他的士兵所犯下的残酷罪行也免不

了赎罪的。提起「良心性」，原本他们也支持过侵略中国。但是一般人被列入为

人道主义犯罪的情形时，即使存在少数犹豫不定的人，这岂不是还具有一定的意

义的吗？他们为何能做那样，也有必要去探讨一下吗？对于南京事件，把一些有

良心的日本兵的存在说成是「和平的回顾」这也是过大的评价。不光是有心理创

伤的回顾，而且类此侧面回顾，给我们――有极限的――给人性化也带来了希望。

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不仅是侵略和战争，如果追溯到约 20 万年前，我们的祖

先是同样在非洲诞生的数千个智人的（奥本海默 2007）。少数的祖先从非洲出来，

分散到世界各地。那里的后裔们偶然分手，分别住在日本和中国，随着时代的延

续，倭国和日本，接着又有隋·唐朝的差异变迁。中国作为先进地区，日本人不

顾安危去那里留学。相反中国孙文和周恩来等来日本，学习一些明治维新以后的

日本情况。

历史持续向前，周恩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容约一千名

日本兵宽大以待，给予他们反思和赎罪的时间。那些日本兵 6 年后，回到日本，

结成「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一直活动于他们加害行为的证言中，用直接加害的

行为来反思自己，他们的活动是自发性的。这在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伴随着老

龄化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在解散的同时，年轻的世代又结成了「继承抚顺的

奇特迹会」。

战后在中国「居住」的普通日本人他们回国后，组成了「ABC 企划委员会」

市民团体，在日本启发了哈尔滨的七三一部队的罪行和日军的遗弃化学武器的问

题(相马1997)运动。以南京事件为题材作合唱曲，有个日本小学老师组织合唱团，

一直在唱着这首歌。这个「紫金草合唱团」完成了在南京的公演，通过民间艺术

的和平交流，确实开展扩大了友好的网络。

这样的和平种子栽种在每个角落，只要放开你的视野就会找到希望。所谓和



245

第二部分　研究报告

平，不是谁把这个万能的存在全部给予我们的。和平的种子刚刚发芽，或从小小

的泉水中正流淌着，有一天一定会百泉汇海。

未来的庞大的和平是由无数个小小的和平组合而成，我们每个人就是那一条

条小小的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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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研究战争史等各种问题（翻译）

金丸裕一

立命馆大学教授

1. 引言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从历史学研究者的视点和我个人的见解，对日中战争史的

研究做了一下简单的整理和介绍。当然把要考察的每篇著作、论文的重点公布于

众是再好不过的。但因笔者的能力和篇幅的关系，在此主要是把方法和框架的问

题作为焦点，同时也想为日中战争史的论证提供一些素材。

我观察到在战后历史学中「大故事」的影响力正走向衰退而对一些「小故事」

的阐明，已成为叙述 /「叙事（narrative）」的主流。对此类论文的反驳文章也不多。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念和发展法则的共鸣，1980 年后期东欧、旧苏联的「壮

大试验」的失败、中国的「市场经济」化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混乱、都

因以上因素的急速低落而决定的。试着想像一下，把用手工订做好的相当合适的

结构当作历史，与其说为了学述事业不如说是正往政治立场上迈步。这个转换契

机作为历史学原有的使命，是重视返归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此现象是不应该受欢

迎的。在日本国内的史料阅览条件的改善下，还有这个时期台湾和中国首次开始

公布史料，对「实证史学」的正式复苏也许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1980 年代后期、对战争史研究有了一定的认识，在不同的意义上看，是个

很大的转换期。考虑到国民「对外感情」和「对历史的认识」的形成时，对社会

有一定了解年龄的人之中，经历过大战的于 1920 年以后出生的世代，在各界退

出了第一线，无非就是1980年代的。如果换句话说对这个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对「讲

故事的人」，不管在腥臭的政治外交世界里，研究的重点、教育的重点不论是唠

家常，逐渐被不知战争的这个世代所代替。

不管思想意识上影响有无，以悲壮的经验做保证「不想再重现悲惨的事件」，

默认在渐渐变弱背景下，战争史研究取得什么样的成果？面对什么样的陷阱？以

下把我的想法，如实论述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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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历史学家的立脚点的「科学性」

30 年前，我立志研究历史学（1970 年后期），历史是科学，人类是根据规

则性「发展」做为世界观。历史学家为了实现理想社会「为了人民服务」作为必

要的命题，抱着这种崇高的历史使命。当然也明了对有明显性见解的批判。不过，

那样的「噪音」是根据「反阶级的 / 帝国主义的反动分子」的长声嚎叫咒文的里

喊出来的，当然可以无视。

前文所述现实的变化，也极为有撞击性。对于「人民解放军为何把枪口面向

了人民」这个问题，在当时 1988 年在中国学习的我们来说，是共同感到的不信感、

绝望感。还有从 1970 年代末期开始推进的「改革·开放政策」虽然大体上在中

国作为既定路线固定下来，但是在富裕层扩大的同时有一种「大同社会」也会要

走向解体的预感，研究历史学同行都持有此看法。

回顾 80 年代，中国的历史学界也是一个大转换期。建国后确立的「中国现

代史 = 中国革命史 = 中国共产党史 = 毛泽东线路史」为基本构造，被迫重新评

估由于文化大革命各方面失败的原因，很长时间被放弃的社会经济史、文化史、

政治史，中华民国史等都迎来了复兴。其他不谈，正式发动日中战争史研究的工

作，也是这个时期所追求的。

日中两国在 80 年代，要粗略地总结一下，可以说成是原有的「社会主义」

乃至「马克思主义的」的「人类解放故事」的结束又是开始。不可以轻视中华世

界的多极化，台湾的民主化和殖民地香港的繁荣等。不应单纯的叙述历史的重点，

就是二元论的观点或「好人·坏人观点」，这些都失去了说服力，突然重新转向

「实证」正如上文所论的。

因此在此经历中，曾经被「法则性」担保的历史学的「科学性」，由史料的

「验证 / 反证可能性」被代替。可以说是把研究主题分成几个部分，这也是自然

形成规律。虽然存在着各个研究员的差异，但这是从追求「普遍性」向「个别」

志向的转换。至少可以说研究学者忽视或轻视实证是走向灭亡之路。

还要重复上述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应该欢迎的现象，同时不过在我们眼前

又显示出新的难题。就是由于从很多事情发生中，记录的庞大的史料群中选择哪

个，去创造出一个历史形像会产生很大差异的。如果不怕误解，另言别论的话，

好好地运用史料，不做任何窜改。然后作出自己正确的结论，在方法论上是可能

的。特别是现代史第一次史料还是第二次史料的记录极为丰富多彩地保留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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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危险性是很大的。

然而只要履行「实证」这个手续，不要去怀疑历史学家的「科学性」和「客

观性」。在史料选择时，因为已经是在取舍选择的前提下进行的。这里所说的「客

观性」，可是最终还是不能超越「主观上的客观性」。

如果对 21 世纪初期有一定认识，在中国经济急剧发展的背景下，恢复政治

大国的信誉，相反这是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之后「被失去的 20 年」这种闭塞感

的蔓延，两国对具有同样历史「人类故事」倒不如分成每个「不同的故事」和「小

故事」这是必要的先决条件之一。

急着连接小结，作为学术研究的历史把「叙事」这个工作，我们历史学者，

有时过于相信科学上的、客观上的一些弊病。用口述继承的方法最为记忆。被放

在比记录更低下的位置上，连一些常识和方法都没有。讥讽性地论述在实证史学

的发展过程，成为孕育新的「故事史学」的母体。但此「故事史学」，与其说具

有人类普遍性的故事内容不如说，把国家和民族的感情和愿望浓厚地反映出来的

故事。

是否接受多元性的「故事史学」的泛滥，不是自己的「故事」而是别人的「故

事」，这是为了作为今后的战争史研究的实态，而且是否能把原因作为历史去去

对立解决。一定受影响的。

3. 历史和解是否可能

历史学是可以称为把「才智」和「理智」总调动起来的学问。特别是在外国

史研究中，该地域的语言学习，文化途径上依存性的探求，以历史的结果去向现

代好多问题去洞察，加之对分析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周边领域的起源的态度

等。给历史学家带来了一个很大的课题。本来近代的历史学，逻辑的调整性作是

把坚持重视立场为理由，根据这些繁琐的事情而发生，也是为了回避各种各样的

混乱。

经过坚实磨练的历史学家，他们都是具有禁止性的慎重地去工作，更确信自

己的「论证」是根据「真实」事实阐明出来的。当然，我也不例外。

正向前文所述的那样，除了不伦不类的无学者以外，他们的著作和论文即使

没发表过，也不会发现论证上的错误，这是现代历史学的特征。最终自己的成果

还是「真实」是「客观的叙述」，谁都可以各自主张自己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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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历史学研究成果的手段是，目前论文和著作被限定。不能通过舞蹈来叙

说历史，也不能换成抒情散文诗去朗诵。所以历史学，是特别具有语言的学问。

如果要是想写出与历史评价有密切关系的论证，譬如「真理」「公正」或者「正

义」等这些概念。具有哲学性（论证）不也是经过再三被斟酌之后才开始使用的

吗？遗憾的是我持有不同意见。历史研究者都是在竭尽全力地贯彻于「确证」的

这个工作。可是把热情集中于对历史真实性的挖掘，包含价值观的术语无规律的

使用，对此是不是可以容忍的？ A 先生说的「正义」和 B 先生说的「正义」，

到底指同样现象和状态没有确认，这才是我们工作的一环，只顾读研究成果 / 接

连不断地写⋯⋯。

关于所提的历史「和解」这个重大课题，也许会有同样的现象指出。在实际

的生活中，让我想起伤害过我的人。通过与他 / 她的对话然后接受了这个人，更

加宽恕了他，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关于战后「和解」如果在现代史寻求实例。许

多人会就想起德国和法国，或德国和犹太人（以色列）并且再往下问的话，「德

国可以道歉，日本为何不能呢？」。

关于教科书的成立过程等，在这里没有详述的余力。只有一点可以说就是日

本、中国和德国等西欧社会的「和解」是语言上意思的差异，加上关于「和解」

构造过程的不同，在此提出我的愚见。

(1) 首先作为我们生活的真实感，如何联想起来「和解」，试着翻阅一下日中有

代表性的词典。里面「和解」的解释有「①互相的意志变柔和，融洽，和好。②

〔法〕互相争斗当事者互相让步，相互签订不再发动纠纷的契约。调解→审判上

的和解。⋯⋯」（『广辞苑』第 5 版，岩波书店，1998 年，2862 页）这个定义。

中国「不再争执或仇视，归于和好∶双方～」（『现代汉语词篆书』第 3 版，商

务印书馆，2007 年，551 页）和『广辞苑』②的解释相近。

在这里应该事先确认的是，在现代日语、汉语的「和解」的主语最终还是「当

事人」，「双方」具有「常识」是共存的。这是在构造上，与当事人 A 和当事

人 B 双方的主张相碰而发生纠纷的状况中，结果彼此互相让步，相争停止 ( 调节 )

经过签订，这是民法上的和解结构的（『新法律学词典』第 3 版，有斐阁，1989 年，

1484 页等）。这些法律应该考虑不也是在一定空间下根深蒂固地使用下来的吗？

(2) 其他就是东西冷战至今还没迎来终结 1985 年 5 月 8 日，西德在总统魏茨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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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战败40年，与犹太的和解，在对战争犯罪反省的演说中，与我们的一般的「常

识」有相当大的距离感。本文会变得稍长一些，在 ( 到 ) 这里想引用一下。

「当今人口的大部分，那时也许还是个孩子，有的还未出生。这些人对没有

自己动手的行为，不可能坦白自己的罪行。⋯⋯然而祖先给他们留下了很难解决

的遗产。不论罪过的有无，老幼与否，我们全体都要必须承担过去。全体互相开

始归结过去，不得不背负过去的责任。⋯⋯问题不是克服过去。是不可能的。把

过去加以改变成没发生的事是所谓的捏造。对过去闭眼不问的人，结果到现在也

是很盲目的。不把非人性化行为刻在内心深处的人，容易陷入那样的危机里，正

因为如此，不深深刻在心灵深处里何谈和解。这是个一定要去理解的事情。⋯⋯

深深地刻在自己心灵深处是，体验历史上有过天帝的行为。这才是拯救信仰的源

泉。

正是这个经验才产生希望、拯救的信仰、撕开又被合为一体的信仰，能孕育

出和解的信仰。忘了有过神仙本领的人，他也会失去信仰的。⋯⋯我们自身的内部，

也是需要有个智慧和情感的纪念碑」（『荒地的40年魏茨泽克总统演说』岩波书店，

1986 年，16 ～ 19 页）。

接着魏茨泽克 大总统，在他的记忆中，就是「在演说中，考虑借用了不是

我自己深某信仰某宗教。『如果需要忘记就会把肃清的问题拖长。拯救的秘密是

所说的向心灵深处的刻印』这是古代犹太教的智慧。我们不能救济自己，也不

能决定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们用丰富的经验去面对。可仅有一个，可以做的事

情，必须做的事。那才是成悃地面对那个深渊（丰富的经验）为了这个事实和未

来，那才是最重要的」（『夏德·冯·魏茨泽克记忆录』岩波书店，1998 年，

232 ～ 233 页）。

虽然把自己面对历史的无力非力作为前提，他同时又尊重别人内在思维法的

态度。不是所说的与超越者的中介理智和科学，确信对「和解」作为信仰体系的

基础。顺便魏茨泽克用的「和解」是德语的 "Versöhnung"（与神的和解，让神给

于免罪），非常鲜明地以神学的立场来解释这个词汇。

这个构造，不是象所说的日本和中国一样横向和解的这个单纯过程。和解的

第一意义就是要先从超越者给予，然后当事者之间根据超越者宠爱的赏物作为走

近「救济」，纵向和解用起点来表示很恰当的。称为有神职经验的人魏茨泽克他

的本领发挥。虽说根据通过世俗化的进展宗教的色彩减少，犹太教世界和基督教



251

第二部分　研究报告

世界的人被印上的「超越」的这个存在，正是祈求共通的这个精神背景。实行这

样直率坦诚地演说也可行的。

反过来考虑日中关系，发现不了宗教上，精神上类似这样的基石。如果借鉴

一下日韩双方的和解，很多都是尝试根据基督教神职者·信徒经验。中日之间在

这里没有「一同畅谈的故事」。把心灵的「刻印」作为认识历史共有的道路，和

犹太教、基督教世界相比较，困难是主要原因之一。当然，在日本、中国、韩国

的「共通教科书」作成等工作中，努力把才智和理智作为对话的线路，这样不会

堵塞会勇往直前的。可以高度评价这个方法。不过，「智慧和感情的纪念碑」的

重点是把内在的感性和感情的相互沟通总是可以修建的。

4. 总结

原本语言化是很难的内容，具有没有列举无聊的文章。不同的见解因为在本

论文中事先出现，最后想简单地总结一下我的论述。

第一，日中之间想象的「和解」，也就是法律上的 / 那个理智性的。所以，

思考的重点容易陷入所说的「善与恶」、「被害和加害」二元论的思考，这个激

化对立的矢量状态。

第二，是否赞成重视理性的历史学研究，如果换个别的文献 / 把实证的着眼

标准为「叙事」的限度。历史学家是否自知，对于今后的「对话」去向决定起到

一定原因。当然，最后理解确证工作必须是有推进性的。但是作为那个主体不是

我们自己用全智全能，严肃的事实，更可以说有限者每个人是否觉悟到「裁判」

别人的可怕性？　即使是「客观上」的「真实的历史」、也不能逃脱出主观上的

客观性的这个阶段。想带着自戒再一次论述一下。

第三，叙说历史问题时，我们历史学研究者应该有认知异同存在的宽恕性，

今后应彻底地需要摸索那些。历史学具有伟大的能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以史为借鉴」的格言，极有说服力。可是，作为历史学者应从荣誉和理性信仰

中面对，有些偏离「和解」这个展开过程。对在此刻视为形而上学 / 伦理学或者

神学上的「精神」作为故事存在的出发点，需要谦虚地认可。就得抠心自问「调

动历史解释的跳跃需要有想像力和同感力，在哪个阶段能允许呢？」。

如果再过 30 年，我也许从这个时代消失。然后作为一个很小被造物，人们

为何去研究历史，教育历史呢？利用这机会应熟虑一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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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本文是于 2011 年 7 月 9 日的报告整理。内容是「以围绕南京事件研究

史许多问题 --- 以历史学的言论为中心」。为了批判把「南京」为特定主题等，

以及应该检讨涉及多方面的论点等。在这里做了些大幅度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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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从一人称中走回「战争之体验」～以体验心理学为基准，

构筑历史和平教育～（翻译）

村川 治彦

关西大学副教授

继承未体验的战争之体验

「过去闭眼的人结果到现在也会盲目。不铭记非人类行为的人，必然也无抵

抗能力抗拒感染源所带来的危机吧」。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40周年仪式上，

德国大统领魏茨泽克演说的著名演讲之一小节。即使已过了 25 年，但魏茨泽克

的这翻话，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据有很大的意义。

在历史社会学家福间良明 (2009) 写的「战争体验的战后史」中，曾说到这

样的内容。战前年代与战后年代间存在着战争体验的葛藤。并且此葛藤造成了战

争体验的绝灭。「战后会把战争体验作为一种『教养』。对未直接体验过战争的

青年人来说具有象征性的暴力。因此指摘出所谓战争体验教养失去了青年年代的

支持」。正如福间所说在战后日本社会中战争体验并非对『反战』『和平』据有

调和性」。对于直接体验过战争年代的人来说战争是无法用言语所能简单陈述的。

因此有时会成为『反战』的政治主义所批判的根据。与战后年代的人发生了继承

战争体验中的年代间激烈的摩擦。那样的批判与摩擦表达出继承体验的复杂的要

素。但福间给于此复杂的要求肯定的看法。「正因绝灭及龃龉的局面，才使几个

可能性浮现出来」并陈述了以下内容。

战争体验重叠了风化，但那并非是示意代代相传及继承的不可能性，而是正

视绝灭战后史时，是否会是缩小记忆继承的契机呢。未来是从正视有可能发

生了的过去的失败中，第一次切拓枯竭。(P262)

南京事件已过了 74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到现在也经过了 65 年以上。怎

样才能把在自己出生前发生的战争体验反映到自身的生活方式里。战争体验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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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是以怎样的形式进行的，又或者是作为「日本人」谢罪此意又在于哪里 ? 为找

出此答案如福间所说正视「绝灭之战后史」「风化及绝灭所重叠的战争体验」与

这些怎样面对，让我不得不重新探寻。从此对于在 21 世纪的我们每个人，应找

出怎样继承战争之体验。那样才不会盲目，并且这又何尝不是让我们拥有抵抗力

的课题呢。

一人称的陈述 1：「脱历史之身体」

1963 年出生的我，想要正式面对自身的历史问题是因在美国研究生院听讲

的「社会之身体」为题目的课程。Somatics（是最先研究从第一人称的观点探究

身体 / 心理应有的状态的研究者），身体心理·社会学研究的先驱者其中一位

DonHanlon Johnson (1992) 讲授的课程中，说到 Susan Griffin（1992）「A Chorus 

of Stones」每次读后经常会写散文进行发表。刚开始时我看到同年代的德国人，

犹太人，各自在讲述着背负的沉重历史时，我突然觉察到自身没有像他们一样切

实的认识过历史问题。

到那时为止我自身对于在盧沟桥、南京、真珠湾、广岛、长崎等地所发生的

事件，作为知识理解了，但是从未曾认为和自身有直接的关系。对我来说比起

1941 年 12 月 8 日或 1945 年 8 月 6 日的记忆，大化改新及鎌仓幕府成立的年号的

记忆会更犹新。

谈到过去的战争场面，就会浮现出大河电视剧里面出来的关在原战争及戍辰

战争。去过原子弹资料馆，也看过真珠湾的影片和南京的相片，但是看过那些也

并非影响我的人生。祖父母及父母的年代所经历的战争与在自身及日本社会的暴

力性及现在此时在世界各地所发生的战争，都无法联系到一起。

教育及医疗等社会体系是通过身体训练把个人内心深处的感受刻印成结构及

特定的规范的。在 Johnson 的课程中学到福柯发现的「社会之身体」的观点时，

第一次觉察到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自我未能联系到一起的这件事。这件事本身就

是在日本社会中成长的我的「社会之身体」的事实。因此我把脱离过去只生存在

现在的自己的社会之身体模仿 ( 西田几太郎 ) 叫成「脱离历史之身体」。

与他们无法产生对痛苦的共鸣及未有对复杂社会赋有想像力。只是单单把过

去所发生的事情作为知识储蓄。那只能成为加深身体的脱历史性。例如在教科书

里增加关于战争时的记述，但培育时就是培育成无法实际感受历史的「脱历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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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话，再如何理性分析也是不充分的。日本人所作的侵略战争中的牺牲者，

蘑菇云下的被炸者或在东京大空袭击中到处乱窜的人们。边被所谓这战争庞大的

历史波浪所摇晃着，但即使直接有听取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的心声，对于我这样

的「脱历史之身体」是无能力对那样的心声产生共鸣的。

为了从「脱历史之身体」中摆脱出来并且把自己成长过来的过去成为自己的

东西要实际接受。与近邻们更深一步交往的话，要直接面对自身的感情，接受他

人及自身的感情并且要把身体培养成「历史之身体」。察觉到自身的复杂历史，(和

自己的暴力性联系着 )。能把这历史与现实所能联系的「社会之身体」才能称为

是历史教育。才能称为是记忆历史的基础。我那样认为着，所以 1996 年在旧金

山主催了讲演「亚洲世界工作探究日本第二次大战争中在亚洲所作的行为，是怎

样影响我们的」( 村川 2001b)

体验之心理学的必要性

哈佛大学的 Eugene Taylor (2000) 是把心理学之历史分为了 3 类。experimental

（实验），clinical（临床），experiential（体验）。把各种互相联系后，从而明

确了独自发展过来的结果。

体验之心理学 (Experiential Psychology) 是持有 19 世纪美国心理的·精神的传

统，接受欧洲的深层心理学及实存主义哲学等的影响，发展成了 1960 年代以后

人类性心理学、人体科学、超个人心理学、全人心理学医学综合医疗。在体验之

心理学的领域，自笛卡儿以来未有人批判过心身二元论及根据主客二元论分的主

观及客观的实际心理学研究，或把一切心理之现象要还元为个人内面的心理学主

义等。把人类的心·身心·精神作为整体存在之理解。归属体验之心理学荣格派

的心理疗法家 Arnold and Amy Mindell 夫妻举办的团体福利工作中有包含着世界

工作。「世界工作」是「把个人内心与团体的生气合为一体的程序。把这新的观

点导入到心理学中(中略)。歧视种族及性别问题，或关于民族纷争等深刻的对立。

不是把哪个归化为善与恶，又或者分为抑压者和被压者来寻求和解，而是作为第

三之观点设定「场所」，并要进行「场所的改进」」( 村川 2001b)

不是从第三人者的立场对知识面的分析或解译，而是从一个人的立场探究之

体验。在体验心理学的立场时更鼓励人们在反省自身体验之前，首先接受原有的

自已。因每个人的体验不同，所以不根据各人体验基础衡量「善恶」，「正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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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价值判断。但「体验」不在此绝对化。为了找出他据有何意义，也有必要反省

并分析体验之经过。故在此意中的体验之心理学领域里「体验」是，跟随着实际

感受的「实际体验」把体验本身先原原本本的接收后，再与他人进行沟通。探究

怎样互助地生存下去。体验与思考·反省会形成循环之过程。

站在体验心理学立场的民德夫妻，在世界工作中强调，个人与团体，善恶，

加害者与被害者作为扬弃的契机，强调了「场所的生气」。根据这样的新的研究

仔细地找出战争关联的复杂问题，才会有可能跨越上述的「脱历史之身体」生出

「新的历史教育」之可能性。

一人称的陈述 2：伴随感情的现代历史

我为了探究「脱历史之身体」，选择「世界工作」的研究理由是 1994 年初

次参加民德夫妻的世界工作时，发觉在自己内心深处存在着「在集团中解放自身

时的生 ( 性 ) 之快感联系起来所产生的暴力性」。周围的人对待我个人时也许未

曾给予相当暴力的评价。但在日本人这个团体中我所感受到的暴力是与战前日本

军所作的残虐行为同样我是否也有可能会作出同样的行为。对此向自己自身寻问

过。那并非证明「战前日本兵」作的残虐行为是「日本人」的问题，也不是「他

人」的问题。而是掩盖抑压及对他人实施暴力之行动的我，面对此行动时怎样去

正视。才是问题之根本。

1996 年在美国作为亚洲战争问题为题目开催的亚洲世界工作。正好我也有

参加在美的中国系美国人的市民运动。自己也进入了这个想要把日中战争在美国

社会中得到认可的活动中。( 村川 2001la) 通过此类的活动中国系美国人及因 731

部队被当作为人体实验所遭害的美国退役军人，张纯如，另外有时在日本还会有

机会与东中野修道氏们进行亲密地谈话。有时还被委托给在旧金山战争中牺牲的

牺牲者祭奠中作为日本人去献花。通过这样的经验体会到 70 年前的战争不完全

是过去的事情。对于现在生存下来的据多的亚洲人来说正是带有强烈地感情色彩

的「现在」。参加 1996 年在旧金山发生的亚洲世界工作的几位在那以后也带着

强烈地意志也参与到此问题中。其中有一位棚桥一晃是抱有一定要去南京之意向，

经张纯如介绍 2000 年拜访了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连红氏。并在南京事件 70 周年的

2007 年时在南京开催了国际会议「Remembering Nanjing」(Tanahashi 2007) 此会议

的目的是「体会并了解受到各不同的战争体验及教育的日本人，中国人及其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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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人，对于日本与南京的悲剧敞开心扉，互相听取心声」。并且在参加的条件

中，考虑历史解译的多样性，会议上统一不进行历史之解译，而是虚心接收自身

未体验的事实。就是把自己固定的想法及意见先保留，接收各种见解。基本原则

是首先要理解对方的心情，然后鼓励参加者各自发表自身的见解及感情 是一个

这样活用了体验之心理学的观点的一个活动。也是到现在为止未曾有过的活动。

另一方面，2007 年同样参加了亚洲世界工作的戏剧治疗专家 Armand 

Volkas，来到日本，在立命馆大学和平博物馆，以日本战后世代的战争体验为主题，

并结合运用他的 Healing the Wounds of the History，举办了研究会和一人一故事剧

场。此时，在一人一故事剧场的开头，就有一位步入晚年的日本人激动的说，“在

成为加害者之前，有许多日本人因为原子弹爆炸失去了生命。”这样强烈的情感

表达，既是愤怒，又同时让人感到悲伤，让人真实的感受到残留在日本人心中未

被表达出来的交错重叠着的被害与加害。另外，在剧场中，也能够感受到，在像

这样的公共场合中表达出的强烈愤怒情感，没有被否定而被接受，并作为一个声

音被尊重着。由此也促成了这次研讨会得举行。

刻在身体上的记忆与情感

Kleinman 等是在各个科学领域对大屠杀、越南战争为首的各种各样的纷争

及民族净化等带来精神创伤事件的社会记忆进行研究的先驱。就如他们指出的一

样，即使到了和平社会的年代，不论是对加害者还是被害者，战争中得暴力，都

会以精神疾病或身心疾病的形式对个人留有影响。这种暴力，不仅残留在直接体

验过的个人，还会被带入家庭，从个人、认知及身体行为三个方面传达给后代。

（Connerton，1989）然而，东亚地区过去的历史教育及和平教育，从 Connerton

所说得个人与认知方面传达了战争体验的悲惨，并将重点置于阐明战争的“客观

事实”上，并没有着眼于如家庭暴力等从身体行为方面传达的社会记忆（张，

2010）另外，至今为止的精神创伤治疗都是以个人治疗为中心，而将个人的精神

创伤与因其产生的身体行为方面的社会记忆联系在一起进行治疗的观点却很缺乏

（村本，2008）。因此，在日本，由于偏向客观事实传达的历史教育，战争体验

并没有伴随着活得情感被传达给后代，对战后世代来说，战争的记忆也和自己的

生死无关。另一方面，就像 Kleinman 等明示的那样，因战争暴力产生的身体行

为方面的社会记忆也确确实实的被传到了今天。像这样没有被认知的精神创伤，



258

无意识的以暴力的形式被行动化，进而产生忧虑和自我伤害等症状，对日本现代

社会已经产生了影响。

根据后现代主义理论，历史中是不存在唯一绝对正确的叙述的。例如，在直

面长年种族隔离政策产生的憎恶和愤怒的南非，以和解人种对立而设立的“真相

与和解委员会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TRC）”指出“真相”有几

个不同的存在方式。TRC 将其分为四种①作为事实的，或者法定的真相②对于

个人的，或者叙述的真相③社会的，或者对话的真相④治愈。修复的真相。（永

原凉子，2004）至今为止，在讲焦点置于“事实的真相”的战争及历史问题时，

以及这个模式中的第二“叙述的真相”和第三“对话的真相”的时候，每个人

各种各样的感受和情感密切相连，产生了情感治愈及相互关系修复的真相。要

去解开着每一个真相的话，作为战后世代，有必要开辟一条与情感治愈和关系

修复的真相相互联系的道路。Volkas 经过多年开发出的 Healing the Wounds of the 

History，就是重视活的情感的同时，将个人的故事体验与更多的人共享的一种出

色的体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第一人称的叙述③：“记忆南京研讨会 2011”的感想 1

2007 年，村本参加了 Volkas 的一人一故事剧场，同年 11 月参加了在南京举

行的“Remembering Nanjing”，并结识了许多中国学生。为了完成当时和中国学

生们的约定，村本于2009年和Volkas一起再次访问了南京。而今天这次的研讨会，

也是那次访问的延续。在 Volkas 带领的持续 4 天的 HWH 研讨会中，我有过好

几次积极发言。

首先，第一天，以少人数的分组对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同一性进行了讨论。之

后，全体人员组成一个圆，并在圆的中间放 2 个相对的分别象征中国人和日本人

的椅子，练习了从各个立场进行发言。当时我首先坐在了象征中国的椅子上，面

向日本人的椅子，提出来责难日本的意见。这些意见是我十多年来听到的中国人

的声音。之后，各个参加者都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当中也有站在日本人立场发言

的中国人。最后，我换成日本人的立场，表达出了日本的“无关心世代”。这也

是对我自身中无论中国人日本人各种立场的声音的确认。

自己是日本人之前，首先是作为人存在着。在体验心理学的结构中，被尊重

的不是强调国籍不同的“日本人”“中国人”，而是身背各自历史的日本人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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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身体中得声音尽可能的表达出来。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区别与青森县人和奈良

县人，山口县人和福岛县人的区别有什么不同，是语言和习惯的不同吗，各自的

声音又是以怎样的存在表达的呢，这些在我自身的经验中也出现过。根据 Volkas

指导的方法，在安全的空间中各种各样的声音能够被表达出来并被分享。而这也

为倾听自己或他人身体中各式各样的声音并理解这些声音创造了机会。但是在这

样的实验空间中产生的体验，并不仅仅与被害者的治愈相关，而这些声音和体验

作为真相，与政治方面又有怎样的联系，还是个未知数。

从被害 /加害到共生：历史·和平教育的方向性

以战后 50 周年为契机，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在日本展开了关于战争责任

的热烈议论。（安彦他 1999）其中，根据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为中心的

活动及“制作新历史教科书会”的小林等人的，把“从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

杀”作为“自虐史观”进行批判的言论，让许多的年轻人产生了同感。对于这样

的事态，教育学者佐藤学（1998）指出“与其说‘制作新历史教科书会’是对战

后历史教育整体的否定，倒不如说是继承了战争历史教育的基本结构”，并对战

后民主主义历史教育进行刻一下批判。

将战争作为已经过去的事情消除，并抹去死者的声音。通过这种惊人的方法，

战后的教育实现了向和平民主主义教育的快速转移。当然，充满着苦恼和恸

哭的至今依然记忆犹新的战争还在每个人的身体中逡巡着，但至少在学校教

育中所学到的法定的历史中，那些身体的记忆都被抹去，正在施行的光明的

迈向祖国再建的教育。

然后，佐藤回顾了战后的历史教育方法，关于新的历史教育方法主张：“互

相尊重每个人身体上的多样的战争记忆以及历史的多样性是叙述历史传承历史的

教育原则”，“并非以善或恶，对或错来概括，而是将活着的每个人的复数的历

史，作为‘日本人的历史’的事实来接纳，这对于日本近现代的教育来说是有必

要的。”

教育学者高桥舞（2009）在《以不阻碍人类成长为焦点的教育学——现在必

要的共生教育是什么》一书中，对“制作新历史教科书会”小林及“自由主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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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研究会”主张的恢复“日本人性”能够解决现代问题的言论进行了批判性的探

讨。通过探讨，高桥指出，被他们的主张所渗透的日本社会的“由能力主义产生

的格差扩大问题”，和网络了所有问题并作为根本问题的“关系性的危机”问题

的真正原因及提示解决方法的必要性。

对高桥来说，从“对被害者的自我教育”到“对加害者的自我教育”的思想

范畴变化是必要的。那是因为，既存的教育学推荐对他人的暴力―他人的殖民地

化―，并强制对自我的暴力―自我的殖民地化―。以这个观点为基础，高桥如下

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妨碍相遇的近代性”。

现代教育问题的原因不是“日本人性”的欠缺，也不是近代的未达成，而可

以说是妨碍相遇的“殖民地主义”，它是近代性的延续。单单是高效率的变

动可能殖民地化的集团界限（日本国民—日本人精英）的话，实质上和战争

年代一样，排除了相遇依然是殖民地化，继续殖民地化的结果。没有和谁相

遇也没有能和谁相遇，因此我们感到了孤独和相互关系的危机。只要不跨过

这个“没有相遇维持的社会―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被强制成为什么人的社会”

的近代，现代教育问题就得不到解决，而我们也不会真正得到解放，得到自由。

第一人称的叙述④：“记忆南京研讨会 2011”的感想 2

研讨会最后一天上午，所有的参加者去了燕子矶。2007 年来的时候我也给

同样的纪念碑献过花，但是这次和上次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中国人参加者和日本

人参加者两个人一组进行献花。看到日中的年轻人牵着手一起走上台阶献花，并

为牺牲者进行祈祷的身姿时，1996 年以来一直走在没有答案的道路上的我似乎

看到一个方向。

之后，大家回到了下午的会场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研讨会的闭幕式，最后

中国人和日本人面对面站着，互相坦率的说出自己寻求着什么。“希望大家考虑

到各自所说的话是各自的声音同时也是集体的声音。”大家被 Volkas 的话所催

促着。中国人参加者也坦率的说出我之前从未听说过的话。例如，“不要以右翼

为借口，希望做些积极的改变”，“看见日本人下跪谢罪就会心痛。不想再看到

那样的身影。希望做些实际行动”。而日本人参加者也说出了自己的声音，“日

本国内右翼的呼声非常引人注目，但也有许多人从以前就拼命努力着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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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人中最近变得讨厌中国并放弃的人越来越多。请帮助我们达成互相谅

解。拜托了。”互相坦率的说出心声互相坦率的回答之后，日本人和中国人互相

谅解，互相握手，互相拥抱。坐在两组间的地板上，一直看着他们的我，想把这

些身影好好的烙在眼中。那是因为，面对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黑暗历史，他们感受

到了互相的痛苦，每个人都在想面向未来应该做什么，这个过程是大家一起度过

的，而我也好像感觉到了这是已经变为可能的一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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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当历史在故事中相遇―“一人一故事剧场”在记忆南京 2011

国际研讨会应用的思考

郑春晖

同声同戏剧团代表

“一人一故事剧场”(Playback Theatre) 由美国心理剧治疗师 Jonathan Fox 和

Jo Salas 于 1975 年在美国纽约创立。它是一种即兴互动剧场。演员没有剧本，把

观众现场所讲的故事运用戏剧、肢体动作、音乐等艺术形式即时演绎出来，作为

礼物回赠观众。

“记忆南京”研讨会系列，经历了 2007 年学术研讨，2009 年加入心理剧和

戏剧治疗，2011年加入“一人一故事剧场”形式，作为表达性艺术治疗的一种方法。

同声同戏剧团有幸作为中国团队被邀请，与日本 Playback － AZ 剧团一起，在研

讨会中联合演出，参加了这个尝试的过程，更感受到“一人一故事剧场”在社群

联系的力量。

根据 Armand Volkas 的“历史创伤疗法”的六个步骤：

●　双方对话，“打破相互间不能交流的禁忌

●　聆听彼此的故事，从人性的角度理解对方

●　认识到每个人身上都有加害者的潜在可能。

●　对我们的过去进行深刻的哀悼

●　把哀悼通过仪式、艺术作品表达出来

●　把在工作坊的成果通过公开演出、活动或社会服务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

和受惠。

一人一故事剧场在第 1、2 和 6 步骤起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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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题报告中的演出：帮助参加者整理面对历史的情绪

一般研讨会的主题报告倾向于学术性，多为资料和数据的表述，而这次研讨

会其中一个内容关于：通过个人内心的感受和体验来认识历史。

Armand 先生创造性地在主题报告的每一章节的结尾处，加入“一人一故事

剧场”的呈现，通过戏剧的形式把文字资料里所隐含的情绪、历史发展的过程用

视觉化的方式呈现，让参加者更深入地理解了主题报告的内容，把个人情绪与历

史资料进行联结。同时也帮助参加者了解“一人一故事剧场”的形式，知道如何

参与到这个剧场中，为工作坊的顺利开展进行了很好的铺垫。

（二）练习中的示范：帮助参加者了解如何参与练习并投入其中

工作坊主要采用心理剧和戏剧治疗两种艺术性表达治疗的方式，需要参加者

亲身参与到剧场游戏、角色扮演、即兴创作当中。因为有了“一人一故事剧场”

演员的加入，让参加者减低他们的心理防卫，更自然地投入。也让治疗的效果更

快、更显著地出现。

（三）故事的演绎：同感分享者的故事　促进双方的理解

在工作坊中有两次时间集中运用“一人一故事剧场”，当中的故事，有日本

人有国外时遇到中国人关于中日战争大型集会时的震惊；有日本青年面对得知自

己慈祥的祖辈曾参加中日战争暴行的伤痛，有中国青年讲述自己试图成为中日友

好桥梁而面对的挣扎，有双方面对这段沉重历史的复杂心情⋯⋯

中国和日本两国青年面对这段受到不同教育的沉重历史，都不轻易触及自己

的记忆和情绪，而“一人一故事剧场”让这样记忆在安全、轻松的环境下表达出来。

当这些故事被在剧场中呈现，参加者从更多角度了解彼此的家庭、社会受到

战争的影响和创伤，更能明白对方在此刻所经历的挣扎与困难。同时，故事之间

自然的对话与回应，让分享者的故事不断深入，也从战争亲历者家庭、或本人面

对这段历史的故事，慢慢进入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故事，彼此的困难与努力。故事

从过去走向未来。

从故事的演出，我们更清晰地看见，战争影响是如何深远地在世代间相传，

人们为此而困于潜意识的羞愧、仇恨当中。当故事被听见，被明白，双方经历战

争创伤的愈合就有了进一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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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开演出：把工作坊的成果扩展出去

在工作坊的第三天晚上，我们与日本团队进行了两小时公开演出，面向南京

市民。其中有来自南京 YMCA 主要负责人，各高校的社工系的老师⋯⋯他们都

是对于社会安定，民众教育有影响力的人。

在演出中，观众们分享了在中日和平之旅共同的期待和让自己困惑、无力的

地方，有些内心的执念开始柔软，有些难处被呈现让大家有更深入的思考。

“一人一故事剧场”不是要解决问题，在剧场呈现的故事中，我们从相似处

找到共鸣，从差异处对彼此有更多的理解和包容，让不同价值观的群体有进一步

了解和接纳的可能性。

公开演出把这次由 Armand 先生带领，中日参加者共同努力的成果，把和平

的种子在更大范围地地播撒开去。

这次同声同戏剧团与日本 Playback-AZ 的联合演出，对于双方都是十分愉快

和有意义的经历。不同文化、不同剧场语言的团队在一次次的即兴演出中寻求彼

此合作的默契点。中文和日文突现了两个团队背景的差异，彼此心领神会的即兴

演出让我们看到和解、融合的可能。此次与美国 Living Arts 剧团的 Armand 先生、

日本 Playback-AZ 剧团的合作，是同声同戏剧团很宝贵的经历，期待在这个和平

之旅，我们可以再次相遇、贡献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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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参与者１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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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震撼！感动！万感交集！

“记忆南京 2011”抚平战争创伤国际研讨会感想

羅翠翠

抚平战争创伤国际研讨会结束时，邦子通知大家，务必在两周交来感想。时

至今日，已快两周，尽管写感想的事一直萦绕在脑海中，可是，万感交集，始终

无法理出个头绪。每每打开电脑，却不知从何写起而又关上电脑。也许是时间不

等人而急中生智，想起了在研讨会四天中，阿尔曼德先生总是让大家说一句感言

来结束一天活动。

于是，大家将一天活动的感受凝聚为一个词说出来。每个人的感言的确不仅

是大家共同的肺腑之言，也反映了几天来我和大家一样的心理历程。从而在此，

将大家的感言排个顺序，据此作为本感想个小节的题目。

期 待

2009年，我曾参加了阿尔曼德先生主持的HWH工作坊。因为感悟颇深，因此，

当绫发来邮件邀请参加第二次 HWH 工作坊时，即欣然同意并很期待本次的工

作坊。

2009 年的工作坊不仅让我经历了从未有过的体验，最重要的是，自打从事

中日友好事业以来，从来没有以战争受害国的立场，与初次见面的、作为与战争

加害国立场的日本人，特别是与战争加害者有某种关系的日本年轻人，就南京大

屠杀这样彼此讳莫如深的话题，开诚布公地交流过。

而且，那次工作坊结束后，特别怀念仅仅相处四天的阿尔曼德、邦子、绫，

还有印象深刻的年轻的日本朋友们。以至于想起他们便难过得想哭。

那次工作坊的体验不可思议，虽然事过两年，但那四天的情景还记忆犹新，

特别想再次见到大家。因此，对本次的工作坊十分低期待。。

不过，期待中还有些许不安。因为在上一次 HWH 的工作坊中，感觉中日

双方的朋友们，相互已经透彻地了解了彼此的痛苦和悲伤，已经基本消除了相互

之间的误解。从而，这次的工作坊不会再产生上次那种感动，相互间因了解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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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像上次那样进行深入交谈，反而会变得无话可谈。

当然，还有一点不按是，当作为受害方的心中，还有不尽释然的情结没解开

时，真的能够和加害方的日本朋友们毫无顾忌地深入交谈吗？我一直怀着这样不

安和期待的心情等待着“记忆南京 2011”国际研讨会的开幕。

感动

事实上，我的感动从第一天就开始了。

邦子开幕词的一句话，让本次工作坊研讨会在感动中开始，让我原先的些许

不安顿时消失了。并让我产生了立即想和其他参与者进行交流的冲动。她的话触

动了所有在场人的心弦，邦子说：这次工作坊研讨会因为有政府资助，还有奥斯

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后代阿尔曼德先生做主持，才得以成功进行的。

听了邦子的话，看着自费从大洋彼岸赶来，眼神中充满了将友好诚意展示给

南京人的期盼，感觉眼眶湿润了。首先让我感动的是，日本友人们为了和平，极

力推动政府和学府给予援助，顶着来自周围同胞不理解以及右翼势力恐吓的压力，

鼓励年轻人前来南京，他们的工作一定异常艰辛。那时刻，看着为准备本工作坊

而消瘦疲倦的邦子和绫，我想起了倒在右翼暴力团子弹下的长崎市前市长伊藤一

长，想起了长期受到右翼恐吓的笠原十九司先生。深感到日本友人寻求和平的道

路之艰辛，不由的敬佩之意油然而生。

再一个让我极为感动的是阿尔曼德先生。在 2009 年的工作坊，先生并没有

说明自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后裔。

只知道阿尔曼德先生是戏剧疗法的心理学教授，开发了 HWH 工作坊，设

计许多戏剧心理疗法。原本以为先生来到战争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主持这个工

作坊只是测试自己研发的成果，对消除战争造成的创伤是否有效。先生的研究目

的令人感动，觉得是了不起的国际主义者。

没想到阿尔曼德先生双亲也是大屠杀幸存者，先生内心也有很痛的战争创伤。

但他却控制自己对加害者的仇恨，潜心研究如何将负面的战争创伤转换成积极的

推动和平的力量。为此，先生奔走各国，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探索与加害者的后裔

友好相处，共创和平之路。

还有令人感动的是，参与本次工作坊的日本年轻人中者中不仅有每次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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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许多日本新朋友，还有来自广州和香港的艺术家朋友们。

尽管本次活动刚刚开始，仅仅站在会场就已感受到人们锲而不舍、艰苦探索

和平之路的氛围，这已足以令人感动不已了。

心痛

紧接着，大家按照阿尔曼德的指示，开始自我介绍，并说一句“我是某国人”，

以此让大家体验在众人面前大声说出自己祖国名称时的内心感受。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中方人在说“我是中国人”时，都感受到了作为中国人

的自豪感。而日方的朋友们在说“我是日本人”时，感受是复杂的。特别是对战

争一无所知而度过幸福童年长大成人后，才看到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惨状，才知

道战争时期日军在亚洲许多国家犯下了滔天罪行后的日本年轻人，在说自己是日

本人时的感受是痛苦的。他们茫然、困惑、无奈、凄凉的表情，深深刺痛了在场

的中国年轻人。大家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感受到他们作为战争加害者

后裔而极为压抑。

另外，香港的 H 不能在众人面前，堂堂正正说自己是中国人时的感受，让

在场的所有人都颇为诧异。原来当他在海关办入境手续时，香港人被要求站在外

国人队列办理，令他非常尴尬和屈辱。H 觉得虽然中日双方的年轻人都因战争创

伤而痛苦，但大家都有抱负，都目标明确地想为自己的祖国做点贡献。而自己作

为中国人回祖国时，却被要求站在外国人的队列里。他不想现在这种令人尴尬的

模糊身份，想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其实，让香港人陷入目前尴尬处境的还是

侵略战争犯的罪孽

还有韩国女孩 L 的发言也让在场的所有人大家感到震惊。身为在日韩国人的

第二代，她仅一直使用日本名，不愿表明韩国人身份。堂堂正正使用韩国名。开

始使用韩国名字也是最近不久的事。

H 和 L 的经历让我们痛切地感到，战争创伤正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绞痛着各

国年轻人的内心，这是我们很心痛。

理解

HWH 的一个环节是展示令自己开始关注南京事件、想起战争的物品，并向

大家介绍有关该物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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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阿尔曼德先生给我们看一张十几个人合影的大家庭照片。那是一个非

常和睦、温馨、充满朝气，每个男子都非常帅气，女子都非常美丽的大家庭。可

是，照片中的所有成员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屠杀了。阿尔曼德先生的母亲是唯

一的幸存者。可想而知，阿尔曼德先生的母亲每次看这张照片的心情是多么的凄

苦、悲伤。大家静静地听着阿尔曼德先生的故事，他的故事刺痛着我们心，感到

眼眶湿润了。

接着，人们依次展示自己的物品，介绍激励或震动自己的故事。

＊真实记录了南京大屠杀惨状的影集。

＊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令自己开始深刻思考南京大屠杀事件；

＊在非洲被抢过的钱包。令人联想到战争根源即贫穷和暴力：

＊来自南京的明信片。每每接到即加深对南京大屠杀残酷实质的认识。

＊家永三郎先生的照片。那是在高中时代，看到面对不关心历史的学生，

感到心痛而发火的先生，为此大为震动而开始关心历史。先生为了让历

史教科书符合历史事实，大无畏地三次舍命将政府告上法庭；

＊身着日军军服的爷爷照片。儿童时期，每天都亲切地搀着自己小手散步

的爷爷，竟是残忍战争的参与者；

＊在日本度过一生的爷爷奶奶照片。战时，他们是从朝鲜半岛被强行拉到

日本的；

＊身着日军军服的爷爷照片。孩提时期，只告诉自己被苏联军强行拉到西

伯利亚做苦役，受尽了非人待遇的爷爷，一定也有参与罪恶战争不可告

人的秘密。

＊孩子们参与和平活动的照片。那是在热心的爷爷指导下做的。令人想到

爷爷是否为自己的战争罪行悔过而以此赎罪。

等等。

大家的物品以及相关故事，超越了国境，牵动着人们的心弦。使在场的每一

个人感到，彼此间的距离正一步贴近，相互注视的眼神更加温柔、热情并充满信

任和理解。大家开始主动寻求和近旁的人交谈，会场充满了和谐和温馨。

震撼

四天中，每天都能感到一种震撼。震撼我们的是那大家发自内心的痛苦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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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人们相互的呐喊并相互感到了一种心痛。

在相互祈求原谅的环节结束后，当阿尔曼德先生询问大家有何感想时，佳代

哭着看着中国年轻人大声说：“如果我爷爷杀死了你爷爷！我爷爷强奸了你奶奶！

我该怎么办啊？我真的不知道啊！”

说心里话，佳代发自内心的痛苦哭诉深深地震动了我。她的哭诉至今还鲜明

地回响在我的耳畔。佳代是多么勇敢而有责任心的女孩啊。对于这个许多日本人

可能都想过，却没有勇气向中国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她诚恳地提出来了，说明她

将南京事件和自己联系起来认真思考过，强烈地感受到了受害者身心的痛苦。与

她相比，日本的右翼和一些政治家却尽量回避南京事件，极力把自己装扮成局外

人，不仅对战争受害者漠不关心还大肆污蔑痛不欲生的受害者。

在此，我为佳代的勇敢而感动，向敢于来南京的日本年轻人们表示深深的敬

意，向所有能够正视历史史实，敢于排除一切压力，探索世界和平之路的人们致敬。

有位女孩，到南京后，通过见闻了南京大屠杀的事情后，才震惊地得知，孩

童时代，每天牵着自己小手散步的慈祥爷爷，竟然也可能是和日本鬼子一样的战

争侩子手。可以体会到，她是多么不愿相信和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女孩那一刻无

奈而无助的心情，可能也代表了很多日本年轻人的心情。只要想到曾经那样疼爱

自己的爷爷，竟也是进行了大屠杀的魔鬼，仅此就足以令人不寒而栗了。她痛苦

的哭声刺痛了在场的人们。

那位只知道爷爷在西伯利亚做苦役受尽磨难的男孩，此时也是一脸茫然和无

助。因为他一直不知道爷爷曾经也可能是战争罪犯。

关于旧日本军犯下的战争罪行，不仅中国年轻人了如指掌，亚洲各国的人们

也知道得很清楚。而旧日本军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却一无所知。这会带来什么结果

呢？这让第三代的年轻人今后如何与各国人民建立国际关系呢？

敬佩

四天中，每天除了震撼和心痛，还有不时油然而生的敬佩之意。对阿尔曼德

先生的敬佩不言而喻，还有对日本年轻人的勇气和诚恳，更有对日方学者们襟怀

坦白的态度。学者们表达出了正义、良知和尊重历史的态度。特别是，在进行中

日对话的环节中，正义且富有良知的村川先生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尖锐地怒斥日

方道：“你们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至今也不来了解我们幸存者的痛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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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想等我们这些幸存者都不在人世了，就达到了你们死无对证的目的，而不承认

过去的罪行了？”村川的怒吼震惊了在场所有的人。

其实，村川在美国时，曾经看过一次中国人声讨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杀

暴行的集会。当时，尽管村川不懂中文，但充斥会场的愤怒压得村川痛苦不堪，

喘不过气。注视着满脸痛苦和愤怒，一腔正义的村川先生，敬佩之意油然而生。

还有令我敬佩的是一人一剧场即兴表演的演员们。对他们的敬佩不仅仅是他

们精湛的演技。其实，没有心灵的相同，没有用心去体会当事人的真切感悟，再

好的演技也不能像他们那样，将当事人面对战争的痛苦、迷茫、困惑、纠结、折

磨、震惊以及对和平的期盼等复杂的心理，用肢体语言表演得淋漓尽致。从而让

当事人体会到不同国籍的人们都来分担自己忧愁、都最大限度地理解了自己的轻

松感。

我感受到凡是在一人一剧场表达过自己心情的当事人，之前和之后的表情是

不一样的。之前是凝重的，之后是轻松的。

在此，真要感谢演员们的爱心，和他们用灵魂进行的表演。

另外，让我产生敬意的是参加工作坊的许多日本年轻的女孩子。在许多中国

人的印象中，日本年轻人多数不关心政治和时事，特别是女孩子。而来到工作坊

的日本女孩却表现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正义、睿智和顽强的一面。

在相互接龙讲故事的关节中，我和小堇是一组。在故事最后，当我说到，过

去的不痛快就按照日本的谚语，随水流而逝吧。其实让过去不好的事随水流而逝

而忘掉，是我听到许多日本人和在日本长期生活的中国人所说的日本文化的一种

特质。有些日本人强调这种日本文化而希望大家忘掉日本侵略者在二战犯下的罪

行。

然而，小堇却极不认同，她非常严肃地反问我：“过去的事真的想忘掉就能

忘记吗？我觉历史上的事不可能随水流而逝。”

在最后一天下午，当大家把自己的感想挂在小树枝时，那位小时候一直和爷

爷散步的日本女孩，一直跪在讲台后面硬邦邦冰冷的地上，默默地帮助大家挂好

纸条。看出她已经开始行动了。她要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实际行动阻止战争。

这些可爱的日本女孩，有良知，有正义感，值得我们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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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

在情景再现环节中，阿尔曼德先生指示我选几位朋友，扮演在我成长期中，

对我自我意识形成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我选了邦子扮演我母亲，里奈扮演童年

的我等。当邦子用悠悠的、充满慈爱的优美歌声，唱起儿时经常听母亲唱的歌时，

流水止不住地涌出眼眶。

“晚霞片片，夕阳西下，山上传来寺庙的钟声。小朋友们手拉着手，一块儿

回家去。小乌鸦也和我们，一块儿回家去。”

邦子的歌声实在太像我母亲了。令我想起记忆中年轻的母亲，儿时，母亲就

像邦子表演的一样，一边唱着日本童谣，一边怀念地将许多日本的事给我听。邦

子好像是我母亲分身令我十分吃惊。

其实，邦子之所以表演得那样逼真，是曾经有过和我类似的经历。邦子母亲

也和我母亲一样，有过许多痛苦经历，并一直力所能及地保护年年幼的邦子，希

望邦子成年后能够帮助弱者。用邦子的话说，我俩的经历像是双胞胎。在那一时

刻，我感觉和邦子心心相印了。

我母亲生在长在日本神户。在战争年代，中国华侨在日本被骂作支那人秦国

奴，日军在中国打了胜仗，还逼华侨学生上街游行庆祝。受尽了歧视和屈辱的母

亲，年仅十七岁的母亲一气之下只身回了国。

今天的母亲，白发苍苍非常虚弱。但她越上年纪，越眷念出生地日本的食物

和神户风景。她那因怀念神户而显得凄凉的身影，让看到她的人感到心痛。

然而，正因为母亲的日本归侨身份，在中国的特殊时期，我们这些归侨子女

的童年时期，受到来自周围公私两方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人们将对日本鬼子的

仇恨倾泻在的许多日本归侨的子女身上。骂他们是小日本鬼子，不给热爱学习的

孩子们平等升学的机会。无可奈何的母亲，唯一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保护孩子，

免受更大的伤害。

邦子用自己刻骨铭心的记忆扮演了我童年时期的母亲，让我体会到和母亲一

样的日本归侨们当时两难的处境，以及看到孩子因受自己的牵连而遭受痛苦，又

得不到周围人理解所受到的内心煎熬。

感受到战争的创伤，其实在战后七十年的今天，依然折磨着深受其害的人们。

扮演其他角色的各位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们，尽管没有亲身经历，但是

他们也能用心去穿越时代，逼真地表现出了四五十年前的场景，令我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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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

回顾那四天工作坊的体验，实在有太多的感受要写。

在最后的总结会上，我曾看着疲惫的大家说到：四天来，大家说的最多的一

个日语单词是“无力”，译成中文应该是“无奈”。阿尔曼德先生和大家这么努

力组织工作坊，爱好和平的人们自费从美国、日本、香港和广州赶到南京，共同

参与抚平战争创伤的研究，可又有什么用呢？也许掌握国家命运的政治家的一句

话，就能将我们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还不如请那些政治家来参加这种工作坊，

让他们来体验更有效。”

会后，我对张连红教授说，我真后悔刚才说的话，不过这的确是我真心话。

但是，张教授的一句话让我深刻反省。他反复说：“民众的力量不可小觑”。这

令我想起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的，阿尔曼德指导我们

做的就是为了和平的星星之火之事。不久的将来，将会变成和平的熊熊之火。。

信心

四天的工作坊，各国爱好和平的朋友们的表达，令我对 HWH 工作坊更加

有信心了。

首先，在燕子矶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前，阿尔曼德先生、韩国的里奈、

中国的我和广州的女孩，哭着抱在一起安慰一位痛哭的日本女孩。那是一幅不可

思议的画面，战争受害国的人们同心协力地安慰战争加害国的孩子，体现了超越

国境的最大、最融洽的相互理解和体谅的场面。

其次，在本次工作坊中，日本年轻人所表达出的坦诚和努力；中国年轻人的

理解、宽容；小翁和小董那样努力进行翻译的留学生；中日双方学者们非常客观、

诚恳的研究态度。

当中日双方人员站在两国立场，相互从极端的角度严厉指出一直不能面对面

提出的问题后，依然能用最真诚的态度相互拥抱握手，希望为了和平共同努力下

去。这让参与工作坊的所有人都有信心，看到将不利的战争创伤转变为争取和平

动力的希望。

以上是我参与工作坊的部分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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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之感想

匿名

这次非常有幸的参加了 HWH 工作坊的“记忆南京 2011”的活动，活动中

最让自己受益良多的是活动中令人感到惊异的活动形式，这是我们平时在生活中

从来没有接触到的独特的形式。通过戏剧治疗来实现人与人之间更好的沟通，尤

其是双方是曾经有很多不愉快历史的两个民族的人们。也正是这个在这些独特的

活动中我体会到了心里埋藏很久的想法，只要抛弃过去脑海中的成见，什么问题

都是可以沟通的。而沟通才是人们以后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式，这不仅是在我们

个人生活的喜怒哀乐之中，即便是放到国家之间也只有良好的赤诚的沟通，相互

理解才是更为理性的做法。

在 10 月 5 号到 8 号的这四天时间里，我们两国的参与者们在一起互相交流，

即便语言上有一些障碍，但是我能从他们的表情和肢体语言感觉到他们的善意，

而不是虚伪的应付，这是我对这次活动感觉最为动情的地方，我们忘我投入在

Armand 教授指导的活动里，不带任何偏见的与大家一起互动，只是心中会有一

个想法，那是一群人在一起的交流，没有那么多区别日本和中国人的心理角色，

当我以一个我们都是普通人的角色融入进这个群里时，我们所有的感觉都是：哈

哈，这个游戏太有意思了，这些朋友太有意思了，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

活动中，教授让我们自由的表达自己宣泄出来的所有消极的情绪，而用戏剧

来试图让我们心底里的那片阴霾消散。幸运的是我在这次的交流中，也真实的将

我心理几乎所有的从我的环境和我的家人带给我的一些关于日本的消极情绪释放

了出来，因为我一直觉得当年日本国对我们中国造成了伤害，那些无法抹去的事

实，那些看起来狰狞枯槁的骨骸，那些心底里还久久埋着伤痛的战争幸存者，我

能从生活中看到这些有时候无法无视的信息，还有童年时亲人坐在一起交流时长

辈们关于自己亲身经历的叙述。比起我们这些 80 后的人，他们生活的时代比我

们艰难，但是在他们困苦的岁月中，他们带着伤痛依然积极的活着，而且活的很

好，这一点，我非常敬佩他们，他们也没有带给我仇恨，而是坚强与包容。而就

是这些精神才让我欣然参加这次活动，才让我认识了很多生命中珍贵的日本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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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希望不久之后能够再和他们见面。

最后一天的在南京燕子矶纪念仪式在我记忆里非常深刻，大家带着的是对这

段历史的反思和忏悔站在了燕子矶大屠杀纪念碑旁，当我和一位日本朋友跪在纪

念碑前一起俯身向遇难者们献上一束花的时候，我感觉那一刻那超越国界的情感

才是最真实的，也是最打动我的，一万个鞠躬不足贵，贵在心中真正能理解那段

历史。在以后我们以后个人的生活中让这想法开花结果，努力不再让这种悲剧再

次发生。

最后的告别带来的总是情绪上的点点失落，和朋友的道别后走在回去的路上，

心中带着一丝不舍，有了你们我多了一个重新看世界的窗口，这些天和你们在一

起，受益良多，这件事我理解了。

我心中不禁在呐喊：理解万岁。不是单单理解侵略与屠杀，也不只是灾难与

复仇。若是人类只有这两种感情，我想这几百万年的文明是不会存在的。理解的

是我们是人。以人的理智和情感还不能理解这段历史，那我们还有存在的必要么？

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洞彻如明镜。

３

南京记忆 2011　10 月 5-8 日

陈韵（Sana）

参加工作坊之前，思考我和中日战争南京大屠杀的关系时，我才发现，可能

是因为与战争的关系很远，脑海中浮起的有：钓鱼台的主权问题、网上流传抵制

日货的倡议、大地震引发的灾难时人们的态度⋯⋯发现自己对一个国家的态度和

情绪，基本上受着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影响，对日本国家发生的事情，很难以一

种中立的态度对待。一方面，我觉得我应该从受害者的角度来产生同感，这与我

所从事的服务弱势群体的工作价值观一致；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不能公开表达这

种同情，因为能感受到大家内心汹涌的愤怒。直面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觉得沉

沉的无法挣脱的是，这件事的符号化意义，我是中国人的一份子，我的同胞曾经

历的苦难，我的国家蒙受耻辱，我不能说一句“这与我无关”。



276

第一次的中日双方两张椅子的时候，听着日方说，他们对改变自己的政府感

到无能为力的时候，说他们不能做什么的时候，我的内心涌出了一种愤怒，他们

怎么可以说一句自己对政府无能为力就放弃了呢，为什么他们不想一想自己可以

做些什么，也许只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更多的日本人知道南京大屠杀的

事实，或许只是让其他人知道这个工作坊，推荐他们来参与。现在记忆那时候的

想法，终于明白其实内心希望他们不仅仅是口头上的道歉，我们需要行动！我也

不希望一直沉浸在仇恨的情绪里面，我渴望找到改变和解决的办法。

在工作坊的和解部分，我觉得我说出一直以来都很想说的“我原谅你”，因

为我感觉到对方的真诚，虽然我同时感觉到背后的沉默。说完之后我一直惴惴不

安，我是不是没有这个资格说原谅，我是不是背叛了大家。可是我知道，这是我

很想很想对参加这个工作坊的日本朋友说的话，他们为了这些并不是自己犯下的

罪行来道歉了，连我这个离战争很远的属于受害国家的人都希望卸下南京大屠杀

的包袱，渴望轻松地往前走，相信作为加害者的一方，更加渴望。看着他们一次

又一次地流泪和自我反省，似乎有颗种子已经埋在土里，未来有一天它会破土而

出，带着这颗种子上路，他们一样可能也已经不一样了。

尤其历史事实无法改变，到今天，能够改变的只是人的想法和当下的做法，

而更重要的是未来的方向。

回来之后，我以为我会可以比较轻松地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有关资料，但是我

发现似乎内心有个声音无声地劝止我深入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例如知道里面发

生的故事，似乎是觉得更仔细地了解事件的详情并不会有助于我更好地处理对这

件事情的感觉和情绪。尤其是和日本的 Playbacker 再沟通联系的时候，内心有个

声音说，其实你可以放下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仅是如其他你希望结交的朋友一样，

只是实现一个人和人相知所以希望相交的纯粹愿望。我对自己这种反应有些不确

定，是我对还没有找到方法面对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的逃避，还是我不希望停留在

痛苦当中，所以想放下了这件事，继续前行？

但是我回来之后，看着我们每天的电视，隔三差五就播放抗日的战争片，正

面战场的，谍战的，“日本鬼子”、“小萝卜头”、“侵略者”的标签不绝于耳，

我的表妹生于 90 后，她对日本人的厌恶甚至憎恨让我意想不到，包括报读本科

专业坚决不读日语（掌握日语对将来工作很有帮助），不进日本公司，不看日本

电影，听到日本的时候一脸“不要跟我提日本”的表情等等。战争之于他们相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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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稍微年长的人来说，更是遥远的事情，而随着幸存者的去世，我倒不觉得这

段历史和伤痛会随之淡化和消失，反而可能因为人们的害怕忘记而牢牢记住，一

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来，世世代代地传下去。当人们带着刻板印象仅从一个面向去

看待南京大屠杀，去看待日本这个民族，会扼杀了人们去探索其他角度的愿望。

因此我看到，更早地为接近这段历史的人们参与到工作坊来的重要性，当人

还在感到痛苦和憎恨，而且不愿离开这些感觉，因为他们还停留在过去，没有走

到现在，所以过去的经验切断了他们感受当下的触角，拒绝了解身边实在发生的

事情，虽然表面上他们和一般人一样。通过戏剧这种有距离的也贴近的方式，可

以帮助负载痛苦的人们，重新接触伤痛的部分，可以有他人保护和支持的情况下

感受痛苦，可以安心地表达情绪，也有治疗师在引导他自己去寻找属于他自己的

处理伤口，继续前行的方法。只有他们真正原谅了，伤痛才不会继续流传下去，

后人也不必背负伤痛，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挣扎。

作为 Playback 演员以及对戏剧治疗感兴趣的缘故，我也不仅仅用参加者的角

度去感受，所以有几点思考。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其中一点不同在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中国，我们

从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个人的荣辱与集体紧密相连，即便不是每时每刻都会用

这种思维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也会在大是大非，像南京大屠杀，中日关系等这些

事件上，把自己与国家、政府捆绑一起。例如，在讨论国家之间的问题时，会用

“我们”而不是“我”，会表达国家的或者是大部分人的意见而不是自己的，因

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的利益，一切以国家的荣辱为先，个

人的感受和观点不应该被强调。所以在两国人民聚集的时候，尤其关于南京大屠

杀这样的议题，我如何能表达自己的观点，自然字字句句不离集体的观点，客观

的角度。我们 Playback 的演员更容易从个人的角度谈感受和观点，一方面是因为

我们有演员对于舞台和现实的区分训练，另一方面也是我们更有敏感度去理解和

接收到治疗师的意向，但当我们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难免经历挣扎和不确定。

因此我有听到一些声音说即使我因为参加了这个活动改变了看法，都改变不了其

他人的看法。我觉得说这句话人都在无意识地把自己和群体一体化，忽略自己已

经发生的转化的重要性，日本的参与者的无力感也是来自于此。

所以我在想，也许在工作坊中有一部分帮助参加者从集体中暂时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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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家摆脱集体思想，内观一下个人的需要。我留意到工作坊有要求参与者区分

国家和个人思想的引导，但也可能有语音的沟通问题，使引导的力量削弱了。我

觉得翻译的作用可以再大一些，他们不仅仅进行意思的传递，甚至可以在感觉到

参与者有理解偏差的时候，提供一些解释和引导。

集体主义的影响不仅让我们把集体的思想和个人的思想混合在一起无法区

分，也让我们渐渐形成不懂得不习惯表达感觉和情绪的说话方式，也没有一种教

育帮助我们区分情绪的词汇，和鼓励我们表达情绪。因此很多人都分辨不清哪些

是描述感觉的词汇。有时候以为自己说“我觉得⋯⋯”“我感觉⋯⋯”就是在说

感觉，但是其实接下来的内容却是事情的描述或者是一种看法或者判断。所以需

要更多的帮助例如示范、辨别，来让参加者明白自己在表达的是感觉还是想法。

虽然存在以上的障碍，戏剧的手法仍然创造了一个空间，试图去冲破这些思

想的障碍，也成功地打开了缺口，使一些情感得以流露，工作坊已经完结，反而

带来更多的思考和延伸，发现还有很多可以深入探讨的地方。我明白这样的主题

并非一次工作坊能够解决，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打开清洗掩埋，再打开清洗掩埋。

Playbackers 的示范促进了参与者更快地明白治疗师的意思和投入角色之中，

也推进了治疗的步伐。有意思的是，Playbackers 同时作为参与者和表演者的身份

拉近了和其他参与者的距离，但会后有声音说“我不是演员，没有你们做得那么

好”，潜台词似乎是“我担心自己演得不好被人笑话”“担心自己被评论”，可

能只是客气的说话，但也提醒我要学习进步的地方是在与其他参加者演对手的时

候，如何更不着痕迹地和对方一起进入戏剧世界而不会给对方造成压力。

参与工作坊，让我有机会经历了一次短而完整的戏剧治疗，我对其中对立的

椅子、翠翠老师的心理剧印象十分深刻，尤其结合阅读《Acting For Real》的描述，

使我对其中的一些环节的理解深入，即使我并不是“主角”我都能感受到当心理

分析经过抽丝剥茧提取重点再以具象的形式展现出来，顿时打开异常丰富的面向，

一下子脉络清晰。再一次如我初接触 Playback 的惊艳，一切的积累仿佛为了这一

刻遇到戏剧治疗，让我找到自己的专业方向。

HWH 其实归于心理治疗的范畴，或许在和中方主办单位沟通的过程中，让

他们对戏剧治疗的目的、方法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例如邀请心理学方面的老师

参与到工作坊，可能会对推动以后这个项目在南京的发展和本土化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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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记忆南京 2011

立命馆大学应用人间科学研究科

对人援助领域硕士课程 1年级　董石

这次我作为立命馆大学的留学生，以日方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今年【记忆南

京 2011】的研讨会。短短的 4 天的研讨会，对我来说将是终身难忘的记忆。

灾难后，战争后的心理创伤治疗，在这个多变的社会自然环境中，其重要性

是不言而喻的。今年 3 月的东日本大地震，地震，海啸，核辐射给灾区人民带来

的影响是空前的。在整个灾后重建的过程中，灾后心理创伤的治疗，也是十分重

要的一个环节。新闻报道中屡屡出现的令人心痛的画面，其中不仅是家园遭到破

坏，人们的生命受到威胁。那些在废墟中寻找自己亲人的画面，那些由于辐射而

无法正常出行只能在家中无奈的等待的画面，那些由于失去了家园，集体集中在

避难所生活的画面⋯⋯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这些人们没有收到肉体上

的伤害，但是从他们的表情中，从他们的话语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他们心里收

到的伤害。2008 年的中国四川大地震，也是同样的场景。这两次灾难，让我最

直观地感受到了灾难后，战争后心理创伤治疗的重要性。如何让那些在灾难中，

战争中受到伤害的人们从阴影中走出来，并且让这种创伤不会世代延续下去，正

是心理学研究，及这次研讨会的意义所在。

这次【记忆南京】研讨会，是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运用美国 CIIS 大

学阿曼德教授的“play back”的心理创伤治疗疗法，以一人一故事剧场的模式，

通过内心感受的描述，及将描述的内容以演剧的形式反馈的形式来展开的。村本

教授说这是一次新的尝试。就我个人而言，至今为止的学习中，简单地接触过类

似的”drama therapy”疗法，但是“play back”还是第一次接触到。坦白地说，

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疗法到底是以什么样的理论作为依据，能达到怎样的

效果。但是随着研讨会的深入，我似乎渐渐的体会到了其中的真谛。首先，将内

心的感受通过语言描述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将内心的痛苦得以抒发的一个很好

的途径。

然后听者感同身受，通过无声的演剧的形式表达出来，加以反馈。当自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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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痛苦，能够得到别人的理解，并且被很形象地反馈出来的时候所感受到的被

社会的接纳，被社会的认可，也许真是这个疗法的核心所在。我本人也自愿地作

为实验对象，体验了一次“play back”。我想把我当时的感受描述出来。当我坐

在前面，面对下面三四十人的听众的时候，我的内心并没有任何的波动，非常平

静。然后我开始讲述我的故事，作为一名留学生来到日本，当日本人说中国不好

的时候，我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极力维护我的祖国，另一方面，我自己也知

道他们说的不无道理。同样当我回到中国，身边的朋友说日本不好的时候，我知

道他们说的不对，想去为日本辩护，可是又因为我中国人的身份，经常无从开口。

我将我内心的矛盾通过语言表述出来的时候，我的心里起了波动，我感到一丝委

屈，有些激动，有些想落泪的冲动。当一人一故事剧团的朋友们将我的描述和感

受通过无声的演剧表达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欣慰他们很形象的描述出了我内

心的纠结，内心的挣扎，以及一些无奈。看完他们的表演，我很感动。感觉自己

内心所想的，原来不为人所知的，无形的，抽象的感受得到了理解。回日本后的

当天晚上，我又梦到自己回到了南京。

以上是我参加这次活动的一些感受，我想也许当时在场的，并且主动讲出自

己内心感受的朋友们也许也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当然，让我的内心得以安慰，能

够坦然面对接下来的生活的，不仅仅是彼时彼刻那一次的倾诉，那一次的反馈。

整个四天的活动，这四天的融洽的，和谐的氛围，以及中日年轻一代对和平的向

往，相互的理解，坦然地面对彼此，积极地想要为中日历史问题的和解做出努力

的态度，也深深地打动了我。

作为一个在日留学的中国人，我应该积极做好中日沟通的桥梁，为中日的和

平友好做出自己的贡献。

５

参加南京研讨会感想（翻译）

藤原慎太郎

我参加南京研讨会的契机是来自于想知道战争会给人带来什么影响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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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给我这种心情的就是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爷爷。他本身和南京没有什么直接

关系，但因为出兵中国东北，战后曾经被扣留在西伯利亚。他被扣留时也正好是

和现在的我差不多的年纪。正因如此，现在我想重新审视战争到底给我们带来了

什么。

在参加研讨会的过程中，我感受最最强烈的是，对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日

本人和中国人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感情。这简直超乎我的想象。

记忆到目前为止所学的战争知识，发现大多都是从日本受害的角度学习的。

都是和战争后期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冲绳岛上和美军的战斗、广岛·长崎的原子

弹攻击等日本受害相关的知识，总是听到爷爷被扣留在西伯利亚、日本受害也非

常严重之类的消息。然而，有关日本侵略他国、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日军恶行，

即便从教科书上得知一些，却也缺乏对于日本人戕害他国、给当地人们所带来恶

劣影响的深入思考。我的兴趣点“战争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主要就是要考虑

战争受害者的想法。而且，到目前为止，思考与我经历完全不同的人对于战争的

想法与感情的机会，也绝不是那么多。

在决定参加南京研讨会之后，就开始阅读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资料。并且，

得益于研讨会而由机会直面拥有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们。战争具有加害和被害两方

面，而且加害国和被害国各自对于战争的理解和处理方法是很不一样的。更何况，

即便是同一国家的人，其被害和加害的程度及影响也因地域和个人而大不相同。

战争体验绝不是什么可喜的事情，所以很难使人们与他人分享。因此，接触到其

他人对于战争究竟有怎样的思考过程并将之吐露的机会是非常少的。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在此次南京研讨会上结识了那么多拥有不同背景的人，并且采用“戏剧

疗法”这种易于让人分享内心想法的的形式让我理解了他人对战争及南京大屠杀

的感情，对我来说是意义深远的经历。

如果把历史问题视为禁忌而置之不理的话大概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分歧。即便

不置之不理，也不是迅速就能解决的简单事情。所以，或许就如这次研讨会上所

展示的那样，通过小组的形式尝试理解中日两国不同人的感情是中日双方相互理

解的契机吧。但是，我认为这作为契机是足够了，而如何以这契机为起点进行更

深入地展开行动，确是今后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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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为了东亚和平（翻译）

洪里奈

在参与研究“南京事件”这一课题期间，我一直为“价值认同感”这一问题

烦恼不已。一直在想：在工作坊活动中，我该站在那边呢？我来到这个工作坊是

否合适呢？

看到我这样，阿尔曼德先生关切地对我说：“请不要当隐形人。”先生的提

醒是我意识到，至今为止，我的确一直心安理得的做着“隐形人”。

3 年前，我第一次参加立命馆大学的工作坊活动。自那以来，我一直想用自

己的方式参与这个活动。但是，一旦涉及到中日问题，我一直把自己当作隐形人，

以此回避中日间的问题。但是在工作坊期间，阿尔曼德氏给了我空间，让我真实

地感到存在于工作坊里。与此同时，我又必须直面既不是局外人也不是隐形人的

问题。这一来，令我更加不安了。

作为韩国人，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在日朝鲜人的后代，如今又生活在日本的

人⋯，我既不能完全成为旁观者，也不能“谢罪”，为此，在整个工作坊活动期

间，我只好既不站在中国立场，也不站在日本的立场了。

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因为阿尔曼德氏给予我的就是这样一种“摇摆的

空间”。在追悼会上，阿尔曼德氏和朋友们来到我身旁，支持着我，使我十份欣

慰地感到摇摆的立场也可以的，使我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在摇摆的立场中，我感受到无论是受害者的后代，还是加害者的后代，都表

现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凉。这是工作坊参与者共同的感受，这种感受超越了语言

和文化的隔阂。

我又有日本人的认同感，又有家人是受害者的记忆，在此夹缝间，我必然是

要摇摆下去的。不过，我想总有一天，我会从这种矛盾中解脱出来站在某一边的。

本次工作坊的成果，也许还不能立刻确定。但我想工作坊的每位参与者，今

后一定会将在南京感悟到的一切，付诸于行动的。

在本次工作坊中，我和参与者结交了宝贵的友情。我发誓要继续保持这种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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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并在下次工作坊开始之前好好学习中文，将工作坊活动不断延续下去，并以

此为东亚和平不断取得进步。

７

记忆南京 2011

鸣去剑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毗邻甚近。曾几何时，日本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文化。

其中阿倍仲麻吕尤其突出，不仅学识渊博，才华超人，而且感情丰富，性格豪爽，

是一位天才诗人。他和唐代著名诗人名士，如李白、王维等人都有密切交往。天

宝 12 年 (753 年 )，仲麻吕归国时，传闻他在海上遇难。李白听了十分悲痛，挥

泪写下了《哭晁卿衡》的著名诗篇：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

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诗人把仲麻吕比作洁白如碧的明月，把他的死，比

作明月沉碧海。因为是明月沉碧海，所以天愁人哭，万里长空的白云，刹时间也

变得灰暗阴沉，一片愁色笼罩着天地人间。诗中感情充沛，深刻表达了两人的诚

挚友谊，成为中日友谊史上传诵千年的不朽名作。仲麻吕回到长安后看到李白为

他写的诗，百感交集，当即写下了著名诗篇《望乡》：卅年长安住，归不到蓬壶。

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魂兮归来了，感君痛苦吾。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

由此可见中日友好的关系早在唐代初露端倪。

到了近代，由于在日本军国主义所倡导的“大陆政策”的影响下日本发动两

次侵略中国的战争。分别为：1895 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和 1937-1945 年的中日第二

次战争。尤其是在 1937 年 12 月 13 日到 1938 年间日本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

南京大屠杀，致使中国无辜军民死亡几十万人，给当地的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

从抗战后到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不断抛出很多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言论并且多次参

拜靖国神社。他们的言论以及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迅速发展，

造成民众在心灵留下很多的创伤。值得欣慰的是日本的友好人士多次对此表示道

歉，并且学生、老师、民间的团体等日本友人多次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来参观访

问对日本军国主义所发生的行为表示道歉，这些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必将为推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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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友好起到促进作用。

本次活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日两国的新一代青年在一起友好交流，对于

关心的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大家纷纷表示：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携手并进，

为和平而努力！历史已经过去，我们不要再沉迷于历史的悲伤之中，应该勇敢的

面向现实，为中日的友好而努力！

８

记忆南京 2011

黄志敏

弯下腰的那一刻，脑子里边一片空白，只会不住的说“对不起，Sorry，请

原谅我吧！”这还只是没有预设的情况。如果背负着来自于历史的创痕，那么要

弯下腰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听在场的孩子们说他们记忆中关于那场战争的印象，不少人已经逐渐淡去了。

这多少让我有些愕然。可那一瞬间，转过念头，才发现，这也是件好事。谁说反

思一定要是沉重的？谁说一定要抱着“你必然应该将血债偿还”的心态来参加这

样的会议？但这么说了，更重要的是一直沿着汉娜阿伦特的路一直走下去：什么

是极权主义的起源？我们如何避免极权主义的发生？

是谁给了你施暴的勇气和动力？！

Armand 的具体意思我不是很懂，但是他说的一句话启迪了我：如果愤恨和

不满没有得到发泄，那么他们某一天还会再来。佛相信这些负面情绪是可以消弭

于无形的，前提是人的修为要达到足够的境地。放下，舍得，如果不能将心中的

恼怒放下，那么前进是不可能的。

姜文曾经说过，自己在日本放《鬼子来了》的时候，看到眼前文质彬彬，谦

逊有礼的日本青年，实在无法将其联系上那些在中国战场上杀人如麻的魔鬼们联

系在一起。可是随着与日本人交往的次数增加，对他们了解愈深，脑中这两个图

画反而慢慢重合起来。这是多么可怖的一件事。

今天，据说日本的孩子们身上还多多少少有美治时期的不自信。政府依然不

能开诚布公。专制主义的幽灵在这片土地依然蔓延。甚至一个核电站爆炸都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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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迷惑不堪。这让我担心这个国家的未来。一个社会，只有不断的解放身上的桎

梏，才能一次又一次的超越自己。

每个社会，都像“寂静的无知山谷”，总有“先知”和用于担当的人。可是，

这样的人是否足够多？站前，日本也有过一个很有希望的政府（就像清末的政府），

但是经济大萧条的冲击让已经激化矛盾了的社会终于选择了军政府。以史为鉴，

不是要为了道歉，那太矫情，而是要认清极权主义的产生和暴力的复辟。当我们

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暴力奴役和侵害，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大声维护并义无反顾的

站出来维护其他的个人。

从这个意义上，让日本民众了解不单是重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９

国际研讨会“记忆南京 2011”感想文（翻译）

立命馆大学研究生院应用人间科学研究科

硕士课程 1年级　川崎宏祐

在写研讨会报告的此时此刻，突然发现我是连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的平静。

在日军曾经犯下大屠杀暴行的南京之所见、所闻、所感，已全都牢记在我心。从

内心里感觉能够参加此次研讨会真是件幸运的事情。

但是记忆在南京度过的每一天，绝非都是快乐的事情。通过这 4 天的工作坊，

我们听取了中日双方参加者的想法和大屠杀幸存者当时的经历。战争的悲惨、对

日本的愤怒、对中国的谢罪、对和平的衷心向往——各种各样的感情都在现场迸

发，我被那些感情压得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作为日本人，该如何直面南京大

屠杀的历史？”“作为日本人，该如何面对中国人？”这些问题时常缠绕着作为

“日本人”的我的生活方式和行动方式。这些问题非常困难，现在也没有找出答

案。今后确实还有继续思考的必要。

参加工作坊感到最悲痛的是在第 2 天的日中对话时。各种感情喷薄而出，对

于中国的谢罪要求，最终形成了日方不停谢罪的场景。我被平时根本就连想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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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想的“日本人”意识所困扰，又加上深刻认识到自己对于日中历史是那么无知，

一种无能为力之感充满全身。而且我也对日方向中国不停谢罪的场景持有不适的

感觉。我对认为这种谢罪无济于事的自己产生厌恶，甚至都怀疑自己是否有参加

这研讨会的资格。结果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该怎么做才好，这对我自己来说是

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研讨会第 4 天，我们来到燕子矶纪念碑进行悼念活动，我清楚记得面对纪念

碑时，那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觉一下子平静下来了。天气非常晴朗，让人根本

无法想到在如此静寂、如此安详的地方曾经发生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环顾四周，

都是我们研讨会的参加人员。这当然是理所当然，但正是这种理所当然拯救了我。

这是因为虽然日本和中国的背景各不相同，但我们这些衷心祈求和平的人都聚在

这里这一不争的事实。仿佛一下子看见了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心情也逐渐地

平和轻松起来。我想抛弃自己心中的偏见和纠结，首先从直面中国人、接受他们

的想法开始。至此，我终于有种站到了起跑线上的感觉。

我重新审视作为日本人的自己的存在方式。首先就是有责任认真学习中日两

国历史。我认为包括我在内，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肯定非常多。而且日本人当中，

单凭大众传媒的报道而决定对中国印象的人肯定也不在少数。在日常生活中也根

本没有想到现在仍还有人因过去日本犯下的罪行而受苦受难。所以我觉得认清这

些事实，接受他们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

再次，要承担作为日本人的责任，而且也想对自己是个日本人而心存骄傲。

看到我写的“骄傲”二字，大概会有很多人赞成很多人反对吧。的确，日本对中

国的所作所为绝不是可以轻易原谅的，那是甚至让人怀疑他们还是不是人的残酷

无情的罪行。然而我只是偶然出生在有这段不光彩历史的日本并生活到现在。正

是因为我想对能够面对过去中日历史的自己加以肯定，所以使用了“骄傲”一词。

既然想持有“骄傲”之情，那也就必须担负责任。实话实说，我现在虽还不知道

该以何种形式尽到自己作为日本人的责任，但肯定会找到一种恰当的方式和形式。

或许学习中日历史、不断思考和平的姿态恰恰应该就是担负责任的第 1 步吧。

这 4 天，是既有直面自我，也有深感彼此间紧密共存关系的 4 天。所有参加

人员分享各自的想法和感觉。虽然有很多泪水，但也有多得多的欢笑。虽有语言

上的障碍，但我们也为了突破这种障碍达到相互理解而进行了很多谈话。研讨

会之外，我们还一起去喝酒，还有最后一天晚上在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边喝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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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而我也从中国朋友那里得到了“最好的朋友”的评价。这 4 天真的是我

一生不会忘记的非常幸福的时光。

我参加此次研讨会的理由之一，是想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告诉我这种

关系的人就是有战时来到中国经历的爷爷。当时的爷爷是作为卫生兵来到中国湖

北省。战争结束后他有一段时间留在中国。爷爷告诉我，他留在中国时，中国人

对他是非常友好的。这也许是爷爷心中谁都不能诉说的故事吧。但是，从爷爷的

故事中，我想接受“无论是在怎样严酷的时代都可以和他人建立良好关系”这一

观点和事实。在此次研讨会中，我也的确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联。

从政治形势来看，当下的日中关系绝不能说是良好。在两国中都有发布负面

消息的新闻机构、并有通过负面消息来认定对方国家和人民品质的错误倾向。这

是必须改变并且是可以改变的事情。我想采取一种不为既成观念干扰、在重大问

题上自己决断的态度。

我现在也是刚刚开始思考作为日本人的自己的存在方式。与此同时，我认为

很有必要向周围的人讲述我在南京的体验。无论多么深重的苦难都会被超越，都

能建立起人与人相互间的良好关系。我将会不忘初衷、不负我心继续努力。如果

不是参加此次研讨会，大概也就不会有我现在对中日历史与和平、对自我存在方

式的深入思考吧。为我创造此次机会的以村本老师为首的各位老师、各位剧团的

朋友、中日双方的参加者、一直支持我的所有人，衷心地谢谢你们。

10

国际研讨会“记忆南京 2011”感想文

黙崛

我是参加此次活动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一年级

学生黙崛。

能在 5 日至 8 日四天间参加 HWH 工作坊的过程中认识老师真是一件幸事。

并能和老师就历史问题进行探讨，真是非常感谢。

在这次活动刚开始时，我坚信自己肯定会坚定地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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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由于 Armand 先生的力量吧，我发现我错了，真没有像自己一开始想象得

那样能够坚定地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也正由于此，我开始考虑各种复杂的可能性

了。说真的，此次 HWH 工作坊活动真得改变了我对中日历史问题的思考角度。

（1）HWH 一开始，我是坚定地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的。这自不待言。说真的，

当我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时，听到剧团的人和参加的日方学生说“在参加活动之前，

我们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后，对于日本对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暧昧态度、对

于日本在历史和现今的行为真是感到非常理所当然的愤怒和不满。对于日本的谢

罪感到再理所当然不过了。

但是，虽说对于日方的道歉感到理所当然，却总是不敢直视前来参加活动的

日方同学的感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犯下残暴战争罪行的是那些

奉行军国主义的父辈们，包括老师在内的所有参加此次活动的日方朋友都和战争、

南京大屠杀没有直接关系，他们正是为了了解真相、向中国表示友好才来到中国

的。就连罪犯的孩子不也得在伦理和法理上给予平等对待吗？更不要说距离战争

过去已经两三代、对中国非常友好的日本年轻人了。

同时，作为中国人的我也有一点是不得不承认的。那就是就像参加此次活动

的某位日本老师在三藩市的遭遇一样，很多人对“对中国友好和不友好的日方朋

友”无差别对待，认为应该在伦理上给予审判的人很多，在处理历史问题上的感

情不够冷静。也可以说，除却像我们这样的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和专门研究历史的

学生来说，绝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而且，就在此次活动中时不时成为激烈争议的“谢罪”问题，我回来之后也

和朋友及其他学部的学生有过交谈（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小调查吧）。当然这个小

调查的范围非常有限，但也有某种程度上的代表性。在这个小调查中，基本上都

只知道田中角荣首相曾经谢过罪，认为“日本没有谢罪”的人还是很多的（即“田

中首相谢过罪≠日本谢罪”）。但当我跟他们介绍一下此次 HWH 活动的宗旨

和现场情况时，他们有些人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理性了一些，认为“中国真正愤怒

的是日本对于历史的态度，并不是真正需要他们跪着谢罪”（需要说明的是，中

国的“跪”不同于日本的“跪“，中国的“跪”是一种最高形式的谢罪方式——

汉译版本注）。我想这也许是两国没有真正交流和理解的原因吧。

为什么？是对中方年轻人的教育上有问题吗？中国人或者说中方真正想要的

是什么呢？对历史的承认？日本的实际行动？或是无尊严的谢罪？还是把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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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关系的日本人置于被审判的立场、要他们进行毫无尊严的谢罪？日方的年轻

学生们真有那样谢罪的必要吗？

而且，与其把对方置于被审判的境地、时不时地揭开历史伤口互相伤害，难

道互相正视历史事实、牢记历史，基于历史之残酷和悲剧性共同努力下去不是更

好更实际一些吗？而且那样互相伤害是否符合人道精神也应该是一个值得深度探

讨的问题吧。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认真地重新想一下这些事情，作为中国人的

我也是一脸迷茫。

顺便提一下，上面提到的那个小调查也在某种程度上给我提出来一个政治学

问题。那就是“像日本这样，议院内阁制中的内阁总理大臣究竟能不能代表国家

全体？难道总理大臣以政府名义进行的谢罪最终也只能是个人行为吗？为了息中

方的怒难道每位内阁总理大臣都必须谢罪吗？”（毕竟我不是政治学专业的学生，

所以这样的问题可能很可笑。但我认为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一个现在就现

实存在于两国关系中的问题）

（2）如果站在日方青年的立场上来看的话，我更感到痛苦和悲伤。我真认

为此次来到南京的日方年轻人真得很可怜。姑且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身

份一换吧。“我”真的和战争毫无关联，犯下如此残酷罪行的人是我们的父辈，

而我却要代替父辈来谢罪。同样是年轻人的“我”真得能背负如此沉重的历史负

担吗？或许我是为了“父债子还”的伦理规范而来的？“我”作为日本年轻人真

得非常痛苦。“我”作为个人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了，即便想改变政府不也是只能

动用手中那仅有的投票权吗？“我”作为个人，真得背负不起那么重的历史包袱

和痛苦。“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想在今后的人生中带着心理上的阴影走下

去。历史责任对于个人来说太沉重了。

但是，这样转换立场的话，我就又不敢面对在场的中国人的眼睛了，无法面

对中国人眼里的愤怒。更为可怕的是，虽然我们 HWH 的宗旨是尝试和解，但

如果站在日方立场说点儿话的话很有可能被冠以叛徒的罪名。这更是我个人无法

承担起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第二天的活动中自始至终没有勇气站到对方椅子后

边的原因。

同时，我又尽可能得尝试站在中立立场上过。我尝试过，但失败了。因为中

方的思维方式已经内化至我身内，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Armand 先生尝试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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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单位为中心进行行动的尝试，的确给我带来了一点尝试的灵感，但是不知

不觉中就被国家共同体的思维给禁锢住了。

（3）昨天，我和参加过此次活动的朋友一起通过电脑聊天时，有位中方历

史系的学生提出“在中国历史上进行过残酷屠杀的侵入敌非常多，但为什么偏偏

抓住日本不放呢？”。的确出现了非常多的说法。但以我来看，可能是中方的心

理上也出现了某些问题吧。

国交正常化以来，中方一直是坚持“面向未来”的立场发展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但是，自 80 年代，日本右翼势力抛出“南京大屠杀是虚夸的，非真实也”的言论，

这严重地刺激了中方的国民。所以对于中方来说，事关历史问题是必须搞明白的，

是和日方右翼势力的言论必须“说道说道的”。同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日

本是中国的“朝贡国”，对日本方面一直使用带有蔑称意味的“小日本儿”。特

别是汉语中的“小”有不值一提的轻视的意味。但是，近代以来特别是太平洋战

争后，日本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强国，这使得中国人心里上对于现实状态有种

无法越过的纠结 ?

（3）再有一点是关于自己的工作的。此次活动我是同时以现场翻译和参加

者的双重身份参加的。以前做过不少翻译，但是像这次感受到如此大压力和如此

紧张的经验还真没有过。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太过于敏感了，如果因为自己的某些

翻译错误而导致本来是为了和解的活动产生争论和吵架，实在是我担负不起的重

大责任。

该怎么办呢？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是为了寻求和解来参加 HWH 的，我

自己却深深地陷入两难境地而不能自拔。该如何做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以上的

感想完全没有什么逻辑，一团混乱。给您带来的阅读上的困难与麻烦实在是抱歉

不已。

或许，陷入两难境地也是一种幸运的事情吧。虽然自身是日语语言文学专业

的学生，但现在同感到自己此前的认识实在是过于肤浅了。以此次活动之经验为

契机深入思考中日两国关系、消除两国间误解实在是一种重大的责任。这正是中

文所言“任重而道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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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记忆南京 2011 感想文

刘忠良

两年前，我参加了“记忆南京 2009”的活动。那次活动之后，心里有很多感想，

后来也时常思考战争心理创伤与中日和解的问题。在得知 2011 年“记忆南京”

的活动要再次举行后，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想再次和中日双方的朋友交流看法的愿

望。这次活动中，虽然时间有限，但也还是在尽可能地和日本来的老师、学生的

交谈中获得了很多新的感触。但是，两年来积累的以及这次活动的到的感触太多，

它们缠绕在心中，尽管让我感觉到似乎明白了什么，可还是找不到一个头绪，也

许我还是需要更多一点的时间来处理这些感触吧。

两年前的活动及其以前，我很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中日战争问题。虽然我

上大学时就想到了“民族心理”这个词，后来也知道张连红老师以及其他的南京

大屠杀的研究者进行了幸存者战争心理创伤及治疗的研究，但由于我并没有真正

接触过心理学，所以也没有过多的关注这一领域。但是两年前的活动以及之后我

自己的一些经历体验，让我逐渐体会到心理学的重要性，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我依

然没有去翻阅心理学的理论知识。

两年前的活动及以后，我了解了一些幸存者的心理，感觉他们其实很宽容，

这实在让我感到有些尴尬：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年轻人（数量、比重都是很大

的）都非常仇恨日本，“杀光日本人”这样的口号对他们来说是一点儿也不觉得

过分的，但真正经历过那场战争的幸存者却是这样一种宽容的心态。我们和我们

的先辈之间的交流，是不是太少了点儿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日本也是同样存在

的，这两次活动中我也听到了一些日本朋友所述说的战时士兵的故事，那些“加

害者”的真实想法与心理状态，大概大多数日本年轻人也都没能知道。我能感觉

到，这些故事中的“加害者”还有东西想让我们知道。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自己也在一些事情当中也成为了“受害者”或“加害

者”或者两者都有。以我自己对此的感受来看，我想我理解了曾给我们讲述自己

的故事的常大爷、夏奶奶的心情，不希望这种令人悲伤的事情发生，而且对“加

害者”，只要以往的事实得到承认，其实不会去指责、纠缠太多。这次活动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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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有一件事更让我如此认为，是和一个蒙古族的中国人交谈，他说：“曾经我们

为世界带来了灾难”，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便真的不再计较当年那段

历史了，以前心里存在的一些说不出来的感觉，也一刹那不存在了。这是参加工

作坊的影响还是常大爷、夏奶奶的影响抑或是人的本心就是如此，我现在还不能

确定，但我确实是不再计较了。也可能是夏奶奶说的，如果我们都说一样的话了

（我们有某一个共同点了），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加害者”的心理状态如何，他们忍受着怎样的心理折磨，这其实是我参加

这次活动最想知道的，大概也是由于一直在思考自己的问题的缘故吧。我以我自

己的想法来推断，如果在战争中做了不好的事情，对比战前的自己，大概他们也

是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吧。这种迷惑影响着那些人，或者说那一代日

本人的行为，例如有的参拜靖国神社，有的迷恋于以前的军装，这是认为自己是

好人的极端例子。也有的对自己的过去闭口不谈，这是认为自己是坏人的极端例

子。更多的是在不明白当中痛苦地生活着吧。其实这也影响了下一代日本人，从

参加活动的日本朋友的身上，我能感受到这种迷惑，对于一直敬重的祖辈做过的

坏事感到羞耻，也曾敏锐地感觉到祖辈心理上的异常等等。

如果可能我真的很想知道参加过那场战争的士兵们的心理状态是不是我所想

的这样的。因为如果“受害者”其实很宽容，而“加害者”又处于这种需要肯定

自己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的迷惑之中，这种情况下如果因为交流的问题而让双方

都处在心理折磨的状态，那就太遗憾了。更为遗憾的是两国下一代人不理解上一

代人的心情而自以为是，不仅使历史的创伤无法愈合，更有危及和平的危险。而

在这两次的活动中，常大爷和夏奶奶都对日本来的人说：“你们都是好人”，不

少人都流泪了，我想这些日本朋友的心中如果有那个不知善恶的结，也能打开了。

而更进一步，如果是战时的士兵能够听到这句话，那我想他们也不会再纠结于此

了。而这样的结果，也使得中日两国不管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代还是没有经历过战

争的后代，都回归正常的心理状态，这无疑是中日两国和平的又一大保障。

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受害者”的宽容有没有道理，“加害者”究竟是不是

真的是好人这样的问题了。我们汉文化圈对人性的理解是：“人之初，性本善”，

我想这可以作为解释了。而常大爷夏奶奶他们也有提到，是天皇的错，是日本政

府的错，不是日本人民的错。当然也有人认为天皇、日本政府就是日本人民的代

表，这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不管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是不是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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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们都不妨去思考一下，究竟是什么让“性本善”的人变成了“杀人的恶魔”。

其实我也不能确定我理解的就一定正确，但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去思考这些问题，

那就意味着我们肯定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活动期间很多很多的感触我想不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思考整理都是说不出来

的。但我想最接近于事实真相的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中日历史，以及那段历史中

的中日两国、两国人民以及个体，都是必需的。恰好在活动结束以后这段时间我

对人的本质有了一个自认为比较正确的认识，那就是人的本质，是所经历的历史

信息的组合结构。因此我认为，一个最接近于真实的历史，是研究一个人、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的前提。错误的历史认知下，两国是不可能实现和解的。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触没办法在短期内整理出来，先做这样的一个小结吧。

工作坊为我们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人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我想这是工作坊最

重要的意义所在。我们大概也不可能通过几次时间紧凑的交流就能够达到中日和

解的目标，希望中日两国朋友之间的交流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就如夏奶奶所说的

要是都说一样的话了就好了。

12

参加“记忆南京 2011“国际研讨会感想　（翻译）

立命馆大学研究生院应用人间科学研究科

临床心理学专业硕士课程　仲野沙也加

“来到南京，我切身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仇恨、痛苦和悲伤。但绝非只有这

些，还有当时温暖的，平和的氛围、以及大家的微笑和亲切，都已经深深刻在了

我的心里，绝不会忘记。而且我也一定会再次回到这个地方。”

工作坊的最后一天，说了以上的话。我含泪说这些话的时候，中国学生们注

视着我，倾听着我说的话，真诚地接受了这样的“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的故事，于是那五天我们聚在了一起。现在，我只要记忆每个人的脸庞，

就会有种想哭的感觉，他们教给我的太多太多了。在南京的 5 天是我生命中无可

替代的 5 天。



294

我参加此次工作坊的动机有 2 个。动机之 1 是进入研究生院之后，我了解到

战争的创伤会世代相传，而且战争给现在的我们的心灵也还带来深深的影响这一

事实。而且，我认为通过参加这次工作坊，也能够亲身体验和学习到在学校以及

历史课上没有教给我们的许多重要的东西。动机之 2 是听到村本老师说“中国学

生们对我说‘日本人很亲切呀，下次真想和日本的同学们好好聊聊’”，“我”

心中似乎有某种感情在涌动，我哭了。作一个“日本人”的“我”很想去中国看

一看。

我从很小就对“战争”一词持有很强的厌恶感。无论什么人都有“温暖”的

一面。而战争夺走了人们的“温暖”，使人变得冷酷无情。但这些是国家间的事

情⋯⋯。从很小开始，我就无法饶恕这样痛苦悲惨的事实。但是，因为从历史课

上学到的，以及从小就听说我外婆的兄弟和外公的父亲都在冲绳战死，所以那时

的我认为日本是“被害方”的意识要多于“加害方”。而使我这种意识得以改变

的是高中时读过的一本书。有关日本的战争加害，那本书中这样写道“参加中日

战争的父亲由于所怀有的加害者意识而产生心理阴影，而且那段历史深深地刻在

家庭中每个人的内心，所以每个人都得伴随着这些感情来面对自己的人生”。我

读了这本书，从中得知日本人所带来的非人道的暴力，真是非常震惊。作为日本

人的悲哀，以及“决不能饶恕”的憎恨在心中涌动。我把这本书作为“记起回忆

的物品”向大家作了介绍，并且带着这些来参加了工作坊。

但是，随着工作坊每天的进行，我心底的故事从我内心深处被记起。那是有

关爷爷的故事。爷爷是在我 4 岁时去世的，虽说有关爷爷的回忆非常少，但也还

是有些非常亲切和温暖的记忆。家里人对我说“你爷爷非常喜欢你哦，特别喜欢

牵着你的小手去银行，所以几乎每天都去银行的哦”，所以现在他也是我最喜欢

的爷爷。但是，爷爷也是一位以“想坐飞机而参加空军”为志向，励志成为士兵

的人。听说爷爷参加了太平洋战争，为没能加入到攻击珍珠港的特攻队而懊悔不

已。从家人那里听说的有关爷爷的战争经历，在爷爷加害和被害方面并不是很详

细。或许爷爷本身就没有对家人详细说过吧。爷爷当时通过专门培养士兵的学校

而参军，并且获得较高的地位，在战争中活着回来了。也正因为此，从国家领到

了很多钱。至于这笔钱具体是什么钱，我也不知道。但是，在爷爷去世之后奶奶

去世的时候，我从母亲那里得知这笔钱的存在。而且，还从爷爷奶奶的房间里发

现了有关回忆战争的物品。那是肯定那场战争的文章。记忆中最最喜欢的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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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那回忆战争的物品⋯⋯我真的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过去我认为爷爷是“因为

想坐飞机所以才参加的空军”。而且，也觉得一直会这么认为。我并没有把爷爷

的这件物什带到工作坊现场。但在工作坊现场，我感受到必需得接受爷爷是“战

争的加害者”这一事实。

面对着这个现实，我参加了一人一故事剧场。那时，听到中国人对于日本人

战争暴力的痛骂声、看到听着痛骂声的日本人，我被这压得喘不过气来，真真切

切地感受到自己是多么得无力，一种辛酸痛苦之情涌上心头。而且在我的背后还

有爷爷这段故事。看着被各种感情压到了崩溃边缘的我，村本老师给了我非常温

暖的关怀：“接受所有的感情、并且承认这些感情，一定会和你的下一步紧密相

连的”。真得非常感谢村本老师那温暖的话语、温暖的眼神，还有所有日方参加

者带给我的温暖。所以有这种温暖，我下定决心要在“一人一故事剧场”把我的

故事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在“一人一故事剧场”被演出后，我接受了我心理各

种各样感情的并存。我感受到了我的故事。通过这样的体验，我得以真正地面对

“我”自己，理解了各种各样的心情。而我只是不停地哭泣，但是大家还是努力

理解那样不停哭泣的我。这故事之后，“一人一故事剧场”的演员对我说“您告

诉我们的故事，我们一定不会忘记”；剧团里饰演我的演员也对我说“能够扮演

你，真是太好了”；中国的学生们能接受这样的我并过来拥抱我；亲切地握着我

的手等等—这一切都让我彻底接受了这样的“我”，并且让我有向前的勇气。而

且，我所感受到的一切以及人性的温暖，不仅是要在这个现场，更是要一直珍惜

下去。我想这一定会结出硕果的。

中国的学生们对我们真是太亲切了。他们对我们说“我不是战争的直接受害

者，虽然无法说什么，但是如果我现在原谅你能让你减轻痛苦的话，我愿意原谅

你”“不要成为你人生路上的包袱”“若掌握正确的知识，以一颗真诚之心面对

的话，就会共同接受这个历史事实”“我现在学习历史，正是为了不让历史重

演”⋯⋯等等非常非常多的温暖的话语。通过真挚的感情教给了我“同感”“和

解”“亲密”这些重要的东西。能够听到幸存者的证言也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幸存的老人对我们说道：“由于战争，我们失去了太多，也有太多的人受到伤害。

把这些告诉大家就是我作为幸存者的使命”“在当时还一点不懂事的我的身上发

生的事情我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我现在说的这些，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为

了整个社会、为了作为、、中国和日本的年轻人。”和幸存者对话时，幸存者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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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用非常温暖的目光看着当时只是痛苦地不停地哭着的我。看着那个作为“日

本学生”的“我”和我说话，非常亲切、真挚。

“谢罪”并不是终点。虽然中国和日本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和教育上的背景，

但真正意义上的“和解”“修复”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通过心的“感受”是实

现这种“和解”“修复”的非常重要的契机。战争带给我们的伤害直到现在还历

历在目。面对这种伤害，我们该怎样理解、该如何面对、该如何交流下去呢？不

能被冲走的心中必须要说的想法说出来、共同理解、分享⋯⋯然后再去思考。留

给我们的现实，以及今后要去构筑的未来，为了能让这些是积极健康的，哪怕只

有一点，我也希望朝着积极健康的一面去思考。我希望带着正确的知识以及真诚

的心，带着这次工作坊给我留下的无可替代的温情，在今后的临床心理学的学习

上，认认真真地去思考。

在工作坊里，我接受了自己新的故事。而且也在想是不是去世的爷爷把我引

到了南京。而且我要在心中不断培养这刚刚萌芽的故事，在接下来的生活中，认

认真真地，温情地对待每一天。

给我带来如此珍贵经历的是因为有主办这次研讨会的各位、Armand 先生、

笠井绫、剧团的各位成员以及村本老师、村川老师、金丸老师、小田老师、中国

的各位老师，而且还有参加研讨会的各位中国成员、支持我的日本成员。借此机

会我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13

参加“记忆南京 2011“国际研讨会感想　（翻译）

西顺子

继 2009 年之后，今年再次参加了该研讨会。因为上次参加时留下了“治愈

与和解修复将会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下去，我希望看到这一过程”这样一种想法，

所以这次也毫不犹豫的决定参加了。

通过上次的研讨会，我得到了这样一种自我认识：“我是日本人，我要承担

起作为日本人的责任。”这次研讨会又将会是怎样的体验呢。如同白纸一般，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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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地去看，去反映，去感受，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来参加这次研讨会的。

此次研讨会上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学生那认真的眼神，那强有力

的声音”。这次治疗历史创伤心理剧是通过设置了中国人的“椅子”和日本人的

“椅子”，来象征大家集体的声音的方式展开的。这一环节打破了彼此的禁忌，

表达出了最真实的感情，产生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对峙。

在这一环节的最后，全体日本人和全体中国人对面而立。那时，我站在最前

列，和中国的学生面对面，他们那认真的眼神、那强有力的声音给我留下了非常

深刻的印象。中国人所要求的是“理解”，是“希望你们给我们、给中国更多理

解”的呼声。对此，我自己也回答道“我想去更多地理解你们”。

参加上次研讨会我意识到“作为日本人的责任”是“明确日本是加害国的认

识和责任”。然而此次研讨会认识到的是“此时此刻，就在这个场合，和中国人

面对面、听取战争受害者子孙的声音的责任”，还有“我回答了‘想理解你们’

的责任”。每位年轻人的眼神和声音给我带来了压力。

在这最后的环节，我哭了。之后，中国学生们以明朗的笑容，鼓励我道“不

要哭”“You Can ！！”（你能行！）。我被他们那种向前进的顽强与坚强所激励。

在政治力量面前，我很微小，也很无力，我的确被这种无力感所压倒。但是，至

少我能做到的是去“理解”中国人们所处的状况和立场。

我从此次研讨会中获得了决不放弃的勇气。我不会忘记椅子（集体的声音）

的背后是一个一个公民的声音。为了和对面的人们联系起来，我自己也要带着作

为一名公民的求问意识一直走下去。并且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工作人员，去思考自

己能做些什么。

通过此次研讨会，我真切地认识到，“战争创伤的治疗以及和解的修复，在

于我们每个人的声音不被集体的声音所左右、埋没，而且每个人都要真诚地面对

自己、面对对方，对生命负责，坚强地生活下去”。

以埃尔曼德先生、张老师、笠井绫等为主的各位日方工作人员创造了让我有

如此深刻体验的机会，在这里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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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加南京工作坊之感想（翻译）

立命馆大学文学部 3年级

野间瑠璃

参加此次“记忆南京 2011”工作坊，我感受和思考最多的是“到底何谓日

本人？”也就是“我是日本人吗”的疑问和我内心“我是日本人”的身份认同，

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感觉。我平时生活在日本，思考自己到底是不是日本人的机会

几乎没有。当回答自己到底是哪国人、或者思考自己身份问题时首先该想到的是

“日本人”吗？这合适吗？—在这之前我从未这样思考过。我既没有过深入思考

“我是日本人”这一“事实”的机会，也从没有追究过我们是凭什么判断“我们

是日本人”、“到底何谓日本人”这些疑问。此次参加了让我重新思考自己身份

的工作坊，对“日本人”的身份是不是该那么轻易地认同产生了疑问。之所以这

么说，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日本人”了。出生并成长在日本就是“日

本人”了吗？或者说能把日语作为母语说的人就是“日本人”了吗？

在此次工作坊中，我首先对“日本人”的身份产生了疑问，但与此同时，工

作坊中也有让我切身认识到自己是“日本人”的事情。

首先是听取幸存者证言时。我一边听取幸存者那无法想象的悲惨遭遇，一边

尽可能地想象当时那种悲惨的场面。与此同时，我想到带来这些悲惨的正是日本

兵时，对日本人的行为深感“耻辱”。进而，在“中日对话”环节，又认同了日

本的主张，泪水止不住地流。我本身没有经历过战争。虽然我关系密切的亲戚中

有经历过战争的，但因为当时都是小孩子，他们也都是持有“被害者”立场的人

们，所以，我想他们“加害者”意识一定会比其他参加者更淡薄吧。我不知道在

听取受害者证言时、在开展对话时所流的泪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谁”的泪。

但是，我感受到前面所提到的“耻辱”“悲伤”本身，不正是由我自身对“日

本人”身份的认同而产生的么？对于时代完全不同、未曾亲身体验的战争中那些

完全不知姓名的“日本人”的行为，不正是我作为“日本人”而深感耻辱和悲伤

的么？这种感觉不正是在无意识中被日本人所接受和继承的么？

和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共同举办工作坊，分享从祖父母、父母那里继承来



299

第三部分　参与者１个评论

（无意识地）的悲伤、愤怒、耻辱，开始切身感受到我们都是被并未亲身经历过

的战争“亡灵”所折磨的同类。但在最后一天看到在燕子矶纪念碑前大声读出碑

文时的中国学生们，又感觉到他们是有点遥远的存在。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

了他们呢？我是真得能够和他们分担痛苦吗？我无法回答，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工作坊的几天，自己的心情处在不停的摇摆中，所以这份感想文的内容也就谈不

上什么总结。今后的人生肯定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迷惑和迷茫、纠结和疑问。但是，

不管怎样，我是不会忘记当我在工作坊中哭泣、悲伤时向我走来的朋友们的脸庞

和所带来的温暖。

我认为，当就某事物进行思考时，如何将其作为“自己的事情”进行思考非

常重要。现在我一想到日本的“加害行为”时，就想到了工作坊中韩国和中国朋

友们的脸庞。就战争、就“加害”思考时，忽然意识到将其和现在的自己一起思

考的情况多了起来。不过与此同时，我还是尽量做到客观地就事论事，这也是一

个事实。

我的专业是日本史，特别是主攻近代史，所以能有更多地机会接触日本的“加

害行为”，也由此对日本怀有厌恶感。不过我也想通过日本史的学习，对日本的

行为进行自我独立的思考以及清算，从内心喜欢上日本这个国家。工作坊第一天，

张老师在发言中提到“历史学的研究是实现‘和解’的手段”。我会以此为信条，

奉献一生来面对这如此沉重且重要的课题。

15

参加南京工作坊之感想（翻译）

立命館大学経済学部 3年级

菅原悠治

我前年參加過南京研討會，因此這次我關注的點來自前年參加研討會的感受。

一，南京研討會本身設定的目標現在進展如何，二是前年研討會結束時我感受到

的中日之間的溫度差。老實說，我很關心這兩個問題的進展，大概這就是我今年

參加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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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帶著這些疑問，這次我決定不讓自己像上次那樣停滯在茫然中不知所措，

所以一開始我是以輕鬆的心情開始參加第一天的工作坊。但我沒想到，看到第一

次接觸到的一人一故事的即興表演時，自己還是驚呆了。但後來隨著較長的即興

表演出現的時候，我發現觀看著的自己的看法逐漸變化。一個情緒能夠通過這種

方式被共有，對此我感到震驚的同時，所有的人都被這一被清楚明了概括出來的

感情統一，也讓我油然產生一種恐懼感。

在多次觀看這些即興表演的過程中，有的時候會很快產生共鳴，也有時候毫

無感受可言。在反省其原因的過程中，我意識到自己總是執著於糾結在某些點上。

這是至今自己沒有意識到的。這也是我為甚麼在參加研討會之後堅定了“自己是

日本人，同時也必然是日本人”這一想法的理由之一，即所謂的“文化”或“傳

統”。這個發現，讓我曾持有的對“這個研討會在外部看來是怎樣的印象？”這

一疑問重新回到我的腦海。這個疑問從兩年前第一次參加研討會時出現，只是之

後被束之高閣。這個疑問所代表或引出的是一個龐大的問題，我認為用簡單的陳

述來解釋的話，只會斷章取義。不可否認的是，第一次接觸研討會的任何人，恐

怕只會覺得我們這個集體做的事情很奇怪。但如果融入其中，又會明白我們所做

的事情非常正常。對這個事實本身，我是持保留意見的。說明白一些，像我這樣

有甚麼說甚麼的外部成員，直接提出這樣的疑問可能會給大家帶來困擾，但考慮

到研討會今後可能發展為一個影響社會的運動，這就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所

以我斗膽在此提出質疑。

至於為甚麼我在意識到自己很日本的部分時會產生上述想法，大概也是因為

即使自己行動上自由隨意，但還是有意識保持自己不脫離社會常識的緣故。同時

我也意識到這個所謂的“常識”，是非常俱有日本特色的。當我認識到這一點的

時候，前年的煩躁不安也消失了。但同時，新的疑問產生了。忽略互相間的文化

差異後，是否能夠真正意義上的解決心理創傷呢？舉個簡明扼要的例子來說，在

日本文化中死去的人都成佛，而中國文化完全不是這麼認為的。這個差異用文字

說明起來很簡單。但正是這樣，才會導致在靖國神社問題上，挑起事端的是政治

家等上層人物，但普通日本人就會百思不得其解：“中國人幹嘛那麼憤怒啊？！”。

如果有人要問我“那你說怎麼解決”，說實話我也拿不出答案。但是我覺得這次

中方所說的“不需要沒有尊重之意的謝罪”，和兩年前感受到的溫度差，正是在

這一點上得以相互關聯。我們再怎麼努力，也無法完全理解相互間的文化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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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表現情感這一心理學的手法，彌補相互文化和歷史無法完全理解的部分，或

許正是南京研討會本身的任務所在和社會意義。

寫下的全是批評，或許有人會認為我的觀點偏向右翼，但我認為這正是恢復

中日關係中，必須跨出的重要的第一步。這也是我自己這次參加研討會最大的收

獲。這個研討會以這個非常有難度的問題為討論主題，創造了兩國同齡人之間的

相會和交流。我認識留學生，但卻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們真正的心聲，得到了很多

新的收獲，並且意識到了自己本身很多的問題。另外，通過這次研討會，我也感

覺自己開始理解相互的文化。

研討會結束後想起上次研討會的疑問，現在的研討會成長到哪一個階段了

呢？這次應該步入“承認”的階段。我也親身經歷並感受了這個階段，並且殷切

期待並關注今後的發展。我也會爭取能再次參加下一屆研討會。

最後，本人才疏學淺卻得以兩次參加研討會，實在榮幸之至。同時感謝每一

位參加者。

16

“记忆南京”活动感想文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滕川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是出生在南京，“南京大屠杀”对于我来说就只是书

本上讲的日本侵华战争的一部分罢了，我很少去思量它于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后

来来到了南京读书，我开始意识到，“南京大屠杀”在这个城市是个比较忌讳的

话题，但它之于我仍然是个等同于“过去”的名词，我有所禁忌，可仍然觉得事

不关己。参加了“记忆南京”的研讨后，却有了这样一种感觉，就像张爱玲小说

里的那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它之于我从未远离身边，只是从未发现。

对于日本人的态度，我是复杂的。从小的教育，让我根深蒂固的觉得日本侵

略了中国，在过去是战争侵略，现在是经济侵略。在日本的右翼企图诋毁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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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我会毫不犹豫的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本能的与日本人站在对立面。而客观

的去讲，我欣赏日本的产品，尊重他们的民族精神，真心的为日本地震中的死难

者悲伤。这两种感情纠缠在一起，当越来越多的看到真实的世界，我不再完全相

信书本的一切，不再投入那股狭隘民族主义的浪潮，别人伤害过我们，我们何尝

没有伤害过其他人呢？同时，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我为是她的一员

而义无反顾，无论谁要伤害她，我都会最本能的为保护她而战斗。在成长过程中，

这两种情愫是并行的，我一直觉得没什么，也许就是因为潜意识为了合理化自我

的矛盾，而选择漠视那些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

参加了“记忆南京”的活动后，阿曼达教授的一幕幕戏剧，也声声叩问着我

内心那些尘封的情感，我可以清晰的感觉到它们的流动：漠视—打开—觉察—斗

争—面对—接受—转化—融合—平静的存在着。我开始明白，这不是二选一的问

题，我能做的就是在心里容纳这种共存。这两种情感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

要的是，它们的存在对我来说已经能够泰然处之了。与日本朋友相处的这些日子，

我热爱那些和我们一样鲜活的生命，他们让我体验到了人心的柔软和温情，我很

希望我们的这丝丝暖流能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坚冰注入融化的活力。

最后，我想对所有人说：媒体让我们看到的，多半是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利益，而葬送了大部分人

的幸福；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生命都应该被尊重，无论它是打着资本主义、军国

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旗号；南京大屠杀是对生命和人性的一次亵渎，希望它能够

被承认，否则那将是对生命和人性的又一次亵渎；很多善良的日本人背负着战争

的罪恶感，他们忏悔而又无奈着，希望他们的努力能被承认，这也是对生命和人

性的一种捍卫；希望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不要再发生“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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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报告文献　（翻译）

立命馆大学映像学部 3年级（纪录·摄影负责人）

和田慎太郎

我作为摄影师参加了此次研讨会，通过摄像机记录了这 4 天的活动和所有研

讨会参加者。通过这样的经历，我开始思考，我作为摄影师，内心的动向、以及

我会怀有一种怎样的苦恼。我也渐渐明白了前辈土井亨摄影师（他参加了 2007

年的“记忆南京”）以前所说的话。他的那句“拿着摄像机的我，就仿佛持枪的

日本士兵一样”，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在摄影过程中，我对自己拿着摄像机对准别人的这一行为，感到一丝罪恶感

和抱歉，而且还深刻体会到一种内疚的心情。由于人与人之间有摄像机的存在，

那个空间原有的意味，和两人之间的关系被大大地改变。

平时不会表达出来的内心的思想以及悲伤的记忆，真实地表达出来，并和他

让分享，使我们这次研讨会的宗旨。在这样的研讨会上，一直端着摄像机摄像的

我感觉自己的行为是如此的轻率，好像自己是个残酷的存在。但是，我不断地对

自己说“摄像，记录是交给我的最大使命”，并且持续这我的设想工作。同时，

摄像机的存在也正是我在这次研讨会上的意义所在。

在听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过程中，我一直边摄像边落泪。在摄影过程中，

我的感情被被拍摄对象所感染而落泪，本来作为摄像师是不应该的，但是，我实

在无法控制住自己所涌出的感情。

我很害怕如果自己的感情过多地被感染，就会失去冷静的视点。另一方面，

作为第三者就像看电视一样接近被拍摄对象时又感觉自己真的是很残酷很残酷。

更多的是以后一种态度来拍摄的我，一直对自己的存在和行为十分地矛盾。在整

个研讨会过程中，我一直怀有这样的矛盾。

最让我感到高兴的是，研讨会的所有参加者并没以特别的眼光来看待拿着摄

像机的我。大家都很自然地对待拿着摄像机穿梭在会场摄像的我。我对大家对我

的体谅，由衷地表示感谢。

最后，在研讨会中还有一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我持花走向纪念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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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注意到一只非常漂亮的蓝蝴蝶在旁边飞舞。那时我并没有太在意，不过回

来时在长江畔拍照时，非常偶然地发现了和刚才那只很像的、振翅飞舞的蓝蝴蝶。

我把它拍进了我的照相机。

后来我听说，在世界各地，蝴蝶是和死亡及灵魂相关的存在。所以我觉得，

那只蓝蝴蝶也许是飞来向我们传递某种信息的吧。

我现在非常强烈地想把在南京的所学所感所思，向更多的日本人传递。

18

记忆南京 2011 交流活动感想文

王柯

作为一名在南京学习日语的学生，今年真的是十分有幸能够参加这次的交流

活动。这次的活动中，接受两种截然不同战争体验和教育的中日双方，相聚在一

起学习中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每个人都敞开心扉，互相聆听对方的心灵

深处的声音。

短短的四天，使我的认识和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对南京大屠杀这

件事，之前仅从教科书和媒体上得到的信息，而现在则有了更深的认识，接触到

了事件的幸存者，以及战争参与者的后代。同时以工作坊这种新颖的形式，来讨

论治愈战争创伤，也是我之前未曾经历过的。

接下来就说一说参加这次活动的感受以及所受到的启迪。

首先，我不是一个南京本地人，所以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我只是从教

科书以及媒体得到的信息。对于南京大屠杀没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认识。由于

要参加这次的活动，事先我也做了一些资料搜集的工作，在图书馆借了关于南京

大屠杀的史料集等。特别是《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张纯如）对我的震

撼最大，作者以详尽的历史史料和实地采访等，再现了那段历史。同时对人性进

行了探讨。读完之后，我有一种深深的厌恶，恨不得将眼前的所有与日语有关的

书，都扔掉，我讨厌自己所学的日语了。还有就是日本人，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人

类可以残忍到那个地步。那真的可以说是“鬼”了。人性真的是很复杂。

这次活动有幸听到了夏淑琴奶奶讲述的她在南京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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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教科书上看到的和自己亲身感受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夏奶奶那种乐观坚强

的生活态度，对我的震动也特别的大。我特别的感动，在那场浩劫中活下来了，

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艰难。但是奶奶坚持下来了，并积极的对待以后的人生。

这样一场在我看来难以承受的灾难，如果是我，我是否能够坚持活下来，我不禁

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由此联想到现在的自杀率高的社会问题，中日两国都是如此，

日本更甚。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越不过去的坎儿，非要用自杀来解决。我都为此感

到汗颜。通过夏奶奶的讲述，我感受到她对于那些日本人的那种宽容。但是面对

日本国内右翼说她是南京大屠杀的伪证人的污蔑。她愤怒了，一定要通过法律来

为自己讨个公道。我十分钦佩这种做法。是的，在这种时候必须态度强硬。否认

历史的人必须付出自己的代价。

中日双方也就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以小组的形式进行了一些深入的讨论。

我也倾听到了日本方面的声音。对于致歉与宽恕这个问题。我作为一名中国人，

没办法接受，毕竟我是不能够代表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但是我还是很理解日

本朋友的那种深深地歉意。希望日本国内的那些右翼势力有一天也会就南京大屠

杀事件做一个真诚的致歉。

有时候我也会感到有一种无力感。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政府的努力。现在国

内不怎么注重这一点，我真的是感到十分的遗憾。个人的一点努力是很小的，对

于中日两国之间的和解以及民族矛盾的化解，无异于杯水车薪。真心希望以后研

究及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的活动会越来越多。

这次来的日本朋友，我十分敬佩他们。听到他们的分享，我觉得他们真的是

十分的勇敢，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正视历史问题。同时，我也了解了一些日本

人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看法。日本政府有一定的责任，在教科书修改问题

上涉嫌篡改历史，不承认事实。

另外，工作坊的形式很新颖，也很利于相互之间交流感情。特别是“戏剧疗

法”和“一人一剧场”的治疗方法，可以让我们一同跨越过去、感受、思考。我

其实对其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关于中日双方致歉和是否接受的那一场模拟演出。

日本友人站在中国人幸存者的立场上，所说的话，实在是振聋发聩。而其他人的

发言及思考，也让我久久不能够忘记。

战争真是一件残忍的事情。而普通民众则是其中最不幸的。他们在无助中迎

接战争，他们也在无可奈何的接受战争所带来的任何结果。真心希望中日双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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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就历史遗留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和认定。日本右翼人士仍坚决否认发生过

南京大屠杀。许多中国年轻人大量接触日本漫画和电视剧，对于日本文化怀有好

感，但是一提到南京大屠杀，还是会激动。仇恨不易消除，中日间的友好关系，

还需要彼此的共同努力。

作为一名学习日语的中国青年，我也感到了肩上所担负的重任。未来不论从

事何种职业，我都会为中日友好交流而做出自己的努力。

19

“记忆南京 2011 ～战争创伤与和解修复的尝试”工作坊参后感

渡邉佳代

这次是我第三次访问南京。第一次是 2007 年，那次来南京参加的是国际会

议。第二次是 2009 年，参加了国际研讨会。这次是第三次了。在这次研讨会上，

中方参与者问我：“通过访问南京，自己有什么变化吗？”我回答是：对于战争

加害者和受害者，比起以前，现在更深感受到自己的、和不同立场人们的情感。

认识到日本加害者问题就是身边的问题。

我的爷爷，因胳膊有伤未能上战场，为此他抱憾终身。我的外公，是原日军

军曹，服兵役时在满洲。现在他们都不在人世了。他们当时在战场上是什么心情？

又是怎样度过战后的岁月的？这些问题已经不能直接询问本人了。特别是外公，

右大腿里还留有一颗子弹，他是怎样平安回日本的呢？又是怎样升为军曹的呢？

在满洲到底干了些什么？想问的事情有一大堆。

小时候，外公特别疼爱我，对别人从来都是平等公正的。每当谁遇到困难，

他都会倾囊相助。“战争很可怕，胜者就是正义者。”“战争期间，日本人对中

国人干了很残忍的事。”外公说过的这些话，至今难忘。

外公是抱着什么心情对我讲这些话的呢？出于这种思考，我开始关注有关战

争的课题，并参加了国际研讨会。

经历的三次访问活动，每次主题都不一样。第一次访问活动，主要是亲眼见

证在南京发生过的事情，了解发生过什么事。但是，第一次访问时，当看到大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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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纪念馆照片的证据，听了幸存者讲述的亲身经历的证言后，我感到了窒息。一

方面竭力想了解中国人的想法，另一方面，自己的感受却是“绝望”。回国后，

我绝望地拼命搜寻证据，想证实外公没干过那些惨绝人寰的事。

第二次访问活动的主题是：敞开心扉和他人交流，充分感受自己和对方的心

情。参加了阿尔曼德的ＨＷＨ活动。通过活动，在绝望中寻求与对方的结合，并

竭力从中发现“希望”。通过ＨＷＨ的心理剧表演，和中国人共同去体验，再将

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试图将悲伤彻底释放出来。

第二次访问的最后一天，举行了追悼仪式。仪式中，逐渐将日本人加害者和

外公联系了起来。回国后又阅读了许多相关资料，开始将外公服役过的满洲发生

的事，与外公结合起来思考。深感对外公在中国干过的事，自己也应该负起责任。

可是，对于自己没干过的事，该怎样承担责任呢？怎样做才能谢罪呢？这就是本

次活动的主题。

每次参加研讨会的成员都不一样。不过主要成员没有变，日中都有好几位老

成员。本次工作坊活动共来了 40 位成员，是个大集体。开始前，还有些担心不

能充分交流。但是，有了阿尔曼德的主持，有一人一剧剧组日中演员的努力，有

前辈和伙伴们的支持，感觉在本次活动中，日中人员的情感交流更深入更广泛了。

觉得在本次工作坊会场，无论什么情感都可以安全表露出来，都得到温馨集体的

支持。感到自己和别人的共鸣更深广，可以放心地和别人合作。

比如，通过ＨＷＨ活动，感到心情在不断变化，产生了比“对不起”更复杂

的心情（愤怒、不信任、不关心、嘲笑、无可奈何、孤独等由‘受伤’派生出来

的情感），强烈感受到内心的翻腾。

那是因为在日本时，为了解战争而参加研讨会，并不断参加工作坊活动。与

此同时，一边与冲自己而来的否定情绪抗争，却又在不觉中受到了否定情绪的影

响。在研讨会期间，阿尔曼德营造了安全的氛围，让否定情绪和内心想法在犹豫

不决中安全地表露出来。

在心理剧治疗中，布置了摆有代表中国的椅子和代表日本的椅子的舞台。人

们可以在舞台上安全地发出表面声音和内心声音。从前辈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他

们的伤痛，让我对工作坊活动心存希望和感谢，同时感觉到他们深深的悲伤和痛

苦。

另外，自己表露出的纠结、悲伤和伤痛心情，也被新成员的后辈和中国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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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他们还努力表达出自己的态度，这令我深受鼓舞，也是我的精神支柱。

希望有一个可以表露任何情感、任何声音的平台。相互之间用肢体动作表达

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情感，这比单纯用语言交流、表达的情感内容更广泛，更能唤

起大家的共鸣。感觉本次工作坊已经营造了这样的平台。

在第二天的中国椅子日本椅子舞台上，我喊出了日本声音：“也许我爷爷杀

了你爷爷，强奸了你奶奶”。工作坊结束后的今天，那声音还一直深深地刺痛着我。

前一次工作坊感受到了“绝望”“希望”。这次感受到更多更复杂的情感并

带回国。其中还包含着对母亲和外公的背叛感、畏惧感和罪恶感。十份担心伤害

了对我最重要的这二个人。

中方各位最后表达的希望日本人做的事是“了解事实”“采取行动”等等。

现在回日本了，我首先做的事是得到外公的军籍簿。为此需要准备办手续的各种

文件，因此不得不面对母亲。

对于我将追寻外公在中国的途经路线一事，母亲说：“只要你心里想着外公

的心情，外公在天之灵一定会高兴的。”你将外公经历过的事传给下一代，这种

做法本身就符合外公的性格。外公原本就想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下一代，希望对后

人有帮助。这样想的话，外公是愿意将自己的一切展示给世人的。”

听母亲这样一说，我绷紧了的神经一下放松了。研讨会活动，让我和家人的

追寻活动也一步步向前迈进。

外公和我内心的联系正一点点加强，而至今尚未触及到的是爷爷家，他家与

战争也有关系。在本次研讨会上，我之所以能感受到复杂的情感，这和爷爷也有

某种联系。这是更具挑战性的、下一步要探讨的课题。

我将不再担心任何情感的表露，将把研讨会上感受到的那种联系和温暖的感

觉作为支撑，坚持不懈地参加工作坊活动。现在的感想就是：这就是加害者后代

的责任。



309

第三部分　参与者１个评论

20

记忆南京工作坊的感想

袁暁菊

从南京回来，到现在过去了一个月了，那一次的工作坊，给我留下深刻的回

忆。我记得：其一个片段是：一个中方的参加者，她说了自己童年和青年时的经历。

当她还是小孩的时候，由于在日本出生，回到中国读书的时候，小伙伴嘲笑

她，指着她喊：小日本鬼子。当 ARMANDA 问她这时她想对他们说什么 ? 她说：

“你们伤害了我”后来，长大了，她学校的老师对她说：你的成份不好，你不可

以读书。"

ARMAND 问她感觉这样：她说：这不公平。。。。说这话时，眼里含着泪。。。

当我看着这些在我面前发生的时候，我仿佛看我父亲的童年。我看到：他身

边的小伙伴嘲笑他，他无声的说：你们伤害了我。“他的学校老师说 ;”你家庭

成份不好，你不可以读书。。

他说：这不公平。。我仿佛看到他难过的背影。。看到他无声的反抗。反抗

这不公平。。

我象穿越了时光的隧道，与那时候的他一同经历，经历他的嘲笑，经历他受

到的不公平，一个12岁的小孩不会知道如何对抗这些不公平，是吗？这一幕一幕，

我父亲向我说过的故事，就这样发生，同样的，如果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如果 

我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成长，我又会怎样承受呢 ? 我的感受是怎

样？心理难过极了，眼泪就这样流下来。。

这样的伤痛就根植于父亲的血液里，影响着着已经成长为我父亲的他。他对

于我的学习非常严格。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考试不合格的试卷，不敢拿给他看，

自己模仿父亲的签名，签在试卷里。因为我很知道他会很生气，会骂我。我不想

被责备。如今，所有以前没有明白的事情，今天在这工作坊里面都有了答案。他

要给我好的教育，他童年时候渴望而没有实现的梦想，想看到我来完成。

他用他认为好的方法计划我的未来，在哪读书，然后在哪儿上班。可是，在

我就业的时候，计划经济已经解体，接父亲的班，一辈子在一个单位工作已经不

可能，只好放手。我知道这不容易，直到如今，他还是常说：内心亏欠，没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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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安排得更好。

父亲就这样把他经历的在日常生活中传给我，我承受了。只要读书好，其它

的都不重要了。看着现在的自己，读书也不好，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却很差。知

道又害怕改变，但是，只能够面对了。面对自己的差。

还有另外一个深刻的印象的是：两个人一个小组，当其中一个说：对不起，

另外一个就说：我不原谅你。，当我说：对不起。的时候，想起：我的朋友为了

热情招待我，不但花了很多的时间预备晚餐。当丰盛的食物摆上台面，而且解说

如何烹饪这些食物。我听了，说：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去餐厅吃饭呢 ? 否认所有

付出的努力，我只要读书好，其它的都不重要，不管别人怎样的努力，都不重要。

我的同伴说：我不原谅你。更加难过地说对不起。我的同伴忍不住，说了声：我

原凉你。这让我完全的释放了。

在这个工作坊，我完全地把自己交出去，让自己感受这些事情，情绪从平静

到翻腾，又慢慢平静。原来伤痛和难过是允许的。。原来有空间一起去经历我们

内心的最深刻的伤痛，我们整理。把过去和现在从新连结起来。我看见了未知的

自己，我理解父亲更多，我是这样形成的。好象有很多的力量充满我。感谢这样

的一个历史的创伤工作坊。

21

“记忆南京 2011”感想

张帆

交流会就这样结束了，8 号晚上的聚餐让我感觉到了与之前不同的氛围，两

国人开始更像朋友一样地交流，甚至开起了玩笑。聚餐之后两国年轻的朋友还在

湖边弹琴、唱歌、分享故事。当离别到来时，我感觉到了深深的不舍。或许是这

四天的相处让大家彼此更加熟悉，或许是 HWH 工作坊让大家敞开了心扉，或

许是活动接近尾声，人们从回忆那段横亘在彼此心中的不堪的历史中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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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上感到了轻松。之前虽然大家也在一起友好地交流，但总觉得过于客气，而

彼此之间的距离感总是难以突破。这不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吗？在真正的交流和熟

悉的基础上，隔阂是可以慢慢消融的，误解的源头就是错误的信息，然后像手指

上的茧一层一层地慢慢叠加，变得坚硬而麻木。我认为交流会的意义就在于治疗

因战争而有心理创伤的人，并且促进彼此的沟通交流，让年轻的两国人民用更理

性的态度来看待历史，并且为和平而努力。虽然有些迷雾依然在阻挡我们的视线，

但让我们知道这些迷雾的存在会帮助我们思考和分辨真实。下面让我来梳理一下

这四天活动中我的感想。

在活动之前我一直在回避思考这个敏感的历史问题，因为这会让我陷入很复

杂的情绪中：对日本军的愤怒和仇恨，对受难同胞的哀痛，对中国当时脆弱而倍

受欺凌的耻辱，对提倡中日友好交往的教育理念的迷茫，对部分日本人民的真心

忏悔的举动的感动，对日本民族善于学习，对工作的认真严谨的态度的敬佩⋯⋯

这些情绪会相互冲撞，让自己不知道如何是好。在 3 月 7 号的“一人一戏剧”中

某个分享者分享她的感受时，我很受感触，我感觉这就是我想说而没有办法说出

来的。我们总在两极摇摆，绝对的憎恨和盲目的崇拜是两个极端，两种声音在争

吵，似乎认同了某一种观点就会成为另一端的敌人。即使是站在中立的角度，当

你的观点让某一个极端的人觉得有某种倾向的时候也是会受到批判的。期盼一种

融合，分清历史与现在，分清政治与真情，分清同一民族的不同观点，而不是盲

目地将对方涂上某种绝对的白或者绝对的黑。

对于阿曼达教授的戏剧疗法，我谈谈自己的一些感受。在活动刚开始时，作

为在感情表达方面习惯含蓄的我来说，让我来表演是很有难度的，我能够感觉到

自己内心有些抵触，很难完全打开并表演出来。我能听到自己内心在呼喊：“为

什么要表演？我怎么表演？我演不出来，快点结束吧！”虽然阿曼达教授进行了

一些热身活动，但我依然觉得有些困难。我有点紧张，有点局促，自己的感情很

难让它自由地流露。而发现了自己的困难后，我又有些不安和自责。可能是学心

理学的缘故，我分析了自己在这个活动中的心理感受，发现自己对自己的感觉习

惯于压抑和掩藏，自己对自己的一些感受也会有所回避。在接下来的活动中，我

遇到了非常好的搭档，分别是来自同声同戏剧团的春晖和存。他们投入的演出让

我很有触动，让我跟容易进入角色，他们鼓励我放松，鼓励我用自己的方式表达

自己的感受。我能感觉到从他们那获得了能量。一直自以为没有很深感触的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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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和存角色扮演的时候终于忍不住哭了。当活动结束时，春晖来到我面前

告诉我：“我觉得你性格很好，很自信。”我的内心又被触及，我告诉她：“我

其实很自卑的。”春晖给了我一个拥抱，告诉我：“相信你自己，其实你可以做

到比你想象得更好。”我感到自己眼眶发热，十分地感动。我想我会永远记得这

一刻她跟我说的这句话，每次想起都会给我力量。

由于特殊原因我没能参加 3 月 6 日的工作坊，我感到非常地抱歉和遗憾。阿

曼达和 Aya 告诉我去听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验，但是

我错过了。由于成长的时代毕竟离那段历史有 70 多年了，我的父辈和祖辈也没

有跟我说过关于战争的事情，都是从影视作品和教科书中了解的，虽然也会有仇

恨、有愤怒、有耻辱、有痛心，但那种感觉不足以形成战争创伤，只是当听说日

本否认这段历史和其他有辱中国的事情时会特别愤怒。我想这也是我在这么多心

存愧疚和真心忏悔的善良的日本人面前会找不到怨恨的理由。

3 月 7 日下午阿曼达为罗老师所作的角色扮演，让我对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处

境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因为我的父辈和祖辈并没有告诉我任何战争对他们的影响，

所以我的了解很少。当整个角色扮演展现在我眼前时，我看到了生活在中日夹缝

中的罗老师童年内心所受到的伤害，我想这可能是那个时代的很多人的遭遇。罗

老师因为自己的遭遇而愿意为中日和解作出努力，我由衷地钦佩。

3 月 8 日我们一起去燕子矶祭奠受难同胞。当我看到纪念碑后面的记载文字

时，眼前出现了无数面色苍白的逃难同胞面向着滔滔江水，期待着江那边的一线

生机，却在日本军的机枪扫射下，成片地倒下，染红了一大片江水⋯⋯眼眶湿润

了，这比苍白的概念更触动人的内心。所以当日本人在听了纪念碑碑文翻译后，

有些人泪流不止，我是很能理解的。因为虽然他们知道有这样一件事，但是那只

是存留在历史上的一段记忆，由于右派分子的编排，更让他们看不到真相。当他

们看到、听到一桩桩先辈犯下的血的罪行的时候，内心的冲撞是很大的。祭奠仪

式结束之后，中日参与者在一起合影留念，拥抱安慰，笑语中有着湿润的眼眶。

我很感动，心中喊道：“一直这样多好啊！其实人民都是渴望和平和友好相处的

啊！”

8 号下午阿曼达教授进行的空椅子对话活动，让我感触很大，但也感觉到一

丝“残忍”。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了日方右派的公开言论，我想日本参与者所说的

应该就是他们在日本所真实听到的。其中有粉饰，认为所有的战争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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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犯的罪过是所有战争的罪过；也有反击，认为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镇压

新疆反动派、大跃进时也杀了很多人，认为中国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领土，也是

在侵略；还有指责，认为中国人反复诉说自己的苦难，不断地指责日本，也给日

本人民带来了很多伤痛⋯⋯在日本人民内心那个小孩子感觉到的是：害怕—自己

用谎言来掩盖自己的罪行，担心有一天被揭发；担忧—日本国土小，担心有一天

会成为中国的殖民地，所以要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埋怨—感觉自己也是战争的受

害者，自己也很痛苦，希望不要用祖辈、父辈犯下的错来指责自己。其实日本人

民所接受的信息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的，有些并不完全是真相，但当我这样说

的时候，我也很忐忑—难道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真相吗？我不敢肯定，因为有更强

大的力量在控制着这一切，谁真谁假，谁别有居心，这都没有办法说清。这个活

动让我的思想有所转变的地方就是，我知道有些积怨是源于各种信息的误会，唯

有互相地交流和深入地了解才能作出判断，不要盲目地跟从挑拨者的口号。当椅

子撤走，阿曼达教授让中日两方直面对峙的时候，让其他人站到自己支持的一方。

其实我能够理解中方和日方的感受，我知道站在这里的日本人其实是愿意面对历

史，真心忏悔，渴望和平的，我也知道中国人其实只是希望真相得到承认，也是

能很善良地理解日本民众的。但作为中国人，面对这种情形我只能选择支持中国

一方，我不想让中国这一方显得太单薄。当阿曼达教授让中国一方作为“受害者”

要求“加害者”的日方怎么做时，其实我很想逃，我觉得站在对面的，愿意来参

加这次记忆南京的活动的日本人都是多么友好和善良啊，他们已经忏悔了，还要

逼迫他们怎么做呢？他们不是那些直接伤害我们的人啊，这样真的有一些残忍。

最后阿曼达教授让中方用自己的方式结束这次“对峙”，我们选择了拥抱和握手。

其实，我们都希望彼此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都希望彼此能够永远像这一刻这

么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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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聆听的记忆　被理解的创伤－参加记忆南京 2011 国际研讨

会心路历程

广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郑春晖

2011 年 10 月 4 日－ 8 日，我有幸以表演者和参加者的身份参加了“记忆南

京 2011- 治疗历史伤痕，构筑和平”国际研讨会。作为中国同声同戏剧团的成员

之一，与日本 PLAYBACK-AZ 剧团一起，聆听来自中日双方参加者发自内心的

故事，为他们演出，感觉十分荣幸。作为参加者，走近已经被尘封的家族历史、

国家历史，让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与家族与国家有更深的联结。真实地与日本

人交往，个中温暖的回忆代替心中对这个名词莫名的恐惧和“侵略者”、“动画

片”等碎片式的印象。以下是在研讨会过程中记录下的思绪片断。

( 一 ) 融冰

与日本人交往是怎样？来研讨会之前我带着这样的好奇。这个与我们汉族似

乎外表很相似，内在流淌着不同文化血液的民族。如果我们在中国或世界任何一

个地方，而不在南京相见，他们对于我，也许只是“外国人”。仿佛熟悉又陌生

的邻居。当我们在“南京”相见，这个对于中国人的中日记忆有特别意义的地方，

日本人，不只是外国人，还是曾经的敌人。

来南京之前，我曾许多次问自己，对于日本人有什么感觉？

没有恨，因为历史离我们太遥远

不能恨，理智告诉我，这是过去的事情，这是他们上一辈，甚至上上一辈发

生的事情，这是战争里自然发生的事情。

走到心灵深处，对“日本人”这个词，有一些莫名的恐惧。潜意识里，日本

人似乎等于日本侵略军。

工作坊开始时，Armand 先生用剧场游戏热身，中日参加者都有一些很腼腆、

有一些很活泼，大家仿佛都在适应着新环境，观察着身边的人。甚至人比例上，

日方参加者有剧场表达力的更多一些，打破了自己以往觉得日本人拘谨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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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地方，敌人的后代有“玩”，重新开始相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开始。

( 二 )“请原谅我”“你伤害了我”

在完成了几个有趣的角色扮演之后，这两句话扑面而来。同伴中有人在嬉戏，

我知道他们的内心还没有适应这种感觉。我告诉自己，来这里是为什么的，让自

己进入那个角色，那个此前还有些害怕的角色：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和加害者。

我选择了“你伤害了我”进行第一次的尝试。一开始，这句话象一条管道，

帮助我把内心的情绪流露出来。在不断后退的脚步中体会那种悲苦。甚至当“请

原谅我”走近时，能量带着我后退，不愿看他。

这一刻，一不愿看见加害者的感觉油然而生。他是我的记忆。当我见到他，

就是想起我的屈辱、想起那暗无天日的岁月。我感受到身体的颤栗、内心的害怕。

闭上眼睛，我不知要与现实隔绝，还是过去隔绝。

睁开眼睛，看着那诚恳地说“请原谅我”的日本少年，他甚至因为我的眼泪

而惶惑。因为我的回避，他甚至不敢走近。

他清澈的眼睛甚至把我带回到现在，我已经不在那个黑暗岁月了，我回来了。

继续着“你伤害了我”，这句话变成一堵墙，阻挡那位走向我的少年，“请

原谅我”，他依然坚持并恳切地说着。

我想接受他，但想着这是工作坊的第一个练习，要坚持，我继续用这堵墙阻

挡他。

受害者的的悲伤和仇恨需要被流露，被看见。

可当它不能被转化的时候，它也会变成一堵墙，甚至一个牢笼，把自己困在

里面，不让外界的走近。

当我成为“请原谅我”，对方无论如何无法接受的原谅让我感觉到无力，我

不知到自己可以做什么，甚至想放弃。而这份放弃又让我内疚。我觉得我卡在那

里，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无奈，心怀退意却不能退的无力。

这是希望中日和解的日本友人的想法吗？在这个角色体验之后，我仿佛与他

们有心灵的联结。

( 三 ) 共鸣圈

工作坊其中一个环节：大家围圈站立，当听到自己有主持人所说情况相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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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走一步。

提问有：采访过亲历中日战争的人

家里有参加过中日战争的人

。。。。。。

其中有个提问是：这段历史没有在家中被提及过的。

我站了出来，站出来的人寥寥无几。

我的家族的上两代，不仅参加过战争，而且以不同的身分参加到战争里面，

战斗人员、指挥人员、行政人员、记者、秘密工作者。。。。。。这些都没有在

家族里直接被听说，而是从后来的资料上看到。带着这些故事的老人相继离世，

这些属于家族血液一部分的历史被永远地掩埋。为何这些故事没有被说出来？为

何有时表面灵牙利齿的我难于表达自己？还有多少故事我们可以抢救？

共鸣圈后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行动。

( 四 ) 身份

这个练习很简单：我是某某某，我是某国人。

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也有听外面对自己国家的评论，美好的都属于过去，

关于现在都不是什么好词。

作为在一个中国人，我自豪，我自卑，仿佛都说不上，却有一个很明确的信

念，做一个不被别人看不起的中国人。

作为中国大陆人的身份，在与香港人的交往中被呈现。那种感觉也是复杂的。

香港的制度、某些领域的发展都优于中国大陆，这也是我们向他们学习的地方。

可一部分香港人的那点优越感。即使是很熟悉的朋友，谈及某些事情，“我们香

港如何如何。。。。。。，我们香港如何如何。。。。。。，还是很不舒服。”

谈及到大陆的民主，这似乎也是一个我们共识不会谈及的话题。不是有高低

之分，而是我们接受原本就是不同的教育，自认文明的民族不愿放下自己文明的

身段云，去聆听文明之路的困难；自知野蛮的民族不愿在高高在上的文明面前，

低下自己本已不多的尊严。只是各执已同文同种同根，触及到价值观，同胞兄弟

仿佛瞬间天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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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练习之前，没有想过“身份认同”对于自己有这样大的冲击。我是谁，

我属于哪里？这所属的族群是否在整个社群中的位置，原来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接触这个练习，我尊敬为和平、和解而来中国的日本

人。他们尝试了解、面对这样的历史，这份勇气让我敬佩。

在这个练习之前，我接触到来自中国香港的朋友。从前我们一起工作，一起

唱歌，仿佛我们没有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当他提及，在国外，他被认为是“中国人”，来大陆，他走的是“外国人”

的通道，这样的划分让他很难理解和接受。

( 五 ) 共创一个童话

工作坊里，一个环节是二人小组共同创作一个故事，一个个子微小的日本人，

遇到一个中国人。

我和同伴编的故事很写实，日本人中途就长大了，遇到了一个濒临死亡的是

中国人，他要救，这个中国人不让他救。后来这个中国人昏迷了，日本人还是救

了他。中国人很挣扎，原谅这个日本人是对家族的背叛。但他最终还是决定个人

先接受日本人，然后再向家族人的介绍，有不同的日本人。

( 六 ) 对话 1

今天的对话让我很震撼，让我看到日本朋友的勇敢和我们面临各自政府的无

力。

场地面对面地摆着两张椅子。Armand 先生说，这分别代表中国人和日本人，

当你们选择一边，就是选择代表这个身分的人在说话。无论你自己原来的身分是

什么。

当第一位日本人走出来，坐在“日本人”的椅子上，说：现在的日本也是四

分五裂，千疮百孔。。。。。。。

我的心被触动，当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还停留在侵略、动漫、樱花等等碎片

式的印象时，没有想过，这个国家也是他的苦和痛。这种对国家前景的担忧，作

为国民的无力，是一致的。当我们常常以受害者的身分，要求这个国家对战争负

责的时候，它们的政府，甚至还不能对他们的国民负责。核泄露，海啸；体现了

应急措施的有力，国民良好的素养，也体现着政府的无力。我们以“受害者”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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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咄咄逼人时，是否真正体察当前这个国家也面临的难关。

中方的椅子一直空着，直到一位日本人冲上来，以中国人的身分向日方控诉

着自己经历的苦难。南京，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也不轻易揭开的话题。日方参

加者代表中方进行控诉，帮助中方参加者打开情绪表达的出口，我内心有份很大

的尊敬。怎样的勇气，才能直面自己国家的这段历史，然后穿越他。

当我自己站出来，最大的感受是无力。日本右翼抹杀历史的“教科书事件”，

日本政府采取了默许的方式。中国民众在中日战争所受的苦，也因为以经济利益

为前提的“中日友好”而掩盖。还有许多的苦，许多的委屈没有被看见，没有被

诉说。中日战争中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人民的伤口并没有被抚平，没有感觉到

他们的作为“人”的伤痛被真正地被了解和聆听，他们只是作为“证据”着。所

以中国受害者的受害是双重的。

伤口被展示，只是政府作为证据来证明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其中的大部分害

怕、委屈、屈辱因为没有被聆听。所以表达出来的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恨。

当我认识的中国人站在日方的角度发言，我的内心有交战。一个直觉的声音

说：你怎么能站在那里？另一个声音说：她这样做有她的理由，她不可能背叛分

子。相信她。

第二天，她向全体提问：是否感觉到她的“背叛”，那刻，我的心更释然，

更佩服她的勇敢，明知也许被误解，她还是勇敢地为和平，为公义，为了让彼此

有更多的了解，走到了“敌人”的阵营。当今的中国，不正需要千千万万这样的

年青人吗？智慧、勇敢、愿意聆听彼此的声音。

在这次对话中，我发现我们需要不是日本人的道歉，事情已经过去了，错误

也不是他们犯下的。

我们需要日本政府承认事实，对过去的战争负起责任。甚至对战争，对事实

有不同的解读，中日双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事实。

但承认事实是重要的。

( 七 ) 拜祭

长江岸边的燕子矶，这是南京事件中的一个屠杀点，资料上说有 5 万，而可

能事实上远不止这个数字，在这里被日军枪杀，直接进入长江。

拿着门票，即将拾级而上，忽听旁边的孩子的朗朗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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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问，这里有一所小学吗？

当地人说：是的。

是公办的小学吗？

当地人：是的。

在这片被鲜血浸润的土地上，儿童们朗朗的读书声，已经到希望带来这个地

方。

( 八 ) 对话 2

还是两张椅子，还是两个阵营，这次我表达了来中国了解本国的历史的朋友

深深的敬意。

同时，我们发现，尽管在政府层面我们有许多的无力，

但把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让身边的人和朋友知道，当越来越多人

了解事实，对真相的解读也越接近。

( 九 ) 需要

参加这个研讨会，解开了自己的一些疑团：

为何日方认为自己已经多次道歉，而中方仍然在要求？

除了道歉，中方需要日方对于历史，为了和平进行怎样的努力？

日本有不同的首相因为历史问题向中方道歉，中方认为这仅代表首相个人，

而非日本政府一贯的态度，以及首相并非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教科书事件”成为中日历史问题的焦点之一，中国一部分民众认为这是日

方政府在行动上明确支持窜改历史和不承认事实的态度。

作为中方人民的一份子，当然希望日本政府承认历史事实，对战争负起责任。

而对于日本友好人士，我们把向中方的道歉、谢罪作为对方为和平努力的礼物。

尽管政府的态度不能一下子改变，我们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让更多人了解历史真

相，已经是为和平、和解在付出努力。

而中方对于历史本身，也更需要有更广泛的传播和新的认识。现在离南京远

一些的地方，青年人并不知道历史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对于“南京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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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也只停留在“大屠杀”等这样的名词中。对于史实的了解更多出于证据的需

要。经历的这次研讨会，我们可以对大屠杀的亲历者、家属后代、甚至这个城市

的居民，提供带有人文关怀社会服务、创伤治疗等，通过教育、媒体、演出，让

更多的人从“人”的角度去理解这段历史。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走过创伤，真正地

达到和平友好。

研讨会的四天里，我们和日本人除了参加工作坊，还在聊天、唱歌、演出。。。。。。

距离反而带来一种吸引和亲近，也许大家为了同一个理想：为和平，我们在一起。

片断式的记忆连同和平的信息伴随我走向将来更远的地方。

23

“记忆南京 2011”國際研討會參加有感

翁曉丹

時間如白駒過隙。2009 年前往南京參加第一屆國際研討會，已是兩年前的事。

當接到村本老師的邀請時，我毫不猶豫決定參加。其理由是，09 年在南京

之所見、所聞、所感，已經經過兩年時間的沈澱。我想看看兩年前所感受到的東

西現在被消化了多少，在我的身體和心裡以何種形式被保存。另外，再次踏上南

京這片土地，我會有甚麼樣的感受。

另外還有一個理由，是我對南京國際研討會本身的成長非常感興趣。無論是

有怎樣的改變，我都想親身體會它的每一個變化。据我所知和觀察，即使是中國

本土從事心理學研究者，尚未熟悉和接受戲劇療法和表現藝術療法。

另外由於主持國際研討會的工作坊的是美國人和日本人，所以在 09 年的工

作坊中，我發現中方參加者努力適應著工作坊獨特的進行方式和氣氛。今年的參

加者中雖然有幾名參加過前年研討會，但其他基本都是新成員。而且參加人數達

40 多名，這個數字對於工作坊來說是很有挑戰性的。再加上今年的工作坊中除

了戲劇療法，還增加了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手法。

因此，今年工作坊會如何進展，除了一些擔心，我還是很期待的。關於這個

莫名奇妙的期待，我沒有任何確切證據，只是隱隱覺得，南京研討會承載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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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靈魂的重量。無論研討會向哪個方向發展，它本身就象徵了對那段歷史的超

越民族的祭奠。

關於活動本身，首先，我一直都認為即使曾經去過，工作坊開始前去一次南

京大屠殺紀念館，是一個很重要的熱身和準備。我曾在兩年前研討會的首日，和

參加者一起參觀過那裡。今年因為研討會日程以及自身行程的安排，沒能再次前

往，自己覺得非常遺憾。前往紀念館的目的不僅僅在于復習歷史，更重要的是在

紀念館有其獨特的氛圍和能量中，自己的身體會更快更自然地融入工作坊。

另外，雖然工作坊開始前我知道會穿插進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手法，但當第一

天看到劇場成員的表現時，我還是很驚訝。可能當時自己還沒有完全打開。之後

慢慢習慣後，就開始佩服他們極具張力的表現力。

隨著工作坊漸漸深入，我意識到身體似乎不滿足於這樣的參加狀態。一人一

故事劇場的確在情感共有這一方面，是非常好的方法，但是表演者以外的人，都

只能用眼睛看。也就是說，觀者只是用眼睛接受某種情感的信息，究竟這個情感

能否讓身體也感受到，對此我是懷有疑問的。至少，我覺得自己的身體沒有得到

情感的共享信息。工作坊中語言使用的很多，我用的最多的，是自己的眼睛和大

腦，而不是重視身體和心靈的感受。

第二天早上工作坊開始前，幾位參加者向大家描述了“此刻的心情”。同時，

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成員依次用群體雕塑的形式表現這個情感。幾個人看下來，雕

塑表現出來的情感和參加者本人所講述的情感之間，我沒有看出來貼切的意思。

但是當主持人問參加者本人時，幾乎每個人都回答”很貼切“。我知道情感被別

人百分之百理解並表現出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沒有感受到敘述者本人所

敘述的情感與雕塑所表現的情感有貼切的地方，這也是我真實的感受。我不知道

在這個場景對於觀看的人來說，意義在何處。因為觀看的人既不在敘述，也不在

用身體表現，只是旁觀者而已。

雖然參加者絕大多數不是專業表演者，但我更希望有讓每個人用自己身體表

現的機會。就算成品很不專業，但是重視創作過程本身才是心理治療的根本。

總的來說，第二屆南京國際研討會比第一屆有了很大的成長。最令我感到欣

慰的是能和兩年前的夥伴再次相見。兩年前的研討會在我們身體裡留下了很多印

記，並在這兩年中，或大或小影響了我們的人生軌跡。兩年後大家相互分享各自

的體會，實在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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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中，中國國內也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隨著通貨膨漲，社會貧富差距

增大，執政黨的社會信用度下降等國民不安因素增加的同時，來自草根的社會運

動此起彼伏。這樣的社會現實中，以用身體和心靈體會歷史，關注真實歷史中的

“自我”，與“自我”對話為主體的南京研討會，無論對中國還是日本社會，都

有其社會意義。今後南京研討會以何種形式繼續下去，是我們今後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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